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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MOOC合格学习者学习效果的行为特征分析

曾嘉灵1 欧阳嘉煜1 纪九梅1 王晓娜1 乔 博1 曲茜美2

（1.北京大学 教育学院 学习科学实验室，北京 100871；2.浙江广播电视大学 信息教研部，

浙江 杭州 310030 ）

【摘 要】随着教育与信息技术的不断融合，MOOC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重要的学习模式，而如何促进MOOC中的

有效学习也成为MOOC情境下的研究热点之一。分析以往研究发现，平台记录的学习者学习行为数据将原本复杂的

学习行为分解成了可操作、可获得的数据指标，对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存在很重要的预测作用。本研究基于MOOC

《游戏化教学法》第三期课程数据，采用逻辑回归方法对课程中取得合格成绩的学习者学习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显示：学习成绩与论坛发帖数量、作业互评完成度、作业提交次数、参与测验情况、视频观看主动性存在相关

性；参与测验情况、作业互评完成度和论坛发帖数量是预测课程学习成绩是否优秀的主要指标。研究发现：在任

务学习行为上成绩优秀与合格的学习者都具有良好的行为习惯；在交互学习行为和学习参与上，成绩优秀学习者

相比于合格学习者具有积极参与论坛讨论和同伴互评、课程内容完成主动性强等行为特征。基于上述研究，本文

尝试提出如何提升MOOC学习质量的建议，为MOOC课程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MOOC；在线学习行为；行为特征；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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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分析与学习支持】

本文系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在线教育研究基金（全通教育）重点课题“基于学习分析的MOOC教学设计原则研究”（项目

编号：2016ZD1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DOI编码]10.19605/j.cnki.kfxxyj.2018.06.001

【编者按】学习结果的影响因素研究一直是学习分析领域的经典研究主题，而在线教育由于数据

的可获得性也成为此类研究的主要场景。在线教育中，既有以自主学习活动为中心的课程，比如

传统远程教育首屈一指的英国开放大学的课程形式；也有以视频加练习为核心的在线教育新宠

xMOOCs。不同的学习模式、学习对象、学习目标和学习评价，其学习结果的影响因素也有异同。

本栏目的两篇文章，将分别利用英国开放大学和中国大学MOOC的数据集，对此展开分析和讨论。

让我们一起看看，作为当前最主要的两类在线教育实践，它们的学习者们因何不同原因而有可能

获得成功。当然，学习绩效的影响因素非常多，而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及方法的科学性一直是此

类研究的核心难点。研究的结论并不代表着学习绩效高低的必然性，我们相信此类研究将为在线

教育的持续改进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特约栏目主持

郑勤华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远程教育

研究中心主任

在“互联网+”的催化作用之下，教育正不断进行

着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跨界融合。MOOC作为一

种新型的、重要的学习模式，不仅引发了新一轮在线学

习的热潮，也使得关注教育发展新态势的研究者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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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生的单一或几项维度。比如：论坛发帖次数、与学习

资源的交互次数及时间等（Macfadyen & Dawson, 2010），
以此证实学习行为对学习效果有显著影响，或从学习者

的人口学特征、学习行为和学习期望等方面考虑，分析其

对学习结果的影响和预测。Ho（2009）通过探讨电子学习

系统质量、技术准备、学习行为和学习结果之间的关系，

发现学习行为对学习结果有显著影响，且电子系统质量

和技术准备通过学习行为间接影响学习结果。Bergner、
Kerr和Pritchard（2015）发现论坛讨论对学习者期末考试

成绩有显著影响。Harrell II和Bower（2011）选择了学习者

的听觉学习风格、计算机技能和成绩三个特征，建立三

变量的逻辑回归模型，探究其对在线学习社区中学生辍

学的影响；Semenova和Rudakova（2016）选取以下二元指

标作为自变量：有无主题类似的研究经验、有无与课程

学科相关的工作经验、是否有MOOC学习经验、教育水

平是否高、性别、是否有意向获得证书，通过逻辑回归分

析建立模型，预测学习者成功完成课程的可能性，探究

MOOC的退出障碍。

总体来说，目前国内外探讨在线学习行为和学习效

果之间关系的研究不在少数，研究数据主要基于学习平

台的日志数据，研究路径聚焦于从学习行为中提取的各

变量与学习成绩间相关关系的探讨、学习者画像或学习

者模型的分类研究和在线学习情境下的学习策略研究等

方面。但对于课程开发人员来说，获取平台的日志数据并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目前国内MOOC平台开发人员与

课程团队分属两个团队，数据获取和沟通上存在一定的

困难，一方面是开发人员为不同课程团队提取日志文件

是一种个性化的定制要求，时间成本相对较高，另一方

面课程平台日志数据往往数量庞大，形式复杂，需要专门

的数据分析人员进行处理，而课程开发团队往往不具备

此能力。因此，本研究尝试将课程开发团队人员自行可获

得的问卷数据与基础的日志数据结合，建立学习行为与

学习成绩的回归模型，在保证研究效力的同时，提供一种

更为便捷的研究路径。另外，大多数研究者将目光聚焦

于是否完成课程上，尚未有研究对学习者成绩优异与否

进行分析和预测。学习完成度确实是在线学习面临的重

大挑战，但在线学习效果的提升也不可忽视，优秀学习

者具有怎样的行为特征，如何促进学习者达到更好的学

习效果，也是领域内积极探索的主题之一。

因此，本研究以问卷调查所得数据与平台日志数据

为基础，采用逻辑回归对学习者行为数据进行分析，探究

思考如何促进MOOC中更加有效的教学。

高辍学率是MOOC一直以来面临的重大问题，虽然

在开课时选课人数很多，但真正能够坚持下来并获得课程

证书的学员可谓凤毛麟角。可以肯定的是，能够获得证书

并坚持完成课程学习的学习者，尤其是成绩优秀的那部分

学习者与其他学习者在学习行为上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是

学习行为的差别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哪些学习行为对学

习效果的影响起到了更大的作用，是有待继续探究的。

随着在线学习平台的更新与优化，平台记录的学

习行为数据将原本复杂的学习行为分解成了可操作可

获得的数据指标，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和深入的量化

研究，使预测学习效果并实施教学干预成为了可能。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所得数据与平台自动收集数据为基

础，采用逻辑回归的统计分析方法，探讨在线学习行为

与学习效果之间的影响机制，建立成绩优秀学习者的

预测模型，发现成绩优秀学习者学习行为的特征。

一、相关研究综述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学习者的在线学习行为对学

习效果有着重要影响（吕媛，易银沙，邓昶，易尚辉，

2004；宏梅，刘满贵，杨隽，2008；姜蔺，韩锡斌，程建

钢，2013；胡红梅，宗阳，2017），国内关于学习行为对学

习效果的影响研究主要以问卷调查、平台收集为基础，

结合相关的科学计量手段对学习行为和学习效果进行

探讨，集中在学习行为对学习效果影响因素分析、学习

完成度预测、基于学习行为的学习效果分析等内容。

李小娟、梁中锋与赵楠（2017）认为学生的在线学习

行为正向促进其网络学习自主效能感、自主学习能力和知

识建构水平的提升，正向影响学习绩效的提高。贾积有、

缪静敏与汪琼（2014）研究表明观看视频次数、观看网页

次数、浏览和下载讲义次数等学习行为与学习成绩呈显著

相关。贺超凯与吴蒙（2016）对学习行为记录进行分析，发

现可以通过分析学习行为关键记录预测课程完成情况，

学习行为关键记录包括学习时间、学习事件次数、抽样统

计学习次数、观看视频次数、学习章节数、发帖数等。宗

阳、孙洪涛、张亨国、郑勤华与陈丽（2016）分析和建立了

学习行为与学习效果间的模型，发现了影响成绩合格的指

标，包括课程注册时滞、登录课程次数、提交作业测试次

数、习题保存次数的均值和视频观看完成度等。

国外在线学习的兴起时间早于国内，与国内研究类

似，大量研究对学习行为的提取基于学习者在学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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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合格学习者学习成绩是否优秀的影响，通过观察二

者的关系，发现成绩优秀学习者学习行为的特征，为提升

MOOC学习成绩优秀率和课程设计提供参考和建议。

二、概念界定

（一）学习效果
本研究以MOOC《游戏化教学法》第三期课程为

例，对影响MOOC成绩合格学习者（以下简称合格学习

者）学习效果的行为特征进行分析。《游戏化教学法》课

程是由北京大学尚俊杰副教授牵头开发的一门教师教育

MOOC，该课程主要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两个层面

考察学习者的学习效果，从作业、测验、讨论三个维度进

行测量，既考虑到短期学习效果的模块评价，又考虑到长

期学习效果的期末评价，从一定程度上保证评价的有效

性。按照课程评分标准，总评成绩60分至84分为合格，85
分至100分为优秀。

（二）学习行为指标构建
我们对2014年到2017年有关学习行为的论文进行分

析，选取10篇引用率较高的核心文献（贾积有 等，2014；蒋
卓轩，张岩，李晓明，2015；李阳，马力，官巍，2016；贺超

凯，吴蒙，2016；宗阳 等，2016；侯海平，2017；李小娟 等，

2017；Firmin et al., 2014；Coffrin, Corrin, Barba, & Kennedy, 
2014；Bergner et al., 2015），梳理涉及学习行为的相关指

标，发现“视频”作为MOOC学习者最主要接触的材料，

在8篇关键论文中都被作为学习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

析。在这些学者的研究中视频维度不仅包括视频观看与

否、视频观看次数、视频观看时长，还包括视频观看密度

等维度。因此本研究也将视频学习作为一种重要的学习

指标，建立视频观看完成度、视频观看主动性这两项行

为指标。同时，在10篇关键论文中，9篇都将论坛互动情

况作为衡量MOOC学习者学习行为的重要指标，因此构

建出论坛发帖数量、发帖主动性这两项行为指标来衡量

MOOC学习者学习行为。有7篇关键论文涉及到学习者作

业完成情况以及学习内容的检验，分别用作业提交次数、

任务完成情况、课程内容学习情况来展现MOOC学习者

学习项目完成状况。因此在本研究中，也构建了作业等学

习行为指标，分别包括作业互评完成度、作业提交次数

和作业提交主动性、阅读材料完成度、课程准备模块完

成度、课程任务讨论完成度、参与测验等维度。除了以上

指标之外，有9篇关键论文提到了在线学习时长的问题，

强调学习时长作为观测MOOC学习者学习行为具有重要

作用，因此也构建了平均每周学习时长这个行为指标来对

MOOC学习者学习行为进行检测。可见视频学习、论坛互

动、作业、测验和在线时长等是以往研究大多采纳的预测

指标。

基于相关研究，结合学习者学习行为特点，按照学

习活动类别，将MOOC学习者在线学习行为归纳为任务

学习行为、交互学习行为和学习参与三个不同的维度，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构建了12个MOOC学习行为指标，

具体指标以及指标编码如表1所示。其中，完成度表示

学习者所完成的内容在总内容中的占比程度，主动性表

示学习者开始任务时间与任务发布时间的间隔程度。

表1 MOOC学习行为指标及编码

学习行为 分析维度 行为指标 指标编码

1 任务学习
行为

1.1 资源学习

1.1.1 视频观看完成度 1I_1V

1.1.2 阅读材料完成度 1I_2R

1.1.3 课程准备模块完成度 1I_3P

1.2 学习检测
1.2.1 参与测验情况 1I_4P

1.2.2 作业提交次数 1I_5H

2 交互学习
行为

2.1 论坛互动 2.1.1 论坛发帖数量 2M_6P

2.2 讨论互动
2.2.1 课程讨论任务完成度 2M_7D

2.2.2 作业互评完成度 2M_8E

3 学习参与

3.1 学习时间 3.1.1 平均每周学习时长 3P_9S

3.2 参与主动性

3.2.1 视频观看主动性 3P_10V

3.2.2 作业提交主动性 3P_11H

3.2.3 发帖主动性 3P_12P

本研究将学习行为定义为，为实现一定的学习预期

而利用网络进行的可量化的学习行为，包括学习者任务

学习行为和学习者之间交互学习行为两方面的因素，以

及能对两种学习行为进行补充的学习参与。其中学习者

任务学习行为分为资源学习和学习检测两个维度，涵盖

视频观看完成度、阅读材料完成度、课程准备模块完成

度、参与测验情况和作业提交次数；而学习者交互学习

行为则包括论坛发帖数量、课程任务讨论完成度和作业

互评完成度四项行为指标；学习参与则包含平均每周的

学习时长、视频观看主动性、作业提交主动性和发帖主动

性四项行为指标。其中，完成度与参与情况均表示学习者

已完成的活动在所有活动中的比例，主动性则表示学习

者完成活动的天数在规定天数中的比例。

1. 任务学习行为

任务学习行为主要指学习者个体完成学习任务（即

教师要求完成的活动）的过程，主要包括资源学习以及

学习检测这两个子维度。学习内容通过MOOC视频资源

的观看完成度，MOOC平台上阅读材料完成度以及课程

准备模块完成度来表征，而学习检测主要用参与测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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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和作业提交次数来表征。

2. 交互学习行为

交互学习行为是特指学习者通过和MOOC平台中其

他学习者进行互动的学习行为，互动主要是指学习者在

MOOC平台上通过论坛发帖或是讨论来进行交流学习的

过程，因此在论坛互动当中对应的行为指标是论坛发帖数

量，而讨论互动不仅包括课程结束之后的课堂讨论环节，

还包括同伴作业评价环节，因此讨论互动对应的行为指标

为课程任务讨论完成度及作业互评完成度。

3. 学习参与

由于MOOC学习行为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不仅

包括学习过程中及课后的学习监测数据，还包括在学

习过程中参与各项学习环节的积极性。因此学习参与

相对应的子维度可分为学习时间和参与主动性，学习

时间所对应的行为指标指向平均每周学习时长；而参

与主动性则主要确定为视频观看主动性、作业提交主

动性及发帖主动性这三项行为指标。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逻辑回归是一种广义的线性回归方法，研究二

分类、多分类的因变量与预测变量（自变量）之间

的关系，属于有监督学习，常用于疾病诊断与信用

判定等领域。本研究的学习成绩是否优秀是一个二

分类问题，因此可以采用二元逻辑回归对学习行为

与学习成绩是否优秀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

本研究选取MOOC《游戏化教学法》第三期课程

的数据进行研究。《游戏化教学法》课程从2016年6月1
日开始在中国大学MOOC平台上开课，目前已有三次

课程迭代，每次课程为期六周。该课程内容的编排、

课程讨论区的应用以及课程作业的设置方面都逐渐完

善，每次开课都能吸引大量学习者报名参加学习，累

计选课人数已达到两万人以上，并入围首批“国家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中国大学MOOC平台的数据收集

和记录功能也比较完善，课程在开课和结课时也都会

向学习者发放调查问卷。综合两者的数据，我们可以

较为全面地获得学习者的学习行为数据。

（一）数据收集与预处理
本研究收集的数据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来源

于MOOC平台自动记录所收集到的学习数据，另一部分

来源于结课问卷回收的数据。在MOOC平台上可以收集

到的数据包括平均每周学习时长、学习者论坛发帖数

量、课程讨论任务完成度、作业互评完成度、参与测验

情况、作业提交次数和测验成绩。

结课问卷根据学习行为指标设计，采用五点记分

法，一共17道题目，分为四个部分：课程评价部分、基

本信息部分、学习行为部分以及课程建议部分。其中，

学习行为部分包括参与测验情况、作业提交次数、视

频观看完成度、阅读材料完成度、课程准备模块完成

度、视频观看主动性、作业提交主动性和发帖主动性。

问卷中设置了检验题，以保证问卷的有效性，将问卷

数据与在平台上也能收集到的参与测验情况和作业提

交次数对比，如果学习者在问卷中报告的结果与客观

收集到的数据不相符，视为无效问卷剔除。

问卷链接从发布之日起一星期内有效，跟课程最后

一周的学习内容周期同步，所以当课程结束后，问卷提

交的功能关闭，共回收问卷836份。通过学习者填写的邮

箱合并问卷数据与平台行为数据，并与平台上的学习成

绩进行匹配，剔除不及格的学生数据，留下了合格及以

上的数据，共723条。在此基础上，根据数据的完整性

原则和唯一性原则，筛选标准如下：首先剔除没有填写

调查问卷的学习者数据；其次剔除问卷数据缺失的数

据；再者剔除多次提交重复填写的数据；最后剔除问卷

中所有选项都相同或检验题未通过的数据。最终得到

137个完整、真实而且有效的数据样本。造成数据清洗

比例如此之大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因为有些学习者

没注意或者不想填写问卷，容易出现平台日志数据中有

统计，但问卷数据缺失的情况；另一方面因为学习者的

重视程度不高，导致问卷填写质量较低。

（二）描述性分析
以数据预处理后的137名学习者为研究对象，进

行基本信息分析，其中7名学习者基本信息填写不完

整，标记为“信息缺失”。性别分布如图1所示，可

以看出修读该课程的女性学习者居多。

图1 学习者性别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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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计学习者职业分布图来看，以一线教师尤其是

幼儿园教师为主，因为该课程的开课对象主要面向的是

一线教师，同时课程整体设计以情景学习为依托，较为

适合幼儿教学（见图2）。

图2 学习者职业分布

从学习者受教育程度分布图来看，本科学历的

学习者居多，超过半数（见图3）。

从学习经历对比图来看，近80%的学习者有过网

上学习经历，这说明参与本科课程学习的学习者大多

具有一定的网络学习能力，不存在网络学习方面的障碍

（见图4）。这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学习者最终产生的学

习结果方面的差异主要是由课程学习本身产生，与网

络学习障碍无较大相关性。该课程学习者超半数有过

MOOC学习经验，且近40%的学习者获得过学习证书，

说明希望获得学习证书的学习者占了较大比例，这部

分学习者能够坚持完成一门MOOC课程的学习。

（三）相关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选取进入逻辑回归方程建模的学

习行为指标，经验证，预处理后的12项指标数据呈

正态分布，其均值与标准差如表2所示。本研究使用

SPSS Statistics 20对12个指标和学习者学习成绩进行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如下页表3所示。视频观看完成

度（1I_1V）、阅读材料完成度（1I_2R）、课程准备模块

完成度（1I_3P）、课程讨论任务完成度（2M_7D）、平
均每周学习时长（3P_9S）和发帖主动性（3P_12P）六个

指标与学习成绩没有显著相关性，不纳入逻辑回归方

程建模的变量范围。另外，作业提交主动性（3P_11H）
虽然在0.05水平上与学习成绩呈现显著相关，但相关系

数小于0.2，与学习成绩相关很小，作剔除处理。综上

所述，本研究选取了五个行为指标作为逻辑回归方程

的解释变量，分别是参与测验情况（1I_4P）、作业提交

次数（1I_5H）、论坛发帖数量（2M_6P）、作业互评完

成度（2M_8E）和视频观看主动性（3P_10V）。

四、逻辑回归建模

本研究采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分析合格学习者

中学习成绩优秀发生的概率。根据课程评价标准，学

习者学习成绩达到85分则评为优秀。学习成绩是否达

到优秀可以转换为0或1的二元变量，0表示学习成绩

未达到优秀（60≤成绩<85），1表示学习成绩达到优秀

（成绩≥85）。研究所获得的样本量满足二元逻辑回归

样本条件：①大于100；②是自变量指标的5~10倍。因

此，以学习结果（学习成绩是否优秀）作为因变量，研

究选取的5个指标作为自变量，就可以构建行为指标与

学习结果之间的逻辑回归模型。

表2 描述性统计量

指标 M SD 指标 M SD
grade 87.59 10.573 2M_7D 3.97 1.000

1I_1V 4.73 0.507 2M_8E 4.31 0.829

1I_2R 4.39 0.780 3P_9S 4.09 2.294

1I_3P 4.52 0.708 3P_10V 3.98 0.547

1I_4P 4.81 0.550 3P_11H 3.67 0.571

1I_5H 4.73 0.588 3P_12P 4.38 0.556

2M_6P 18.47 10.191

图3 学习者受教育程度分布 图4 学习者学习经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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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预测分类表

已观测
已预测

excellent
百分比校正

0 1

步骤 1
excellent

0 20 16 55.6

1 5 96 95.0

总计百分比 84.7

步骤 2
excellent

0 20 16 55.6

1 5 96 95.0

总计百分比 84.7

步骤 3
excellent

0 19 17 52.8

1 6 95 94.1

总计百分比 83.2

a. 切割值为 .500

表4 逻辑回归结果

B S.E, Wals df Sig. Exp (B)

步骤 
1a

2M_6P .151 .032 21.874 1 .000** 1.163

1I_4P 1.335 .654 4.161 1 .041* 3.798

1I_5H -.044 .494 .008 1 .928 .957

2M_8E .919 .351 6.857 1 .009** 2.508

3P_10V -.187 .466 .161 1 .689 .830

常量 -10.978 3.059 12.884 1 .000** .000

步骤 
2a

2M_6P .151 .032 21.860 1 .000** 1.163

1I_4P 1.309 .586 4.984 1 .026* 3.701

2M_8E .907 .324 7.851 1 .005** 2.477

3P_10V -.192 .462 .173 1 .678 .825

常量 -10.998 3.046 13.034 1 .000** .000

步骤 
3a

2M_6P .150 .032 21.806 1 .000** 1.162

1I_4P 1.265 .574 4.863 1 .027* 3.544

2M_8E .873 .311 7.878 1 .005** 2.395

常量 -11.080 3.029 13.383 1 .000** .000

伪决定系数
Cox & Snell R 方=.309 
Nagelkerke R 方=.452

模型拟合优度
检验

卡方=50.671***

Hosmer和Lemeshow检验卡方=5.250，Sig.=0.731
***为P<0.001

表3 Pearson相关分析

grade 2M_6P 3P_9S 1I_3P 1I_1V 2M_7D 1I_2R 1I_4P 1I_5H 2M_8E 3P_10V 3P_11H 3P_12P

grade
Pearson 相关性 1 .531** .123 .063 .000 .136 .080 .285** .332** .379** .229** .185* .150

显著性（双侧） .000 .153 .466 .996 .113 .350 .001 .000 .000 .007 .030 .080

2M_6P
Pearson 相关性 .531** 1 .163 .047 .001 .211* .135 .129 .071 .054 .107 .100 .042

显著性（双侧） .000 .057 .584 .993 .013 .115 .133 .412 .534 .212 .247 .628

3P_9S
Pearson 相关性 .123 .163 1 .096 .130 .020 .189* .137 .221** .046 .181* .114 .201*

显著性（双侧） .153 .057 .263 .131 .812 .027 .111 .010 .593 .034 .184 .019

1I_3P
Pearson 相关性 .063 .047 .096 1 .249** .125 .147 .122 .215* .059 .057 .045 .101

显著性（双侧） .466 .584 .263 .003 .144 .087 .154 .012 .493 .507 .599 .238

1I_1V
Pearson 相关性 .000 .001 .130 .249** 1 .086 .252** .263** .049 -.147 .042 .040 -.072

显著性（双侧） .996 .993 .131 .003 .319 .003 .002 .566 .087 .626 .645 .401

2M_7D
Pearson 相关性 .136 .211* .020 .125 .086 1 .392** .365** .187* .171* .223** .217* -.020

显著性（双侧） .113 .013 .812 .144 .319 .000 .000 .029 .046 .009 .011 .819

1I_2R
Pearson 相关性 .080 .135 .189* .147 .252** .392** 1 .262** .138 .103 .133 .198* -.032

显著性（双侧） .350 .115 .027 .087 .003 .000 .002 .109 .231 .121 .021 .709
*在.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假设学习者学习成绩优秀发生的概率为因变量

P，取值范围为[0，1]，则学习成绩未达到优秀的

概率为（1-P），两者的比数odds= 。通过Logit变

换，取其对数得到 ，即 。以logit（P）

为因变量，研究选取的五个指标为自变量 1， 2，

3， 4， 5，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如下：

（a）

其中， （i=0,1,…,5）为逻辑回归系数。

根据公式（a），学习成绩优秀发生的概率P则
为：

 （b）

使用数据对逻辑回归模型进行训练，确定逻辑

回归系数β_i（i=0,1,…,5）后，就能通过公式（b）
计算合格学习者学习成绩优秀发生的概率。

（一）逻辑回归系数训练
本研究使用SPSS Statistics 20对课程数据进行逻

辑回归，训练行为指标和学习结果间的逻辑回归模

型。由于在相关性分析的过程中，发现参与测验情

况（1I_4P）和作业提交次数（1I_5H）及作业互评

完成度（2M_8E）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且相关

系数分别为0.432和0.477，自变量间存在共线性，故

采用逐步回归法剔除变量，得到的逻辑回归结果如

表4、表5所示。

由表4可知，模型的拟R2统计量为0.452（Nagelkerke 
R2），即模型能够解释45.2%的方差分量，自变量与因变

量之间具有较强的关联强度，且Hosmer和Lemeshow检

验的显著性大于0.05，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根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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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9**）、作业提交次数（0.332**）、参与测验

情况（0.285**）、视频观看主动性（0.229**）存在

显著的相关性，其中论坛发帖、作业互评都属于交

互学习行为，参与测验和提交作业都属于任务学习

行为，而视频观看积极程度属于学习参与，说明这

三类学习行为与学习效果存在密切关系。但是从相

关分析的结果可以发现，资料学习的三个行为指标

在统计学上的意义来说几乎与已经取得合格成绩的

学习者的学习效果没有显著相关性。这说明合格学

习者对课程资源的学习和掌握都已经比较充分，具

有良好的学习态度和行为表现。虽然达到合格的学

习者都能很好地完成课程资源的学习，但资源学习

的主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与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存在关

系。研究发现，观看课程视频的主动性与学习成绩

存在显著正相关。

（二）合格学习者学习行为对学习结果的

影响机制
本研究建立了学习行为与学习结果（优秀 /

合格）的逻辑回归模型，模型预测正确率达到

83.2%，ROC曲线下的面积（AUC）值为0.848，表

明运用逻辑回归方法对学习行为进行分析，可以对

学习结果进行有效预测，能够为教学干预的实施提

供依据。逻辑回归模型发现，参与测验情况、作业

互评完成度和论坛发帖数量是预测学习成绩是否优

秀的主要指标，在模型中的系数分别为1.265、0.873
和0.15。

其中，论坛发帖数量与学习成绩的相关性最大，

这说明更多地参与师生与生生交互活动可能有效提升

成绩合格学习者的学习质量。根据远程教学交互层次

塔，师生与生生交互属于信息交互层面，是教学设计

和教学实施水平的体现（陈丽，2004），有效的信息交

互能够促进概念交互发生，产生真正意义的学习。因

此，教师应注重主题讨论活动的设计，促进学习者深

度参与讨论。为了引导讨论，实现有效交互，需要制定

具有参考价值的讨论提纲，包括讨论内容、要点和要

求等，为学习者提供讨论思路和标准，从而提高学习者

发帖的“含金量”。

同时，研究发现学习者参与互评的次数越多，

最终达到优秀的可能越大。通过作业互评，学习者

可以直观地了解其他人学习的情况，从而反思自己

的作业质量，有针对性地改进作业。阿尔伯特·班

5模型预测分类正确率的结果，该模型对学习成绩优秀

的预测正确率达到了94.1%，预测学习成绩未达到优秀的

正确率达到52.8%，总体预测正确率为83.2%，说明模型总

体的性能较好。

因此，本研究基于公式（a）、公式（b）和表4
确定了逻辑回归模型为：

合格学习者学习成绩优秀发生的概率模型为：

（二）模型效果评价
本研究使用模型预测概率绘制ROC曲线（见图

5），进一步对逻辑回归模型拟合效果进行评价。在

图5的模型预测结果ROC曲线中，ROC曲线下的面

积（AUC）值为0.848，处于0.7~0.9之间，说明该模

型具有一定的预测准确性，基于学习行为对学习效

果的预测模型具有实践意义。

图5 预测模型ROC曲线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研究数据和逻辑回归模型结果的分析，

本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与建议。

（一）合格学习者学习成绩影响因素
对于成绩合格学习者来说，学习成绩与

论坛发帖数量（ 0 . 5 3 1 * *）、作业互评完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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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1988）在《社会学习心理学》中提出观察学

习是通过观察他人（或榜样）的示范性行为来做出

与之相对应的行为。因此，在生生互动中发挥榜样

群体的作用有助于带动整体学习水平的提升，教师

可以开设优秀作业的展示专栏。

（三）优秀学习者的行为特征
如果说MOOC是一个“江湖”，那么最终成绩

优秀的这部分人就是武林中的高手，这部分学习者

是如何练就一身绝学的，他们又具有哪些共同的行

为特征，基于以上的分析和整理，将其行为特征总

结如下：

1.任务学习行为：稳扎稳打，练就扎实的基本功

不论合格学习者或优秀学习者，完成课程发布的学

习资源都是首要的。充分的独立学习是获得优秀成绩的

前提条件，大部分优秀学习者都会完成所有视频资源、

阅读材料和课程准备模块的学习。另外，优秀学习者会

认真对待每一次测验和作业，并根据学习反馈及时调

整学习步调、发现学习漏洞、完善知识结构。

2.交互学习行为：棋逢对手，在多次“过招”

中长进

MOOC学习并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的过程，如果能

够在学习的过程中找到互相切磋的学习伙伴，更有利于

学习者对自己的学习情况有更加深刻的了解。优秀学习

者通常是论坛活跃分子，愿意在论坛中发帖、阅读他人

发帖内容、联系课程内容进行深入思考并回复表达自己

的观点。同时，优秀学习者也更愿意参与同伴互评。

3.学习参与：日益精进，成就“出神入化”

就优秀学习者来说，对学习资源进行充分学习，保

证必要的学习时间是基础。成绩优秀的MOOC学习者

相比于合格学习者来说，在整个学习过程的规划上存

在很大的不同。MOOC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需要学习者自己把握学习进程。一般来说，优秀学习者

从学习活动发布之初就开始相关内容的学习，具有较

高的学习主动性。

六、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对合格学习者学习行为数据与学习效果

进行分析，构建了逻辑回归模型。发现了影响学习

成绩的系列因素以及在线学习行为与学习结果（优

秀/合格）之间的影响机制，分别提取了成绩优秀学

习者与合格学习者所具有的普遍行为特征，并通过

对两者的分析得出优秀学习者所独有的行为特征，

以期帮助改进MOOC教学，提供教学干预实施的依

据和MOOC教学建议。

在MOOC环境中，成绩合格学习者大约占比

5%，而优秀学习者所占比例更小。面对这样一种数

据分布较为极端的数据环境，赫伯特·西蒙于20世纪

五十年代提出的有限理性视角提供了多种可尝试的

方案，如采纳最佳（Take the best model）（吉仁泽，

泽尔腾，2016）。建立一个拟合度高的模型，有时并

不需要过于依赖大量的数据或者复杂的算法，如果

我们能够发现关键的、重要的、有限的线索，就能

够尝试在不同的平台、不同的研究情境中获得较好

的拟合效果。本研究将学习者自我报告的问卷数据

与简单易获得的平台数据相结合，建立学习行为与

学习效果两者间的逻辑回归模型，抛弃追求高拟合

度的惯性思维，开发出“满意即可”的拟合模型，

这也应该成为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同时，学习者

学习行为与学习效果研究并不止步于模型的建立，

其最终目的还是要回到有效的教学干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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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the Learning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that Infl uence the Qualifi ed MOOC Learners’ 
Learning Outcome

ZENG Jialing1, OUYANG Jiayu1, JI Jiumei1, WANG Xiaona1, QIAO Bo1 and QU Ximei2

(1. Lab of Learning Sciences,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2.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Zhejiang 
Open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3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OOC has become a new and important way of 
learning. Therefore, how to promote MOOC’s effective learning has already become a research hotspot. Previous studies have suggest-
ed that the learning behaviors recorded by the platform is established to forecast learning outcome. The learning behavior data and learn-
ing outcome data from “Gamifi cation Teaching Methods” MOOC was regard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learning data of qualifi ed learners. The results suggested a correlation between learners’ grade and the number of posts, the 
completion of mutual evaluation, the number of job submission, participation in the test and video watching initiative. Moreover, partici-
pation in the test, completion of the mutual evaluation and the number of posts are main factors to predict learning outcome of the course. 
Furthermore, it was found that both excellent and qualifi ed learners have good behavior in independent learning process. However, excel-
lent learners have more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forum discussion, peer review and are more motivated in complete course content.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MOOC learning quality were pointed out. 
Keywords: MOOC; online learning behavior;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learning out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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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活动为中心的在线课程学习结果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以英国开放大学学习分析数据集（OULAD）为例

石琬若 牛晓杰 郑勤华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

【摘 要】在线学习者的来源构成各异，在线学习行为复杂，学习者学习结果的影响因素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学习

分析技术为学习结果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本研究从学 习分析的视角，基于英国开放大学在线课程学习

行为和结果数据集，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了以活动为中心的在线课程中学习者的背景信息和在线行为特征对学

习结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学习者的背景信息对其在线学习行为存在显著影响，学习行为特征对学习结果的影

响并不显著；学习者的学习准备情况对其页面访问行为和论坛讨论行为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资源搜索行为

负向影响显著。本研究为下一步以活动为中心的在线课程设计和活动组织以及学习支持服务的开展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在线课程；学习活动；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G7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510（2018）06-0010-09

一、研究背景

远程教育中的学与教在时空上相对分离，没有

固定的办学模式，与普通高校的面授教学相较，远程

学习者呈现出与传统教育不同的特征表现。远程教育

中的学习者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来源多样，行为各

异，学习者构成也更加复杂。因此，对于远程教育

而言，学习者分析是最为基础的工作之一（刘莉，

2003）。长期以来，对远程学习者的研究，如学习者

的人口学特征、学习行为与策略、学习结果影响因素

等等，是远程教育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教育大数据的研

究，学习分析研究领域方兴未艾，面临着众多的研究

机遇与挑战（陈伯栋，黄天慧，2017）。依据国外学

者对国际主要相关数据库的文献调研与综述，自2008
年起，不足六年时间（2008~2013）有关学习分析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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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数据挖掘的英文学术期刊与会议论文已发表超过200
篇（Papamitsiou & Economides, 2014）。学习分析强调

基于数据的学习描述、诊断、预测和干预（郑勤华，

陈耀华，孙洪涛，陈丽，2016），随着在线学习的推

广和相关政策的关注，学习分析技术为进一步探索远

程学习者的学习特征与表现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契机。

英国开放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以下简称

OU）自成立以来，在远程教育领域进行了近五十年

的积极探索，是世界远程教育大学的典范（王晖，

2010）。OU在线学习平台的设计强调学习者的学习体

验，课程设计以学习活动为中心，通过多样的交互工

具和资源来增强学习者与平台的互动以及学习者之间

的交流（佘燕云，詹春青，2011）。同时，OU通过记

录学习者的个人信息和在线学习数据，希望以此为依

据，不断优化和改进OU平台的功能和以活动为中心的

在线课程设计（肖君，姜冰倩，陈海建，2015）。

[DOI编码]10.19605/j.cnki.kfxxyj.2018.0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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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即立足学习分析的视角，基于英国开放大

学学习分析数据集（Open University Learning Analytics 
Dataset，以下简称OULAD），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

型，结合远程学习者的背景信息和行为数据，探究在

以活动为中心的在线课程学习过程中，远程学习者学

习结果的可能影响因素。

二、相关研究综述

学习者分析是学习分析的核心（包昊罡，李艳燕，

2015），远程学习者的在线学习行为与学习结果的关系

一直受到学界关注。孙月亚（2015）通过分析北京开放大

学远程学习者在线学习行为的特征，认为学习者的学习

成绩与多种在线学习行为要素（如学生的在线作业完成

率、讨论活动完成率等）显著相关。贾积有、缪静敏和汪

琼（2014）对北京大学六门MOOC数据的研究结果同样

表明，学生的学业成绩与观看课程网页次数有一定的正

相关关系，与平时测验成绩和论坛活跃程度（发帖、回

帖）等在线学习行为有较强烈的正相关关系。然而，张红

艳和梁玉珍（2013）对远程学习者在线学习行为的实证研

究则得到相反的结论，该研究以我国西部的地州级广播

电视大学远程学习者为研究对象，对学习者的课程成绩

与在线学习时间、在线学习次数、发帖量等学习行为进

行相关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远程学习者的在线学习行为

与其课程成绩之间无直接相关关系。由此可见，由于远

程学习者的构成来源不同、学业背景各异，导致在线学

习行为和学习结果之间的关系复杂，并且受到诸多因素

的影响，二者关系不能孤立地简单看待。

为探究远程学习者学习结果的影响因素，对学

习者背景信息（如人口学信息、学习准备等）的分析

和探讨，被纳入相关领域的研究之中（Lu, Yu, & Liu, 
2003）。作为学习者特征始终保有的重要组成部分（孙

治国，孙丽青，赵铁成，刘娜，王迎，2016），学习者

的人口学特征受到国内外远程教育研究者的关注。傅钢

善与王改花（2014）通过比较不同性别、不同学历学习

者的网络学习行为特征，发现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的学习

者样本中，女生的在线学习参与度要高于男生，本科生

的参与度要高于硕士生。然而，也有部分国外学者的研

究结果显示，远程学习者的人口学特征对其在线学习的

行为表现、学习结果等并无显著影响（Wang & Newlin, 
2002; Deepwell, 2007）。虽然Lu等人（2003）在文献综述

中指出，年龄和性别是影响远程学习者学习效果的常见

因素，除此之外，种族、受教育水平、职业等学习者背

景信息也被认为可能成为影响在线学习行为的重要因

素；然而Lu等人的研究结果却表明，对于同属本科学

历的在线学习者而言，其学习结果与背景信息（包括性

别、年龄、工作状态、学习风格、有无在线学习经历

等）无关。由此可见，关于学习者背景信息对其在线学

习结果的影响，尚存争议。

从研究方法来看，关于远程学习者学习结果的影

响因素研究中，在方法上多采用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

均值差异比较、逻辑回归等 （孙月亚，2015 ；贾积有 等，

2014；宗阳，孙洪涛，张亨国，郑勤华，陈丽，2016），或
者辅以问卷调查和访谈（曹良亮，衷克定，2012；张廷

亮，郝一川，2017），研究方法尚存改进和丰富的空间。

此外，由于远程教育的公开数据集较少，对于远

程学习者的学习分析多采用方便取样，不同研究的样

本数据来源各异，加之在线学习行为本身的复杂性，

相关研究结论普遍存在争议，研究的可重复性较差。

因而，本研究选取国际公开共享的OULAD作为数据

源，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建立和表征远程学习者的

背景信息和学习行为、学习结果的结构性关联，从而

探究以活动为中心的在线课程学习结果的影响因素。

三、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

基于以上综述与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以OULAD为例，在以活动为中心的在线课程学习过程

中，远程学习者的背景信息是否影响其在线学习行为？

远程学习者的在线学习行为是否影响其学习结果？

（一）学习者的背景信息
远程学习者的背景信息是常见的学习者在线学习

行为的影响因素。学习者背景信息的表征以人口学中人

口结构分类为基础（刘长茂, 1988），结合OULAD的数

据特征，本研究将学习者背景信息用“人口学信息”和

“学习准备”两个潜变量来反映。

OULAD中与人口学特征相关的指标包括性别、

年龄、地域、经济剥夺指数（IMD）、健康状况（是

否残疾）等五项，本研究用“人口学信息”这一潜变

量来表征。“学习准备”侧重学习者个体学习背景差

异的表征，李娟、李文娟、查文英和雷晨（2014）指

出，学习准备度泛指学习者在学习前所具备的与学习

有关的准备情况，体现了学习者的初始能力和一般特

征。本研究中“学习准备”使用最高受教育水平、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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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课次数、已获得学分三方面的指标进行表征。

（二）学习者的在线学习行为
关于在线学习行为的划分依据，在既有研究中比

较相似，曹良亮和衷克定（2012）以在线学习者的学习

过程为核心，将学习行为划分为浏览行为和测试行为

两大类；孙月亚（2015）将在线学习行为过程分为四个

阶段：学习发生阶段、知识获取阶段、互动反思阶段

和学习巩固阶段；石磊、程罡、李超和魏顺平（2017）
基于开放大学2015年平台日志原始数据，将学习行为分

为资源浏览、人机交互、人际交互与其他类别；宗阳

等（2016）同样根据在线学习过程将学生行为划分为准

备与登录、资源学习、论坛交互、作业测试等四类。

由此可见，关于在线学习行为的指标划分多以在线学

习的过程为核心，划分依据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本研究结合数据特征与研究内容，同样以在线学习

过程为依据，将在线学习行为划分为四类：页面访问、

资源搜索、论坛交互和测试行为。其中，页面访问指学

习者通过访问平台主页面、子页面或链接的形式访问课

程内容；资源搜索指学习者通过下载平台资源或者利用

平台工具进行搜索的形式来获取资源的行为；论坛交互

指学生在论坛发言、与其他人互动的行为；测试行为指

学生利用平台完成相应测试内容的行为。

（三）学习者的学习结果
OULAD对远程学习者学习结果的评估数据来

源包括三部分，分别为机器批阅的测试（Computer 
Marked Assessment，CMA）、教师批阅的测试

（Tutor Marked Assessment，TMA）和期末测试

（Final Exam，Exam）。平时成绩求和，期末成绩

单独计算，依据OU的考核标准，最终成绩高于40分
即判定此门课程通过。

结合文献综述和研究问题，人口学信息作为学习

者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常见的影响学习者在线学

习行为特征的因素。学习准备充分的学生在学习活动

中可能表现更加积极，页面访问、资源搜索、论坛讨

论、测试等学习行为频率相应增加，并可能进一步对

学习结果带来正向影响。在线学习者来源各异，人口

学信息和学习准备差异较大，在线学习行为复杂，加

之不同的在线行为特征可能带来不同的学习结果。为

进一步探究以学习活动为中心的在线学习结果影响因

素，本研究以OULAD为例，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学习者的人口学信息影响其页面访问行为；

H2：学习者的人口学信息影响其论坛讨论行为；

H3：学习者的人口学信息影响其资源搜索行为；

H4：学习者的人口学信息影响其测试行为；

H5：学习者的学习准备正向影响其页面访问行为；

H6：学习者的学习准备正向影响其论坛讨论行为；

H7：学习者的学习准备正向影响其资源搜索行为；

H8：学习者的学习准备正向影响其测试行为；

H9：学习者的页面访问行为正向影响其学习结果；

H10：学习者的论坛讨论行为正向影响其学习结果；

H11：学习者的资源搜索行为正向影响其学习结果；

H12：学习者的测试行为正向影响其学习结果。

依据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得到以学习活动为中

心的在线学习结果影响因素的概念框架图（见图1）。

 图1 以学习活动为中心的在线学习结果影响因素的概念框架

四、研究方法

研究选取OULAD为数据样本，使用Amos 21.0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探索以活动为中心的在线课程

学习结果的影响因素。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e Equation Modeling，简称

SEM）是应用线性方程系统表示观测变量之间以及潜

变量之间关系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侯杰泰 , 成子娟, 
1999）。由于远程学习者的背景、学习行为和结果等

不易直接测量，需要借助学习者的学习准备和人口学

特征、在线学习活动的点击量、学习成绩等观测变量

进行标识；同时，各种变量间相互作用，结构关系较

为复杂，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学习分析将成为本次研

究的有益尝试。

（一）数据来源
OULAD是当前国际上公开共享的学习分析数据

集（Kuzilek, Hlosta,  & Zdrahal, 2017），该数据集包

含2013~2014年间来自英国开放大学的七门在线课程

的基本信息、注册情况、学习者的学习活动记录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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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数据。一方面，当前国际上公开的学习分析数据较

少，另一方面，OULAD除包含学习者学习行为、学习

结果数据记录之外，在征得学习者同意的前提下，使

用ARX匿名工具删去了有可能暴露学生真实身份的信

息，从而公开了近四万名课程注册者的人口学数据、学

习准备等背景信息，为本研究中探究远程学习者学习

结果的诸多影响因素提供了数据支持。

OU的课程持续时长多为九个月，学生使用OU平台

进行学习的流程如图2所示。在开课前，学生在平台完

成注册并获得学习资源。在课程开展过程中，学生会

完成学习活动中的任务，相应任务得分作为学生的平

时成绩；在课程结束时参加期末考试。最终学生修读

课程是否通过，由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共同决定。

图 2 OU平台在线课程学习流程示意图

OULAD包含7个课程模块，每个课程模块包含

多个在不同时间开设的内容相同的课程，共计22个课

程。OULAD包含七个数据表，其表结构如图3所示，数

据日志10 655 280个。其中，学生信息表主要包含学生

的人口统计信息与课程学习结果（是否通过）；课程

信息表包含课程模块与课程信息（见表1）；学生注册

表包含学生注册以及取消注册的日期，共计32 593条数

据；任务表包含课程中关于任务与评估类型的信息，

共206行；学生任务表记录学生在相应任务中得分情况

及提交任务的日期，共173 912行；学生交互表记录学

生在平台上进行交互的信息，含交互类型（可理解为

学习活动类型）、时间和次数，共16 655 280行；交互

行为表则包含交互活动类型和活动起止的日期，共

6 364行数据。

图3 OULAD数据集详细结构

表1  OULAD中七个课程模块信息表

课程模块 课程类别 开课次数 注册学生
AAA 社会科学类 2 748

BBB 社会科学类 4 7 909

CCC STEM类 2 4 434

DDD STEM类 4 6 272

EEE STEM类 3 2 934

FFF STEM类 4 7 762

GGG 社会科学类 3 2 534

由于OULAD七个模块课程的平台交互活动均

不相同，为尽量保证研究中选取的平台交互活动

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本研究从参与学生数量较多的

STEM类课程中随机抽取EEE课程的全部数据作为

研究对象。EEE课程数据集包括2013~2014年三次

开课的数据记录，三次开课时间分别为2013年10
月（2013J）、2014年2月（2014B）和2014年10月
（2014J），共包含学生样本数2 934人。

（二）变量说明和数据描述

1. 背景信息

本研究将远程学习者背景信息用“人口学信

息”和“学习准备”两个潜变量来反映，相应的测

量变量、数据字段与具体说明如表2所示。

 表2 学习者背景信息指标与说明

潜变量 测量变量 对应字段 说明

人口学
信息

性别 Gender 学习者性别

年龄 Age_band 学习者年龄

地区 Region 学习者所在地区

IMD指数 Imd_band  学习者的IMD指数

是否残疾 Disability 学习者是否残疾

学习准
备

最高受教
育水平

Highest_education
学习者注册课程时已经取得

的最高学历

已修课
次数

Num_of_prev_
attempts

学习者之前曾经修读此门课
程的次数（多为之前修读不
通过或者中途辍学者重修）

已获得
学分

Studied_credits
学习者注册课程时已经在英
国开放大学获得的总学分数

EEE课程学习者的背景信息的分布如图4所示。由图

可知，该课程学习者男性居多，并且集中在0~35岁年龄段；

学习者地区分布总体较为均匀，但苏格兰地区（Scotland）
学习者人数较多；少数（约6%）学习者存在残疾；最高学

历多集中于高中毕业（A Level or Equivalent，英国）、高中

毕业水平以下（Lower Than A Level，英国）以及大学毕

业（HE Qualification，英国）三个阶段，研究生或无正式

学历者人数较少；已修课平均次数为0.0257次，标准差为

0.1706；已获学分平均60.5882学分，标准差为30.2676，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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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EEE课程学习

者在已修读学分方

面差异较大。

在将背景信

息纳入结构方程模

型前，研究者对涉

及到的名义变量进

行如下编码（见表

3），编码字段包

括学习者性别、年

龄、地区、IMD指

数、是否残疾、最

高学历六个字段。

2. 在线学习

行为

在数据处理

过程中，本研究将

学习行为字段非空

数据量与该字段总

数据量的比值作为

相应字段的数据完

整程度表征，并选

取数据完整程度在

70%以上的字段参

与结构方程模型计

算，最终共得到7
个可用的平台交互行为字段（见表4）。其中，页面

访问、资源搜索、论坛讨论和测试行为的数据均为学

习者在课程学习过程中产生此类学习活动数据的次数

（OULAD中以点击量来反映）。

 3. 学习结果

EEE课程学习者的学习结果记录在OULAD中由期末成

绩和平时成绩两部分构成。由于期末测试成绩数据完整性

图4  EE E课程学习者背景信息统计

表4 “在线学习行为”指标对应与描述统计表

潜变量 测量变量 数据字段 平均值（次） 标准差

页面访问

主页面访问 Homepage 74.9202 47.0331

子页面访问 Subpage 19.5571 20.5692

链接访问 Url 26.1433 20.7319

论坛讨论 论坛讨论 Forumng 8.7768 48.6765

 资源搜索
平台资源下载 Oucontent 129.3218 79.2652

平台工具搜索 Resource 11.9114 12.6532

测试行为 测试 Quiz 15.8431 8.1940

表3 背景信 息编码表

字段 属性 编码 字段 属性 编码

性别

男 1

地区

Yorkshire Region 0

女 0
East Midlands 

Region
1

年龄

0～35 0
North Western 

Region
2

35～55 1 South Region 3

≥55 2 South West Region 4

IMD
指数

0～10% 0 London Region 5

10%～20% 1
West Midlands 

Region
6

……
以此
类推

Scotland 7

是否
残疾

是 1 South East Region 8

否 0 East Anglian Region 9

最高
学历

No Formal quals 0 North Region 10

Lower Than A 
Level

1 Wales 11

A Level or 
Equivalent

2

HE Qualification 3

Post Graduate 
Qualificati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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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学习成绩计算表（例）

测试类型 测试编号 测试成绩 权重（%）

TMA 1752 78 10

TMA 1753 88 20

TMA 1754 90 20

TMA 1755 97 20

CMA 1756 100 30

 表6 结构方程各变量对应关系汇总表

潜变量 测量变量 数据字段

人口学信息

性别 Gender

年龄 Age_band

地区 Region

IMD指数 Imd_band

是否残疾 Disability

学习准备

最高受教育水平 Highest_education

已修课次数 Num_of_prev_attempts

已获得学分 Studied_credits

页面访问

主页面访问 Homepage

子页面访问 Subpage

链接访问 Url

论坛讨论 论坛 Forumng

资源搜索
平台资源下载 Oucontent

平台工具搜索 Resource

测试行为 测试 Quiz

学习结果 学习成绩 Result(CMA+TMA) 表7 本研究结构方程模型信效度检验指标

指标 值 参考值
α系数 0.834 >0.8

KMO 0.838 >0.6

Bartlett球形检验 <0.001 <0.001

仅为13%，缺失值较多，因此本研究选用平时成绩（CMA
与TMA）的加权得分来表征学习者的学习结果。以某位学

习者的平时成绩记录（见表5）为例，其平时测试成绩的加

权得分92.8分即为该学习者在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学习结果。

 按照上述方法计算出所

有EEE课程学习者的学习结果

得分，平均值为67.2589分，

标准差为26.9931，可见不同

的学习者之间在远程学习结

果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综上，以EEE课程为

例，本研究中建立的结构

方程模型共包含7个潜变量

与16个测量变量，其对应

关系如表6所示。

五、结构方程模型实证

分析

基于以上研究假设和

变量设定，研究首先通过 图 5 以活动为中心的在线课程学习结果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及结果

SPSS 22.0对模型进行信效度检验，得到信效度检验

指标值如表7所示。在信度方面，本研究模型中连续

变量的信度系数Cronbach α为0.834，信度良好；在

效度方面，效度检验结果KMO和Bartlett检验值均显

示良好。故此模型的信效度良好，可以进一步通过

结构方程进行分析。

本研究借助Amos21.0建立结构方程模型，通过

探索性验证得到经MI修正的模型和检验结果，如图

5所示。其中，潜变量之间关系的指标大小，揭示其

间的影响程度的强弱；测量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指

标数值，表征其代表的行为或变量能够有效表征潜

变量的程度。

本研究经初步数据处理后可用的数据总量为1 
682条，结构方程拟合指数如下页表8所示。卡方自由

度比值（CMIN/DF）为4.085，处于1～5的可接受范围

之内；近似误差指数中的残差均方根RMR小于0.08，
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小于0.05；相对拟合指数

TLI和CFI均大于0.9，说明结构方程模型拟合良好。

根据模型检验的结果，结合研究假设依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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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得到验证结果如表9所示。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的

结果显示，本研究所提的12个假设中有6个假设被支

持。其中，2个假设检验结果在0.01的水平表现出显

著，4个假设检验结果在0.05的水平上显著。

假设H1、H2、H3、H4用来检验远程学习者的人

口学信息对其在线学习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学习

者的性别、年龄、地区、IMD指数、是否残疾等人

口学信息的差异对其页面访问（β=0.970*）、论坛

讨论（β=0.933*）、资源搜索（β=0.970*）、测试

（β=0.993*）等在线学习行为有较为显著的影响（显

著性水平为0.05）。假设H5、H6、H7、H8用以检验

远程学习者的学习准备情况对其在线学习行为的影

响，研究结果表明学习准备情况对学习者的在线测试

行为（β=-0.119）并无显著影响，但学习准备情况对

其页面访问（β=0.243**）、论坛讨论（β=0.361**）
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显著性水平为0.01），对资

源搜索（β=-0.243**）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显著

性水平为0.01）。对假设H9、H10、H11、H12的检验

结果表明，远程学习者的页面访问（β=0.152）、论

坛讨论（β=0.049）、资源搜索（β=0.541）、测试

（β=0.278）等在线学习行为对学习结果并无显著影

响。由此可见，以OULAD为例，在以学习活动为中心

的在线课程学习中，远程学习者的背景信息（包括人

口学信息和学习准备）是影响其在线学习行为的重要

因素，然而在线学习行为并未直接对学习结果造成

影响。

其中，与人口学信息差异相比，远程学习者的学习

准备情况对其在线学习行为影响的显著性水平更高，

学习者的最高受教育水平、已修得学分数量以及已获

得学分数会显著影响在线学习行为（包括页面访问行

为、论坛讨论行为、资源搜索行为）。并且，远程学习者

的学习准备情况对页面访问、论坛讨论的行为正向影

响显著，而对资源搜索行为负向影响显著。说明对于

学习准备充分的学生而言，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访问学

习页面、参与论坛讨论，在线学习障碍较小，无需过多

的资源搜索行为。

然而，依据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远程学习

者的学习行为没有进一步对其学习结果产生显著影

响。结合既有研究和OULAD数据样本的特征可知，

由于OULAD中学习者期末成绩的大量缺失，本研究

中只能选用平时成绩的加权来表征学习结果。但是

考虑到英国开放大学课程评价的实际情况，学习结果

的计算方法多样，在不同课程中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

占比不尽相同，此种表示方法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

性。由此来看，在学习者背景信息对其在线学习行为

影响的基础上，通过结构方程并未进一步探索得到学

习行为与学习结果间的联系是合理的。

六、讨论与展望

（一）讨论与建议
本研究通过对OULAD的数据分析，基于结构方

程模型，探索了以英国开放大学为代表的、以活动

为中心的在线课程学习结果的影响因素。结合研究

的数据处理过程和研究结论，现分别从OU的在线学

习平台建设、课程设计和学习支持服务三个方面展

开讨论，同时指出本研究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对该

领域未来的进一步探索做出展望。

从OU的在线学习平台建设角度看，虽然OU平台

注重记录和收集学习者的在线学习数据，较之其他开

放数据集，在学习者的背景信息记录方面也具有一定

优势，但是OU平台在数据种类的丰富度和完整程度方

面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以公开共享的OULAD为例，

该数据集所记录的学习者人口学特征数据相对基本和

单一，在线学习行为数据仅以在线学习活动的点击量

进行表征，学生的期末成绩大量缺失等等，为进一步

表 8 学习背景、学习行为与学习结果关系的结构方程部分拟合指数表

Model CMIN DF NFI IFI RFI TLI CFI RMR RMSEA

模型 400.376 98 0.939 0.953 0.925 0.942 0.953 0.055 0.043

参考值
1<CMIN/

DF<5
>0.9 >0.9 >0.9 >0.9 >0.9 <0.08 <0.08

表9 研究假设验证结果

编号 研究假设 标准化系数β 结论
H1 学习者的人口学信息影响其页面访问行为 0.970* 接受

H2 学习者的人口学信息影响其论坛讨论行为 0.933* 接受

H3 学习者的人口学信息影响其资源搜索行为 0.970* 接受

H4 学习者的人口学信息影响其测试行为 0.993* 接受

H5 学习者的学习准备正向影响其页面访问行为 0.243** 接受

H6 学习者的学习准备正向影响其论坛讨论行为 0.361** 接受

H7 学习者的学习准备正向影响其资源搜索行为 -0.243** 拒绝

H8 学习者的学习准备正向影响其测试行为 -0.119 拒绝

H9 学习者的页面访问行为正向影响其学习结果 0.152 拒绝

H10 学习者的论坛讨论行为正向影响其学习结果 0.049 拒绝

H11 学习者的资源搜索行为正向影响其学习结果 0.541 拒绝

H12 学习者的测试行为正向影响其学习结果 0.278 拒绝

注：**表示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表示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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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远程学习者的在线学习行为对学习结果的影响带

来障碍，不利于对OU的远程学习者进行更加深入的学

习分析和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服务。

从OU的在线课程设计角度看，建议充分考虑远程

学习者的背景信息对其在线学习行为的影响。不断优

化和调整教学环节和内容的设置，使之更有利于学习

准备情况各异的学习者达成个性化的学习目标。就本

研究对OULAD的分析结果而言，充分的学习准备（如

拥有较高学历、已修读学分较多、学习年限较长等）会

对远程学习者论坛讨论和页面访问两种行为有显著的

正向促进作用，而对其资源搜索行为产生负向影响。

这提示OU平台在课程活动设计时应细致分析参与者

的不同特征，结合学习者不同的在线行为特征，设计

和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在线学习活动。

从OU的学习支持服务角度看，建立和完善基于

学习分析的学习支持服务系统，创设有效的网络学

习环境，将有助于满足充满差异的远程学习者个性

化的学习需求。结合本研究的结论，OU的远程学习

者的背景信息对其大多数在线学习行为影响显著。

OU可以尝试依据学习者的背景信息、个人经历等为

其推送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并有针对性地为学习者

的在线学习行为和学习活动的参与提供指导，从而

给开放大学的远程学习者带来更佳的学习体验。

（二）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随着在线课程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不断推广，

众多研究者将目光转向基于教育大数据的学习分

析研究，也因此，公开、共享的数据集对于在线

学习分析领域的发展显得愈加重要（Kuzilek et al., 
2017）。以OULAD为例，公开共享的数据集为在

线学习分析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可重复、可验证的契

机，有助于推动该领域的交流和前进。

教育数据集的质量也一直是学习分析领域关注的

基础性的核心问题之一。基于教育大数据的学习分析，

有赖于丰富、全面、高质量的在线学习数据记录。就

目前而言，众多数据集中数据记录的完整程度、种类

的丰富程度等不尽如人意，导致数据前期处理工作繁

重，许多数据含义仍需要人为解释。由此可见，对远程

学习者特征的深入分析有赖于教育数据质量的提升与

保障，对于学习分析领域研究数据的质量监测、评价

与提升等问题，都值得研究者进一步关注。 
本研究以OULAD中的一个STEM课程模块的数

据集作为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学习活动数量有限，由于

不同课程的学习活动种类各异，加之数据集部分数据

字段完整程度不足，研究结果在推广上具有一定的局

限性。对于非STEM类（如社会科学类）的以活动为中

心的在线课程而言，其学习结果的影响因素在接下来

的研究中仍有待进一步分析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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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何从数字化课程中学习？

露丝·克拉克1  理查德·E·梅耶2

（1.克拉克培训与咨询公司，美国 亚利桑那 85374-9702；2.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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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琦钦 盛群力 译

【摘 要】当下，技术如何应用于教学和学习是教育领域的重要议题。克拉克和梅耶认为，目前存在两种应用取

向：一是技术中心取向，这种取向过分关注最新技术的作用，忽略了学习者的作用；作者赞同另一种以学习者中

心的取向，在这一取向下，学习者的学习过程成为焦点，技术则是为了更有效地辅助,以促进创造性学习。本文正

是基于学习者中心取向，审视了数字化学习的机制，以期为技术的理性运用提供思路。学习是由经验引起的学习

者知识的变化。学习存在三种隐喻，即学习的反应强化观、信息获取观和知识建构观。其中，学习的知识建构观

最值得关注，它以双重通道、容量有限和主动加工原理为基础，而学习者面临的挑战是在学习中管控有限的认知

资源。因此，数字化课程的设计要指导学习者选择重要信息，管控工作记忆有限容量，促进整合、提取和迁移。

【关键词】学习者中心取向；数字化学习；学习；知识建构观；数字化课程

【中图分类号】G7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510（2018）06-0019-06

一、人如何学习？

让我们从讨论教学中的技术观和学习者中心观

开始，审视一下数字化学习的机制。

（一）运用技术学习
今天，从移动设备教学游戏到虚拟现实环境，

再到配备动画和视频的拟人教学代理在线学习，教

学技术取得了惊人的成绩，构成了一整套教学武器

库。使用新技术进行学习有何特别之处呢？仔细阅

读下列关于运用技术学习的问题，在你认为非常重

要的选项前打勾：

□我们在培训中如何使用尖端技术？

□我们如何利用年轻一代在成长过程中使用的

技术？

□面向数字化学习的最佳技术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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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调适技术以辅助人的学习？

如果你选择前三项的任意一项，你可能就采用

了技术中心取向。在这样的取向中，你关注的是教

育技术的能力，并追求使用技术促进学习（Mayer, 
2009）。例如，你的目标是将诸如社交媒体和移动学

习的尖端技术整合到你的培训项目中。

这种关于运用技术学习的观点有什么错误呢？问题

在于，当你过分关注最新技术的作用，你可能忽略了学习

者的作用。库班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教育技术史，

包括20年代的动画电影，30和40年代的教育语音，50年代

的教育电视和60年代的程序教学（Cuban,1986）。每一阶

段，都会大力宣称新技术应用于改革教育的潜力，但每一

阶段，潜力都不能实现。出现令人沮丧的教育技术史的原

因，可能是在于教学者期望学习者去适应技术，因而没有

本译文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高层次科普专门人才培养教材建设/国外经典教材翻译类项目（项目编号：2016-5）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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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术去设计符合人类学习的学习环境。

如果你选择最后一项，你就采用了学习者中心取向。

在这样的取向中，焦点是人如何学习，技术则要适应学习

者，从而辅助学习过程（Mayer, 2009）。采用学习者中心

取向的原理是，它能更为有效地促进创造性学习。学习

者中心取向并非排除了新技术在教育中的创新。相反，它

要求这些创新能进行调适，支持人的学习过程。在本文

中，我们采用了学习者中心取向，因此首先要考察人是如

何学习的。

（二）什么是学习和教学？
与学习科学家的共识相一致（Mayer, 2011），

我们将学习定义为由经验引起的学习者知识的变

化。这一定义有以下三个主要元素：

·学习是一种变化；

·学习者的知识发生了变化；

·这种变化是由学习者经验引起的。

第一，当你在设计数字化培训时，你的工作是帮助人

发生变化。变化是学习的核心。第二，变化是个人的，它发

生在学习者信息加工系统内部。学习者知识的变化包含了

事实、概念、程序、策略和信念的变化。你无法直接看到知

识的变化，因此你必须通过观察学习者行为的变化来加以

推断。第三，学习者知识的变化是由教学事件，即个人经验

引起的。当你设计数字化培训时，你的任务是设计能创造

经验的环境，促进学习者行为发生预期变化并符合组织目

标。这一学习的定义是非常宽泛的，包含了广泛的数字化

学习，如在线幻灯片展示、虚拟教室、模拟和游戏。学习科

学旨在针对学习是如何产生的构建基于研究的理论。

我们将教学定义为培训者为促进学习而对学习者

经验加以操控的过程（Mayer, 2011）。这一定义有两层

含义：第一，教学是教学专业人员对学习者经验的影

响；第二，操控意在引发学习者的知识发生变化。这一

教学的定义是非常宽泛的，包含了数字化学习中广泛

的教学手段。教学科学的目标是提出基于研究的教学

设计原则，指出如何设计、开发和传递教学。最重要的

是，培训者的工作不只是向学习者展现信息，还包括指

导学习者对材料进行认知加工。

（三）学习的三种隐喻
下面是对学习何以发生的描述，请在你最喜欢

的一项描述前打勾：

□学习是强化正确的反应，弱化不正确的反应。

□学习是在记忆中增加新的信息。

□学习是注意相关信息，在内部心理世界重组

信息，并将它和已有知识联系起来。

上述每种答案反映了过去一百年以来，学习

心理学家发展的三种学习隐喻（见表1）（Mayer, 
2009）。你关于人如何学习的个人观点会影响你在

设计教学方案时的决策。

表1 学习的三种隐喻

学习隐喻 学习概念 学习者的角色 教学者的角色

反应强化 强化或削弱联结 被动奖惩接受者 奖惩分配者

信息获取 增加记忆信息量 被动信息接受者 信息分配者

知识建构 建构心智表征 主动意义建构者 认知指导者

如果你选择第一种答案，你就选择了学习的反应

强化观。在原始形式中，学习即强化反应，将学习者视

作被动的奖惩接受者，将教学者视作奖赏（意在强化反

应）和惩罚（意在削弱反应）的分配者。我们知道，基于

反应强化观的培训是一种指引式教学架构。典型的教

学手段是向学习者呈现简单问题，并在他们做出回应后

告诉他们答案的正误。20世纪60年代的程序教学就采

取了这一方式，今天的某些数字化学习课程中也依然流

行这样的方式。我们对学习即强化反应隐喻的批评，不

在于其是不正确的，而在于其是不完整的—它只揭示

了事物的部分面目，但没有解释意义学习。

如果你选择了第二种答案，你就选择了学习的信息获

取观。在这一取向中，学习者的任务是接收信息，教学者的

任务是呈现信息。典型的教学手段是幻灯片演示，教学者

使用幻灯片将信息传递给学习者。我们知道，信息获取观

是接受式教学架构的基础。有时也称之为学习的“空容器”

（Empty Vessel）或“海绵”（Sponge）观，因为学习者的头脑

被认为是空容器，教学者向其灌输信息。我们对这种观念

的主要批评——或许也是大部分人共同持有的观点——

是它和我们了解的学习机制是冲突的。所有的学习都要求

心理投入——接受式学习环境经常忽视这一原则。

如果你选择了第三种答案，你就选择了学习即知

识建构的隐喻。根据知识建构观，人不是被动的信息

接受者，而是主动的意义建构者。尽管我们在任何一种

学习隐喻中都能找到某些优点，我们最为关注的依然

是知识建构隐喻。总之，有效教学的目标不只是展现

信息，还要鼓励学习者投入适当的认知加工过程。

（四）学习的原理和过程
知识建构观基于认知科学研究的三条原理：

·双重通道（Dual Channel）—人拥有两个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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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学习中管控有限的认知资源

学习者的挑战是要在这些制约条件下完成这些心

理过程，毕竟每一次，工作记忆每个通道发生的加工数

量都是极其受限的。你也许会回想起米勒经典文章中的

表述—“7±2。”（Miller,1956）这指的是工作记忆的容

量限制，即每次人通常只能思考一些

条目。下面我们探讨一下认知加工容

量的三类要求（Mayer, 2009; Mayer, 
2011; Mayer, 2014a; Sweller, Ayres, & 
Kalyuga, 2011）：

·无关认知加工（Extraneous 
Processing）—这种认知加工和教

学目标无关，是由糟糕的教学设计造

成的（如使用很多无关的文本和图

片）；

·基础认知加工（Essential Processing）—这

种认知加工旨在对核心材料进行心理表征（主要指选

择相关材料），是由材料的内在复杂性造成的；

·生成认知加工（Generative Processing）—这种

认知加工旨在更加深层地理解核心材料（主要指组织和

整合），由学习者建构材料意义的动机促成，促进学生投

入掌握学习材料的教学方法能支持这种认知加工。

教学者的挑战是，所有的三个过程都依赖于学

习者加工信息的认知容量，而认知容量是十分有限

的（Sweller, Ayres, & Kalyuga, 2011; Mayer, 2014a）。

如表2归纳的，当你考虑学习者的有限认知容量，

你就面临三种可能的教学场景：过多的无关认知加工、

过多的基础认知加工和不充分的生成认知加工（Mayer, 
2009; Mayer, 2011; Mayer, 2014a）。

表2 应对认知负荷挑战的方法

挑 战 描 述 解决方案 实 例 

过多无关
认知加工

认知负荷由无关和
必要的过程引起，
并超过了认知容量

运用减少无关加
工的教学手段

运用语音描述复杂的图像
精简文本和叙述语音

过多基础
认知加工

内容太过复杂，超
过了认知容量

运用技能来控制
内容的复杂性

将内容分割成小块运用预
习，分别教授概念和事实

不充分的
生成认知
加工

学习者没有投入充
分的认知加工来引

发学习

融入促进心理投
入的技能

增添练习活动
增添相关视觉效果

第一种是无关认知负荷超载（ExtraneousOverload），
无关和必要的认知加工总量超过了学习者的认知容量，换

言之，学习者在无关加工（比如，阅读无关材料）上花了太

多的认知容量，没有为必要加工（理解关键材料）留下足够

通道，分别用于加工视觉/图示材料和听觉/言语材料。

·容量有限（Limited Capacity）—  每一个通

道每一次只能主动加工一小部分信息。

·主动加工（Active Processing）—人主动投入恰

当的学习认知加工过程时学习得以发生，例如关注相关

材料，将其组织成一致的结构，并且与原有知识相整合。

图1展现了人如何从多媒体课程中学习的模型。

如你所见，双重通道原理是分两行呈现的，一行

用来加工语词（顶部），另一行用来加工图像（底部）。

容量有限原理是通过上图中间的“工作记忆”方框呈

现的，表明发生了知识建构。主动加工原理表现为图中

的五个箭头—选择语词、选择图像、组织语词、组织

图像和整合—这是意义学习所需的认知加工。

思考一下，你的多媒体课堂中发生了什么。在最左

边，课堂将包含图像和语词（屏显的或口头的）。在第二

列，图像或屏显语词通过眼睛进入学习者的认知加工系

统，口头语词则通过耳朵进入。如果学习者集中注意，就

会选择某些材料进入工作记忆，进一步加工—你每次

只能在每一个通道加工和操控一小部分信息。在工作记

忆中，学习者可以在心理上组织部分已选图像进入图像

模型，以及组织部分已选语词进入言语模型。最后，如整

合箭头所示，学习者可以将学习者的知识库—长时记

忆中的已有知识和进入的材料联系起来。

如你所见，图中的箭头显示了三类重要的认知

加工：

·选择语词和图像—第一步是注意材料中的

相关语词和图像。

·组织语词和图像—第二步是在心理上组织已

选择的材料，并形成连贯的言语表征和图像表征。

·整合—最后一步是将新的言语表征和图像

表征彼此整合，并与已有知识相结合。

当学习者适当地参与上述全部过程，意义学习

就发生了。

图1 多媒体学习的认知理论（Mayer,20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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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容量。该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减少无关认知加工，如

减少课程中的不必要材料（Mayer & Fiorella, 2014）。
第二种是基础认知负荷超载（Essential Overload），

这时尽管无关认知加工已经最小化了，要求的基础认

知加工仍然超过了学习者的认知容量。简言之，材料

太复杂了，致使学习者缺乏充分的认知加工容量。该

问题的解决方案是用技能管控基础认知加工，比如将

复杂的内容切块呈现（Mayer & Pilegard, 2014）。

第三种是生成认知负荷不足（Generative Unde-
rutilization），这时认知容量足够，但学习者没有投入

生成认知加工，这可能是由于缺乏动机。该问题的解

决方案是用技能促进生成认知加工，比如运用会话语

言（Mayer, 2014b）。要求学生详细阐述材料或者玩教

育游戏，这也是促进生成认知加工的有益尝试。

总之，教学设计者的三个目标是创建教学环境，

尽可能减少无关认知加工，善用基础认知加工以及促

进生成认知加工。表3归纳了实现每一个目标的技能。

表3 减少无关认知加工、善用基础认知加工和促进生成认知
加工的技能

目标 技能实例

减少无关 
认知加工

聚焦要义原则：避免使用不必要的语词、声音或图像
邻近呈现原则：把文字放在相应的图示邻近之处
避免冗余原则：运用图示和语音，而不要一起使用图示、
语音和在屏文本。
样例示范原则：提供逐步展示

善用基础 
认知加工

分块呈现原则：把连续的课程内容切成可掌控的部分
提前准备原则：对关键元素的概念和特征预先提供指导
语音呈现原则：运用语音而非在屏文本

促进生成 
认知加工

个性化原则：运用会话风格而非正式的风格
多媒体原则：一起呈现语词和图示，而不是单独呈现语词
高投入原则：要求学习者详细阐述材料

三、数字化课程如何影响人的学习

如果你正在设计或选择教学材料，你的决策依

据应该是对人如何学习的准确理解。正如前面部分

指出的，从本文中，你会看到很多地方提及认知学

习理论。认知学习理论阐释了心智过程如何将眼睛

和耳朵接受的信息转化为记忆中的知识与技能。

数字化课程中的教学方法，应当引导学习者通

过工作记忆，实现语词和图像的转化，从而将新知

识和长时记忆中已有的知识相整合。这些活动取决

于下列过程：

第一，在课堂中选择重要信息。

第二，管控工作记忆中的有限容量，实现学习

需要的认知加工。

第三，通过工作记忆中的认知加工，将工作记

忆中的听觉和视觉感觉信息，与长时记忆中已有的

知识相整合。

第四，必要时，将长时记忆中的新知识和技能

提取到工作记忆中。

接下来，详细阐述这些过程，并提供例子，说明

数字化学习中的教学方式如何支持或抑制这些过程。

（一）指导选择重要信息的方法
我们认知系统的容量是有限的。有太多的信息

来源在为有限的容量竞争，学习者必须选择能最佳

匹配自身目标的信息。我们知道，选择过程受到教

学方法的指导，教学方法能引导学习者的注意。例

如，多媒体设计者可能使用圆圈或色彩，引起眼睛

对重要文本或视觉信息的关注（见图2）。

图2 帮助学习者注意课堂重要元素的视觉提示

（二）管控工作记忆有限容量的方法
工作记忆必须要有余量加工课堂中的新信息。当

工作记忆的有限容量被占满时，认知加工就变得不充分

了，学习就会变慢，沮丧就会随之增加。例如，我们大

多数人会发现，数字相乘，像是968乘89在我们头脑里

是一项有挑战性的任务。这是因为我们需要在工作记忆

存储中保存我们计算的中间结果，然后在工作记忆加工

器中继续将下一组数字相乘。对于工作记忆来说，保存

有限数量信息的同时有效加工信息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使工作记忆负荷超载的教学方法加大了学习的

困难。认知负荷是指信息的必要保持以及信息的必要加工

施加给工作记忆的负担。那些减少认知负荷的手段往往

能释放工作记忆容量用于学习，从而促进学习。在过去十

年，我们已经了解了很多方法来减少教学材料中的认知负

荷。其中包括：多种媒体原则、邻近呈现原则、语音呈现原

则、避免冗余原则、聚焦要义原则、个性化和具象化原则、

分块呈现和提前准备原则、促进学习者积极投入原则和发



-23-

包含了有效的提取钩子。比如，一项多媒

体练习要求技术员尝试一款名为危险边缘

（Jeopardy™）的游戏，在游戏中，他们要回

忆新软件系统的相关知识以回应提示。一

项更好的练习是给出一个设备故障场景，

要求技术员基于新的软件系统的知识，选

择相应的故障排除行动。危险边缘游戏练

习可能让人感到有趣，但它在记忆中存储

知识时缺乏工作情境。缺乏提取所需的情

境钩子，这些知识通常无法迁移。相对地，故障排除练习

要求技术员将新知识应用到现实性工作情境中。

（五）学习过程小结
总之，数字化课程学习取决于四个关键过程：

第一，学习者必须聚焦于课中的关键图像和语

词，并选择相关信息进行加工。

第二，学习者必须在工作记忆中组织已选信

息，并将其和长时记忆中已有知识相整合。

第三，为实现整合，有限的工作记忆容量必定

不能负荷超载。上课时应当采用减少认知负荷的技

能，尤其当学习者是新手，不熟悉新的知识和技能

之时更应如此。

第四，长时记忆中存储的新知识必须能在工作时

提取出来。我们将这一过程称为学习的迁移。为支持

迁移，数字化课程必须在学习过程中提供工作情境，

这将创造含有工作相关的提取钩子的新记忆。

上述所有过程要求主动投入的学习者——那些

能有效选择和加工新信息来达到学习结果的学习

者。数字化课程的设计能支持主动认知加工，也可

能抑制它，这取决于使用何种教学方法。例如，有

些数字化课程包含了太多炫目的闪光，这会造成学

习者认知负荷超载，使得在工作记忆中加工信息变

困难了。另外相反的情况是，课程只运用文本，没

有开发利用相关的图示，而图示往往能促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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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how technology is applied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fi eld of education. Clark and Mayer 
point out that there are two approaches of application: one is the technology-centered approach, which focuses too much on the role of 
the latest technology, and ignores the role of learner; they admire another approach, the learner-center approach, which focuses on how 
people learn, where technology is to promote creative learning more effectively. Taking a learner-centered approach, this article examines 
what works in e-learning，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insights for the rational use of technology. Learning is a change in the learner’s 
knowledge due to experience, and there are three metaphors for learning, that is the response-strengthening view, the information-acqui-
sition view and the knowledge-construction view, which is most strongly focused on. The knowledge-construction view is based on three 
principles of dual channels, limited capacity and active processing. The challenge for the learner is to manage limited cognitive resources 
during learning, therefore, e-lessons should direct learners to select important information, manage limited capacity in working memory, 
and facilitate to integrate, retrieve and transfer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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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交互式字幕在视频类学习资源中的应用研究

王志军1 孙雨薇2  封 晨3

（1.江南大学 教育信息化研究中心，江苏 无锡 214122；2.北京师范大学 远程教育研究

中心，北京 100875；3.香港大学 教育学院，香港 999077）

【摘 要】微课、MOOCs及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着我们进入了以视频学习资源为主的开放学习时代。但由于

视频类学习资源的交互性非常不足，其学习效果难以保障。字幕是视频中最基础的组成元素之一，影视传媒领域新

型交互式字幕的发展及其成功经验为我们有效设计高交互性的视频学习资源提供了启示。本研究在分析影视传媒领

域新型交互式字幕的特点与优势的基础上，结合数字原住民的学习特征以及现有教学视频设计中的缺陷对新交互式

字幕引入到视频学习资源中的必要性进行分析，并总结了该类字幕在视频学习资源中的五种作用，分别为：①创新

字幕表现形式，加强字幕的基础功能；②多样化的表现形式，突出教学重难点，促进内容的记忆和理解；③引申内

容，多感官渠道的刺激，参与受众内部知识体系整合；④创造幽默愉悦的学习氛围，吸引学习者长时间地学习参

与；⑤使学习者获得及时的心理互动与反馈，增强社会临场感和情感临场感。基于此，本文将视频学习资源中的新

型交互式字幕分为信息呈现、内容引申、重点强调、情绪烘托四类，并分别对其进行阐述。最后结合一个相关案例

对其进一步论述。希望本研究能够为视频类学习资源的交互性设计与开发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型交互式字幕；教学交互；视频学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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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互联网凭借其互联互通的特征为人类创造了开放、

共享的学习时代（陈丽，李波，郭玉娟，彭棣，2016），以视

频学习资源为主的MOOCs、微课等在线学习形式得到了

飞速发展与普遍关注。教学交互是设计在线学习资源最

重要的要素（Woo & Reeves, 2007；王志军，陈丽，2015），也
是在线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然而，视频类学习资源具有

单向性传播的特征，因此，其教学交互效果并不佳。如何

通过提高视频类学习资源的交互性来提升在线教育的质

量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话题。字幕是视频学习资源中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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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要素，也是教学交互设计的重要载体与突破口。

近年来，综艺节目领域《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奇

葩说》等节目开辟了一种被大众称为“花式字幕（又称‘花

字’）”的创新交互式字幕形式，这种字幕区别于传统的字

幕 呈现形式，将字幕与视频情境有机结合，起到补充说明

画面、扩展表达内容、加重情感效应的作用（隋妍，2014），
增强了视频的交互特性与娱乐性，深受观众好评。《爸爸

去哪儿》类似的综艺节目中的这种新型交互式字幕具有

哪些特征和优势？如何将其运用到视频学习资源的设计

以促进学习的发生？本研究将从教学交互的视角，对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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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式字幕在视频学习资源中的应用进行探究。

二、影视传媒领域的新型交互式字幕

字幕作为电视的三大语言之一，是对其他两类语言

（画面和声音）的补充和延伸。传统的字幕包括主要的对

白字幕、译文字幕、唱词字幕以及附加的片名、演员表、时

间字幕等（黄丽丽，2015）。这些字幕的设计主要采用单一

的字体、色彩，且进入方式简单，借其呈现角色的对白、译

文、说唱以及电视节目的附加性信息，功能相对单一。

（一）新型交互式字幕的概念
新型交互式字幕是在《爸爸去哪儿》对字幕的色彩搭

配、字体类型与大小、出入方式、呈现时间等属性的创造性

运用的启示下，强调字幕与情境充分融合，创新应用恰当色

彩、艺术字体、图片、动画和音效等将文字动态化、内涵化、

情感化呈现，以达到增强趣味性、情感性、传情达意和呼应

观众想法的效果，并能与观众内心的体验和反应展开深度

互动的字幕表现形式。增强交互会缩短视频与观众之间产

生的心理距离（Moore, 1973; Moore, 1993），“交互”指观众

与视频资源间的相互交流与相互作用，利用各种视听符号

进行信息交换的过程，属于信息交互的一种，是达到最终

目标概念交互的前提（陈丽，王志军，2016）。
（二）影视传媒领域新型交互式字幕的兴起

与发展
2013年10月，湖南卫视推出父子亲情互动真人秀

《爸爸去哪儿》。节目自播出以来，就好评如潮，收视

率居高不下，成为2013年度收视率第一的综艺节目。区

别于以往的视频表现形式，该节目对字幕的设计进行

了大胆创新与实践，开辟了一种被观众称为“神字幕”

的新型交互式字幕表现形式，这些表达自然、幽默，制

作生动、灵巧，富有趣味性、装饰性和互动性的字幕让

观众眼前一亮（孙伟聪，杨璐，2014），并迅速成为一

种被同行相继模仿的视觉文化传播风格。例如《奔跑

吧》《极限挑战》《二十四小时》等娱乐综艺节目，“神

字幕”使其娱乐元素大增，受到观众的广泛欢迎。

（三）影视传媒领域新型交互式字幕的特征

与优势
这种新型交互式字幕的出现也引起了传媒领域研究

者的兴趣。研究者认为：①该字幕通过文字强调、画面放

大、表现特定词句等特征，可起到强调内容的作用（黄丽

丽，2015）。②通过捕捉画面和同期声中的细节，利用字

幕样式加以表现，可达到引申和补充内容的效果（黄丽

丽，2015）。包括利用头像照片、漫画图片深化人物形象，

利用音符、动画等引申音乐意境。例如，在欢快的歌声中

增加飘荡的音符，创造出感染力更强的视听意境；将卡

通人物头像与画面中的真实人物相衔接，丰富信息，制造

幽默与搞笑点（黄丽丽，2015；逯明宇，2014）。③还具有

塑造人物形象、反应人物情绪、营造氛围、渲染观众情

绪等情绪情感方面的作用（李江陆，2014；隋妍，2014；孙
伟聪，杨璐，2014）。例如，女孩用甜美的色彩，男孩用蓝

色和橘黄，爸爸则用显得沉着、冷静的颜色；纯红色表示

“崩溃”的情绪，用红黄参差字幕，强化孩子着急、害怕

和紧张的情绪（逯明宇，刘龙姣，2014）。
除了上述特点与功能以外，笔者认为这几类新

型交互式字幕还具有以下优势：

1.创新传统字幕表现形式，增强字幕的基础功能

字幕是视听媒体中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其基础性

功能是指利用文字直接参与视频的教学内容展示，或

复述视频中角色话语，将视频中的声音信息进行视觉再

现。这一直是字幕在视频中最传统、最基础的功能。但

这种字幕表现形式缺乏新意，也不能有效地与观众的心

理进行互动。而新型交互式字幕突破了传统字幕的视觉

表现形式，用醒目夸张的字体形式、鲜明醒目的颜色搭

配、多样新颖的字幕编排、图像化动态化的视觉元素、

音效模拟等来展示字幕。这不仅完整复述节目角色的话

语，全面呈现节目的内容，而且增强了节目画面的视觉表

现力与冲击力，对节目内容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增强了

字幕的基础功能。

2.多类型的感官元素紧密结合，促进与增强

观众认知整合 

这种新型交互式字幕将图片、动画、音效等视听

觉元素整合在一起，改变了以往单独的纯文字形式，不

仅方便和丰富了信息传递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增强了

观众接受信息的渠道，通过多通道的刺激，促进用户

对信息的感知与接收，促进信息在认知系统中的加工

和整合，进而产生深刻印象。

3.娱乐性与趣味性并重，保持对观众的持久

吸引

在综艺娱乐节目中，常常利用此交互式字幕形式

对字幕中个别的文字、词语、画面事物等突出表现，采

用缩放、加粗、变色、跳动、添加动态图片特效等视觉

变化予以强调，突出想要表现的画面内容，放大其中娱

乐点，适时准确地传达给观众，从而达到一定的娱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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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此交互式字幕在充分利用动画、图片、花样文字形

式等视觉元素表达强调的同时，还特别注意捕捉画面

中有趣的细节，引入当下的流行元素，像流行歌曲、流行

科技、潮词等来引申内容涵义，放大和丰富视频的幽默

感和趣味性，充分挖掘了大众关注和追求的新鲜感。

4.与观众心理和情感体验相呼应，缩短视频

与观众心理间的距离 

这种新型交互式字幕最大的特征是根据具体情境，

从观众的观看心理和情感体验出发，开展字幕的设计。能

够及时地将观众的隐性心理情绪用文字、图片、动画、音效

等多样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给观众带来相同的观看心

理和情感体验，实现情感反应。当观众看到视频中表现的

心理和情感与自身的心理、情感相一致时，总会会心一笑。

使得节目制作方与观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大大缩减（李江

陆，2014），增强了观众对节目的喜爱和归属感。

三、将新型交互式字幕引入到视频学习资源

设计中的必要性 

“互联网+”时代下，人类的学习方式和认知方

式发生了深刻变革。成长在各种数字技术高度发展的

“数字原住民”与当前的“数字移民”相比，他们的

学习习惯和学习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并且数字

原住民正在逐渐成为学习的主体。为了适应学习者的

这一改变，我们的视频设计也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

才能开发出符合学习者胃口和需求的学习视频。

（一）新型交互式字幕更加符合数字原住民

的特点
数字原住民出生和成长在无处不在的数字技术环

境之中，与文本相比他们更倾向于先看图像；喜欢以超文

本的方式随机获取信息；喜欢从多个渠道迅速地接受信

息；喜欢同时处理多种任务；喜欢获得即时的肯定和频

繁的奖励，不能保持长久的注意力（Prenksy, 2001；曹培

杰，余胜泉，2012）。而单纯的文本学习无法满足他们的

交互需求，因此，相对于文本，数字原住民们更倾向于交

互性强的视频学习。但是，运用传统字幕 、讲解枯燥的一

般视频学习资源，缺乏与学习者及时的互动，导致学习

者的注意力很难长时间保持。MOOCs的调查研究显示，

学习者观看视频的时间一般为6~10分钟（Guo, Kim, & 
Rubin, 2014；李秋菊，王志军，陈丽，2014）。因此，为了适

应新一代数字原住民的特点，我们需要改变传统的视频

设计方式，以创新字幕的设计为突破口，满足学习者的

需求，并保持其对视频学习较长久的关注。

（二）新型交互式字幕能够促进学习者与

学习资料的交互
在网络教育与在线学习中，以媒体为中介的教学交

互设计是网络课程设计与开发的重点与难点，而在当前

视频成为主 要承载媒体的时代，教学视频中教学交互的

设计就成为了关注点。在三类教学交互中：学生与学生的

交互、学生与教师的交互以及学生与学习资源的交互中，

学生与学习资源的交互是所有教学交互的前提和基础，

也是教学交互的归宿（陈丽，2004）。因此教学视频的设

计与开发需要注重学生与学习资源的交互设计。这种交

互设计除了来自视频中教师的言语与肢体动作以外，新

型交互式字幕也是其中的重要要素。它可以丰富视频中

的视听觉符号，增加刺激、呼应与反馈学生的渠道，丰富

学生与视频的信息交换，有效地创造学生与教学内容、与

教师间的直接、间接的虚拟教学会谈（Holmberg, 1989；
陈丽，王志军，2016），以增强学生的社会临场感和教学

临场感；它还可以提高视频学习资源的趣味性，为学习者

营造一个愉快的学习氛围，拥有愉悦的情感状态，产生

情感交互，增强学习者的情感临场感，最终促进学习者

的认知整合，达到深层次的概念交互。

（三）新型交互式字幕能弥补现有MOOCs和

网络课程中教学视频的交互性不足
在当今的网络课程和MOOCs的设计开发中，为了提

高制作效率、降低制作成本，通常把录制的教师上课视

频，整合PPT与教学材料，添加上字幕或者嵌入相关的测

试题就变成了课程。虽然制作的效率高、成本低，但是互

动性却非常差，缺乏对学生与学习资源进行深度交互的

情境创设和活动设计。其字幕的设计只是单调地复述讲

授的内容信息，忽略了字幕的视觉设计与交互设计。这些

缺乏交互的视频会让学习者觉得枯燥，难以激起其学习

的兴趣和热情，这也是导致这类MOOCs辍学率比较高的

重要原因。目前这些MOOCs视频中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创

意性的优秀设计，例如：一笔描、二维动画、平板描绘等

设计形式，获得了学习者较高的关注和评分（李秋菊，王

志军，陈丽，2014）。尽管相较以往的在线视频设计有了

较大的突破与改进，但是在字幕设计上仍没有太大的创

新，与传媒领域的花式字幕相比，互动性明显不够。

（四）新型交互式字幕能提升学习者学习效

果，提高学习满意度
尽管在教育领域内对交互式字幕的研究较少，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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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字幕属性对学习效果影响的研究早已开展。研究表明，

字幕的字体大小、字频、呈现速度和方式等，均会影响学

习者对学习内容的理解（陶嵘，水仁德，沈模卫，2003；水仁

德，王立丹，2008；Hsu, 2015）；关键词式字幕在陈述性和程

序性知识的教学视频中，能帮助学习者取得最好的学习质量

（王雪，王志军，候岸泽，2016；Hsu, Hwang, Chang, ＆Chang, 
2013）；拥有详细字幕解说的教学视频，能够获得较高的学

生满意度（王健，郝银华，卢吉龙，2014）。因此，对字幕属性

进行创新设计的新型交互式字幕，将在提升学习效果、提

高学生兴趣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

结合前面对影视传媒领域中新型交互式字幕的优

势分析，笔者认为，将新型交互式字幕运用到视频教学

中，不仅更加适合数字原住民的学习需求，还能增强学习

者与学习资源的交互，从而有效弥补当前视频教学资源

交互性不足的问题，有效提升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其应

用于教学中的核心作用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①创新字

幕表现形式，加强字幕的基础功能；②多样化的表现形

式，突出教学重难点，促进内容的记忆和理解；③引申内

容，多感官渠道的刺激，参与受众内部知识体系整合；④

创造幽默愉悦的学习氛围，吸引学习者长时间地学习参

与；⑤使学习者获得及时的心理互动与反馈，增强社会临

场感和情感临场感。

四、视频学习资源新型交互式字幕的类型、

特征与设计要点

通过对传媒领域中新型交互式字幕的特征和优势

的分析，笔者认为视频学习资源的交互式字幕可以分

为信息再现类、重点强调类、内容引申类和情绪烘托

类四种。下面对其特征与设计要点进行阐述。

（一）信息再现类字幕
信息再现是字幕的基础性功能，完整呈现视频教

学内容，规避由于语言障碍而导致的受众信息接收不完

整。新型交互式字幕的设计并不排斥和否定字幕的基

础功能，而是在基础功能之上，根据学习者的需求、学

习者参与学习的心理以及具体的学习情境，在整个视频

画面中充分挖掘字幕的颜色、大小、格式、出入状态、音

效表达等属 性，对其展开创造性的设计和呈现。从而起

到提示、补充、强调、表意、增强记忆与理解、创造轻松

愉快学习氛围的作用，巩固和加强字幕的基础功能。

（二）重点强调类字幕
重点强调类字幕的主要目的在于突出教学中的重

要信息。视频学习资源主要依赖图像符号和声音符号

来刺激人的视觉和听觉感官，使学习者获得感知并促

进思维（慈冉冉，2010）。根据感知规律中的强度律、对

比律和活动律，增强刺激物视觉表现的强度，使其与背

景以及其他对象在颜色、形态、强度上形成差异与对

比，知觉对象就会轻易地被识别出来。此外，活动的对

象较静止的对象也更容易被感知。因此，对于教学中某

些重点、难点等难以理清与记忆的知识点，应设计字幕

的色彩、大小、形态等属性产生视听觉差异与变化予以

强调，直接、即时、深刻突出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使学

习者得到正确信息的反馈，有效理解、记忆重难点。

（三）内容引申类字幕
教学视频除了呈现教学信息的基础功能，还能够补

充和引申教学内容，表达出更多内涵，响应学生内心隐含

的知识与经验，从而建构一个更加丰富的、有吸引力的学

习情境。应在加强字幕基本属性设计的基础上，引入和

添加当下学习者熟悉的、受欢迎的音效、漫画、动画、流

行词语、流行科技等，补充和延伸文字效果，巧妙表达出

学习者的旧有经验或心中所想，以及难以表达清楚的抽

象的、非视觉性的信息，例如：交代味道、心理活动、情绪

情感等。在学习者与字幕的多种元素交互过程中，它通过

给予学习者视觉、听觉、内部心理、大脑活动等多通道的

刺 激，建立新旧知识和经验间联系，帮助学习者获得新

的、正确的理解，以便知识应用和知识迁移。

（四）情绪烘托类字幕
在线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的注意力很难长时间保持，

不仅如此，由于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物理距离而产生的心

理距离（Moore, 1973；Moore, 1993），使学习者非常容易

产生焦虑、孤独的情绪，很容易放弃学习。教学交互可

以有效地缩减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心理距离，而新型交互

式字幕的引入可以有效增强教学交互，特别是“情绪烘

托类”字幕，能有效增强学生与教师、资源的情感交互。

情绪烘托类的字幕设计要注意两点：一是基于字幕的基

本属性，利用强调、引申等交互式字 幕的作用，放大内容

中幽默成分，以增强学习视频的趣味性，为学习者营造

一个轻松、愉悦的学习环境，吸引学习者较长时间的注

意力；二是依据当时的教学情境，从学习者可能出现的

心理活动出发，及时地将学习者的隐性心理利用文字、

图片、动画等字幕元素表现出来，模拟创设即时的心理

反馈，呼应学习者的学习心理和学习体验，让学习者感

觉有一个与他相仿的学习伙伴时刻伴随左右，从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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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有效克服在线学习过程 中的孤独感，获得社会临场感

和情感临场感（Feng, xie, & Liu, 2017）。这也是远程教育

领域中有指导的教学会谈理论在视频设计中的有效应用

（Holmberg, 1989；陈丽，王志军，2016）。

五、新型交互式字幕教学应用案例

笔者通过调研发现，目前已经有一些在线视频学习

资源应用这种新型的交互式字幕。最典型的案例为某

英语学习网站中的英语学习小视频（新东方，2016），它
将字幕图片化、动态化、音效化、情境化呈现，并与教学

内容紧密配合，从而增强视频的趣味性、互动性和教学

性。这些视频虽然没有完全发掘出交互式字幕的特征

和优势，但其雏形开始显现。这一系列微视频中采用了

情境设置、角色扮演与新型交互式字幕相结合的设计

模式。每一个视频都设计了一个具体的英语运用情境，

其中包括两个角色：A和B；每一个视频都采用了上述多

种类型的交互式字幕，字幕配合具体内容即时呈现。

以“打折”的视频为例，其运用了信息呈现类、重

点强调类、情绪烘托类的字幕形式。如图1所示，利用

“10%off”“停”以及满头的问号，分别表现角色A对信

息的错误理解、售货员想阻止角色A离开、售货员满头

雾水的心理特征，且这些文字和图标停留的时间一般为

两秒。通过这种方式，醒目完整地呈现了教学信息，而

且还刻画了角色心理，并将其反馈给观众，实现与学习

者互动。图1的最下方则用红色和黄色相结合且超大字

体的形式给学习者强调正确的、关键的信息，增强画面

的视觉冲击力，从而促进学习者的理解与记忆。

此外，还有许多利用了对比搞笑方式的重点强调

类字幕。这类视频利用中英文在发音、翻译、理解和表

达上的差异做对比，并加以动画等视觉设计，形成正确

与错误在视觉上的强烈对比，以突出正确的、关键的

教学内容。并且，这类视频以其创意的视觉形式和幽

默画风营造了愉悦的、轻松的教学氛围，吸引学习者的

关注，呼应学习者的心理感受，增强教学视频的吸引力

和交互性。例如：在“暖男”的视频中（见图2），角色C
想表达角色A是个暖男，说“You are a warm man ”；
角色B听了后，立即找角色A取暖，此时屏幕上出现暖

男的正确读法“considerate guy”，但是角色A在复述该

词语时，由于发音不准，将其说为“considerate gay”；
C听了以后以为B是同性恋，惊惶失措地离开。这种字

幕设计既制造了幽默，又通过对比，呈现出学习者容易

犯的错误，强化了正确的内容。

图2 暖男

 总之，该英语学习网站系列教学微视频中新型交互

式字幕的应用，增强了视频学习资源的趣味性、易识别性

和交互性，营造了有趣、愉快的学习氛围，促进了学习者与

学习资源之间的信息交互，是新型交互式字幕在教学视频

中应用的有效探索与实践。

六、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从新型交互式字幕在影视传媒领域尤其是

娱乐行业的成功出发，通过总结其优势特征与相关经

验，结合“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学习者的特征及当前视

频学习资源设计存在的问题，对新型交互式字幕应用于

视频学习资源的必要性、作用、设计要点与相关案例进

行了分析。本研究指出，新型交互式字幕共有信息再现

类、重点强调类、内容引申类和情绪烘托类四类，其在

视频学习资源中具有五个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教学毕竟不同于娱乐行业，有其特

殊的目的性。虽然这种新型交互式字幕相对于传统字

幕在促进学习者与学习资源间的交互方面具有较大的

优势，但是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在新型交互式字幕的设

计与开发中还需要把握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必须根据图1 打折

ALL  ITEMS
10% OFF

ALL  ITEMS
10% OFF

ALL  ITEMS
90%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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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实际需要开展设计，即围绕教学目标、教学的重

点和难点开展设计；第二，必须结合具体内容情境及时

呈现，停留的时间也需要充分考虑；第三，需要根据学

习者特点，从学习者视角出发，充分了解他们的心理特

征、情感体验与认知及思维发展；第四，幽默和娱乐要

适度，注重突出教学性。例如：娱乐视频中因娱乐的需

要可能会有一些粗鄙的言辞以达到某些另类的夸张，

这种形式是万不可引入教学中来的。本文希望能够给

视频学习资源的设计与开发，特别是MOOCs中的视频

的开发提供参考，也期待研究者和实践者不断创新这

种新型交互式字幕的设计和表现，为学习者创设更为

丰富的学习体验，进一步推动在线、移动、泛在学习的

发展（陈敏，孟彩云，周驰，2018）。同时，我们也期待相

关实证研究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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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学历教育与个人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

谭 璐

（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蒙特利湾分校 数学统计系，美国 马里那 CA 93933 ）

【摘 要】尽管非学历教育的重要性已被教育专家肯定，但目前我国还没有对非学历教育与个人收入的关系进行过

实证研究，非学历教育对于个人的实际价值也还未被大众充分认知。本文基于2014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

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在职人员参与非学历教育的收益率进行了分析。本文通过扩展后的明瑟收入模型，

发现非学历教育可以显著增加个体的收入。此外，根据不同社会群体分样本分析，研究发现非学历教育收益率的差

异：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比签合同的人员 要高，女性比男性要高，体制外企业员工比体制内员工要高，非农业户

口群体比农业户口要高。最后，针对非学历教育对于收益率影响的实际差异，提出对策思路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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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我国，非学历教育与学历教育作为两种主要的教育

模式，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学历教育的招生计划和教学实

施计划都需要由国家教育部相关主管部门认可并下达，学

习结束后获得国家统一印制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而非

学历教育则是在此之外的，根据各种实际需求的专业和

行业培训、进修，并只能获得培训部门的结业证书。

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由低收入国家逐渐进入中

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随着经济总体规模的扩张，技术

水平高速发展，各行各业对于高质量人才的需求越发专

业化和复合化，人才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注重就业技能

培训的非学历教育需求高涨（付乐，2013）。根据《中国统

计年鉴2010~2017年》的统计显示，我国自2010年以来每

年参与非学历教育的人数总计在5千万人左右。截至2016
年，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开展的非学历培训，每年的结业

人数都在6 000万以上。行业企业职工教育的抽样调查显

示，企业职工全员培训率超过60%。另外，通过不同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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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的农民工培训每年覆盖2 000万人左右，全国有各级

各类培训机构超过15万家（葛道凯，2016）。
但现代意义的非学历教育在我国起步相对较晚，目前

非学历教育的价值还未被普遍认识到。这也导致它在发

展中遇到管理体制不顺、缺乏远景规划以及缺乏适当的

市场机制等问题。在很多高校管理者思想中，往往认为学

历教育才是学校的主要任务，导致优质的教育资源无法分

配到非学历教育中（张军，2010）。随着开放课程的兴起，

非学历教育开始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黄慈，2017），一
些研究认为非学历教育将是促进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手段（杨树雨，吴峰，王永锋，王海东，2017）。
国际上，在职培训收益的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上

个世纪50年代，如：明瑟早期的研究分离了学校教育和

学校后培训投资，通过函数形式揭示了通过学校教育和

在职培训两条途径形成的人力资本与个人收入之间的

数量关系，并单独估算出教育的个人收益率（Mincer， 
1962）。Becker（1975）基于“成本—收益”视角解释了教

本文系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青年教师基础研究项目（课题编号：20151080456）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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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投资行为，并强调职业培训的重要作用，论证了职业

培训同样能够带来较大收益，但这些研究并没有严格区

分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在职期间攻读的学历教育也

被这些研究视为在职培训。中国的相关研究也是如此，

如李湘萍2004年通过对全国9个省(市) 、不同行业员工

在企业内在职培训的调查、描述统计和计量回归分析，

其对于在职培训分类时，就包含了学历教育这一类（李

湘萍，2007）。此外，以往的研究多以接受培训的城市农

民工群体为研究对象，研究培训的收入效应，如职业培

训能够有效促进农民工收入增加的研究（张世伟，王广

慧，2010；李实，杨修娜，2015），以及职业培训对农民

工收入提高的作用并不显著的研究（王海港，黄少安，

李琴，罗凤金，2009；周世军，刘丽萍，卞家涛，2016）。
总体来看，目前针对非学历教育收益的研究，特别是聚

焦于中国农民工群体的非学历教育收益的研究很少。

那么，非学历教育的价值究竟如何？众所周知，人类

的活动都是有目的的，非学历教育也不例外，人们之所以

会选择非学历教育，大多是希望个人收入能够因此获得

增长。然而，非学历教育真的能提高个人收入吗？能提高

多少？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非学历教育对收入的贡献又

有什么差异呢？为了解决这些疑问，我们需要判断非学历

教育收益率，这正是本文致力于研究的问题。

二、非学历教育收益研究方法

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计算个人教育收益率的方法有

两种：一种是明瑟收益率（Mincerian Rate of Return），指
教育边际收益率，反映受教育者由于多受一定时间的教

育而增加的收入；另一种是内部收益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即收益的现值与成本的现值总额相等的贴现

率。虽然内部收益率既能估算个人教育收益率又能估算

社会教育收益率，但是对于直接成本的数据要求较高，

研究运用的普遍性就受到了限制，因此大部分计算教育

收益率的研究选择了不考虑直接成本数据的明瑟收益率

（李锋亮，夏桂松，赵惜红，张少刚，2009）。
而且，明瑟最早在1966年就证明除了学历教育外，参

加工作后的培训同样对收入有所影响。在其1974年的经

典研究“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s”中，他认为

培训是绝对值得鼓励的，指出为了提高收入，培训需要尽

早且尽量持续进行。但由于无法获得培训的直接信息，

在明瑟的经典方程人力资本收入函数（Human Capital 
Earning Function）中并未体现培训这一变量，而是建立在

工作了多少年就会有相应多少年的在职培训这样的假设

上，直接将培训视为工作年限这个变量（Barry & Mincer, 
2001; Mincer, 1974）。非学历教育在西方普及较早，针对不

同行业有较为完整系统的学习体系，所以明瑟的上述假

设在西方发达国家更为适用，而中国的非学历教育则与

西方情况不同，还未能彻底系统化和普及化，所以并不能

假设非学历教育与工作年限有这么紧密的联系。因此，为

了更为准确地估算非学历教育收益率，本文扩展明瑟的

收入函数作为计算非学历教育收益率的模型：

上式中lnY是就业者个人收入的自然对数，解释变量

edu为受学历教育程度、exp为工作经验， 为随机误差

项。

三、相关数据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

心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调查覆盖地点包括4个
直辖市和23个省及自治区。为了获取有效的收入及相

关数据，取受访者中2014年时年龄在15~59岁的在职人

员，删除收入的最小最大两端不合理极值数据，删除

问卷回答缺失的样本，最终确定样本6 741个。

（二）变量选择
性别是影响收益率的一大特征变量，大部分教

育收益率的研究发现，无论国内外，不同性别的教

育收益率都有所差异，且女性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

男性（Fleischhauer, 2007；孙志军，2004）。 
个人就业单位性质也对收益率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加拿大的培训与收入、就业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劳动

力市场的分割特征是决定培训投资收益的最主要因素

（Gawley, 2002）。依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劳动力市场

可分割为体制内劳动力市场和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体制内

劳动力市场主要指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和

集体企业，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主要指个体工商户、私营企

业及外资企业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用人单位（李实，1997；
钟云华，2012）。借鉴刘瑶（2012）研究中的所有制分类标

准，本文把研究对象的就业单位性质分为国有企业、私营

企业和外资企业，分析其培训收益差异。

并且，在个人就业单位性质的基础上，将是否签

订劳动合同也设为变量。范秀燎和李强（2012）在研究

中发现，企业为了降低员工在接受培训后跳槽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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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在培训前就签订合同，增加其跳槽的成本。

此外，是否为农业户口也是影响收益率的重要变

量。研究指出，将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职工进行比较研

究，发现控制人力资本、就业等相关因素后，户籍身份

仍对就业和收入有显著作用，证实了农民工的就业歧

视现象的存在（Meng & Zhang, 2001）。
结合已有研究的分析框架（李锋亮，陈鑫磊，

2013；李锋亮，李杨阳，张少刚，2015），本研究将分析

性别差异、部门差异和城乡差异等变量。根据扩展后

的明瑟收入模型，本文实证分析中的变量如表1所示。

（三）收入差异统计
从表2收入差异的统计中可发现，总体而言培训组的

收入都高于未培训组。不同群体的培训组和未培训组平

均收入差异也都在0.01至0.001的水平上显著。女性的收入

虽然整体水平低于男性，但是经过培训后的收入却比男

性经过培训的收入提升更大。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收入不

同，外资企业的平均小时收入高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

而且培训组的收益都高于未培训组，其中外资企业培训

组收入比未培训组收入高出最多，而国有企业培训组收

入高出最少。按照学历层次初中以下为低学历，高中以上

为高学历，发现虽然高学历者的平均收入高于低学历者，

但是无论是高学历者还是低学历者，培训组仍比未培训

组收入高，且学历越高培训组收入提升越多。

通过收入差异的统计描述，可以得知培训组的

收入高于未培训组是普遍存在的。上述结论仅仅是

基于培训变量对不同性别、就业公司性质和学历所

计算的，但收入差异并不完全是由培训这一个变量

决定的，还需要其他的一些决定变量，为了进行更

严谨的实证研究，需要对这些变量加以控制。

四、非学历教育对收入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建立
根据上述的变量选择及收入差异描述，对明瑟

收入模型进行扩展，建立收入决定模型：

上式中被解释变量lnY是个人收入的自然对数，解释变

量为非学历培训train、受学历教育年限edu、工作经验exp、每
周工作时长weekhr、性别gender、单位性质owner、是否签订

合同contract、户口性质household， 为随机误差项。

（二）回归分析
表3是全样本、不同性别、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分样本

的回归结果。对回归结果中各项参数分析发现，全样本及

表1 变量解释表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变量描述
被解释变量

  lnY 就业者个人收入的自然对数

把工资、奖金、现金福利、实物补贴都算在内，并扣除税和五险一金后的收入。由于本调查受访者每周工
作时长不同，因此收入变量不采用一般的年收入或月收入表示，而是采用小时收入以求更加符合实际。调
查问卷中对个人年收入有准确校验，更为精确，且获取了个人每周工作时长，本文采用每周工作小时数乘
以50周（全年平均工作周数）估算出全年工作小时数，小时收入即为年收入除以年工作小时数。

解释变量

  train 非学历教育
受访者过去12个月总共参加过非学历教育的次数（“非学历教育”必须是国家正式的学历教育以外的、不
授予学位的培训或者进修，必须是与提高个人工作、学习能力相关的培训或者进修，如：司法类考试辅导
班、外语类辅导班、会计出纳类培训班等等）。

  edu 学历教育
受访者的学历教育受教育年限，未上过学取值为0，小学取值为6，初中取值为9，高中取值为12，大学专
科取值为15，大学本科取值为16，研究生及以上取值为19。

  exp 工作经验
工作经验用工龄作为工作经验的代理变量，通常个体收入随工作经验的累积而增加。本文exp = 年龄 - 
受教育年限 - 6（假设个人上学年龄是6岁，以取得最高学历的时间为受教育年限) 。用工作经验平方项
反映工作经验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为了避免变量数值大小的影响，工作经验平方项取值时除以100。

  weekhr 每周工作时长 由于受访者并非全部都是全日制工作者，所以将其每周工作小时数作为重要变量。

  gender 性别 一般认为男性平均收入要高些，设定虚拟变量，男性取1，女性取0。

  household 户口性质 农业户口取值为1，非农户口取值为0。

  owner 就业单位性质
就业单位性质分为国有企业1（政府部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私营企业2（私营
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外资企业3（外商/港澳台商企业）

  contract 是否签订合同 签订合同取值为1，未签订则为0。

表2 收入差异统计

样本类型 样本数（个）
平均小时收入（元）

全样本 未培训组 培训组
全样本 6 741 17.1654 15.9617 *** 22.6129 ***

女性 2 632 14.7072 13.4267 *** 20.0092 **

男性 4 109 18.7400 17.5418 *** 24.4958 **

国有企业 2 123 20.2378 18.7942 ** 23.4660 **

私营企业 4 334 15.3700 14.6495 *** 20.7845 ***

外资企业 284 21.5978 19.7340 *** 29.3582 ***

低学历者 3 826 14.0834 13.8760 * 16.2039 *

高学历者 2 915 21.2106 19.5318 *** 25.0992 ***

注：t检验显著性水平*为p<0.05，**为p<0.01，***为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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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分组的变量系数中，工作经验的平方的系数都为负，

表明工作经验与收入呈倒“U”型关系，与明瑟收入模型

一致，数据有一定的有效性。周工作时长对收入的影响

为负，这说明高收入者可能单位工资更高，而工作时间更

短。显著性上，由p值可知大部分变量至少在0.05的显著

性水平上显著，拒绝回归系数为零的假设。其中，非学历

教育、学历教育、工作经验、性别、单位性质、是否签订合

同这几个变量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这些变量可以显

著提高收益。只有户口性质这一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说明

城市户口或农村户口对于个人收益没有显著的正效应。

调整后的在0.3~0.4之间，说明回归的拟合程度还可以。

在共线性程度检验中，除了这两个原本就相关的变量外，

其余变量VIF均低于2.5，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全样本回归展示了非学历教育的总体平均收益

情况。“接受非学历教育”的系数为0.0470，显著

为正。这表示每多接受一次非学历教育培训，其收

入能增加4.7%。显然非学历教育的影响不能忽视。

分样本“女性”组和“男性”组的回归结果反

映了非学历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女性中“接

受非学历教育”的系数为0.0583，显著为正，而男

性中“接受非学历教育”的系数为0.0376，显著为

正。这表明，虽然男性和女性接受非学历教育都能

提高收入，但女性接受非学历教育能使其收入增加

更多。女性非学历教育的收益率明显高于男性。

分样本“国有企业”组、“私营企业”组和“外资企

业”组的回归结果反映了三种不同所有制企业员工的非学

历教育收益率差异。由表3可知，外资企业中非学历教育

对收入的贡献最高，其次是私营企业，而国有企业最小。

分样本“未签劳动合同”组和“签过劳动合同”组

中“学历教育”在“未签劳动合同”组的系数为0.0416，

“签过劳动合同”组的系数为0.123；而“非学历教育”

在“未签劳动合同”组的系数为0.0658，“签过劳动合

同”组的系数为0.0404。从回归结果上看，学历教育的

收益率，签过合同的员工要比未签过合同的员工高，但

非学历教育的收益率却正好相反，未签过合同的员工

要比签过合同的员工高。

分样本“非农户口”组和“农业户口”组的回归结

果反映了不同户口人员的非学历教育差异。“非学历教

育”在“非农户口”组的系数为0.0547，“农业户口”组

的系数为0.0311。从回归结果上看，非农户口人员的非

学历教育对收入的贡献高于农业户口人员的非学历教

育对收入的贡献，非学历教育对于非农户口人员的收

入提升贡献率高于农业户口人员。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4年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当时年龄在15~59岁的在职

人员参与非学历教育的收益率进行了分析。本文通过

分析对明瑟收入模型扩展后得到的收入模型，发现在

全样本中所设定的大部分变量（非学历培训、受学历

教育年限、工作经验、每周工作时长、性别、单位性

质、是否签订合同）的显著性水平都很理想，对被解

释变量“工资的对数”有显著的线性影响；但唯独户

口性质这一变量p值很高，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

系不显著。经过回归分析发现整体而言非学历教育可

以显著增加学习者的收入。

本文研究的其中一项重要发现是非学历教育在是否

签订劳动合同的群体中影响的差异。签过合同的员工的

学历教育的收益率要比未签过合同的员工高，这是由于

多数企业会根据员工的不同学历提供高低不同的工资，

表3 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总样本 女 男 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 外资企业 未签合同 已签合同 非农户口 农业户口
train 0.0470*** 0.0583*** 0.0376*** 0.0323*** 0.0596*** 0.0866** 0.0658*** 0.0404*** 0.0547*** 0.0311**

edu 0.0877*** 0.0939*** 0.0839*** 0.126*** 0.0481*** 0.217*** 0.0416*** 0.123*** 0.147*** 0.0294**

exp 0.0170*** 0.00756* 0.0225*** 0.0123** 0.0161*** 0.0531*** 0.0165*** 0.0193*** 0.00785* 0.0194***

exp2 -0.0368*** -0.0121 -0.0498*** -0.0244** -0.0375*** -0.108*** -0.0385*** -0.0380*** -0.0101 -0.0474***

weekhr -0.0211*** -0.0210*** -0.0213*** -0.0228*** -0.0206*** -0.0195*** -0.0201*** -0.0229*** -0.0253*** -0.0193***

gender 0.323*** 0 0 0.291*** 0.351*** 0.241*** 0.368*** 0.280*** 0.289*** 0.348***

owner 0.111*** 0.112*** 0.108*** 0 0 0 0.0641* 0.127*** 0.147*** 0.0774***

contract 0.174*** 0.225*** 0.144*** 0.182*** 0.180*** 0.244* 0 0 0.186*** 0.183***

household -0.0161 -0.0478 0.00187 -0.0231 -0.00241 -0.103 -0.0272 -0.00426 0 0

_cons 2.621*** 2.629*** 2.936*** 2.704*** 2.926*** 2.097*** 2.794*** 2.698*** 2.551*** 2.742***

调整后R2 0.3732 0.3804 0.3501 0.3253 0.3677 0.4473 0.3468 0.3352 0.3853 0.3391

样本数 6741 2632 4109 2123 4334 284 3496 3245 2869 3872

注：t检验显著性水平*为p<0.05，**为p<0.01，***为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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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同等学历的合同工要比未签合同的临时工享受更高

待遇。这也符合企业吸引高学历人才的目的。但非学历教

育的收益率却正好相反，未签过合同的员工要比签过合同

的员工高。说明正规企业受合同保障的员工，还能坚持参

与非学历教育，不断提升工作技能，无疑是能够提高收入

的。而那些没有签合同的人员，如果能够接受一定的非学

历教育，就能更大幅度地提高收入。这也许是由于，非学

历教育的特点就是响应市场需求，如新技术技能培训等。

对于那些临时工作人员来说，择业相对更加灵活，不会局

限于某一企业或行业，所以参与了这些新技能培训后，新

的就业机会给他们带来的收益提升相当可观。对于那些

合同员工，岗位相对固定，接受培训后短时间内不太可能

完全改变岗位甚至企业，所以收益的提升相较那些临时

职员就不那么大了。这一结论为临时职员开辟了一条除了

提高学历外的高效提薪途径——非学历教育，同时，也肯

定了合同职员参与非学历教育所带来的收益提升。

此外，女性的非学历教育的收益率明显高于男性，这

与一直以来我国学历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结果相似，在职

人员的教育水平与其面临的工资性别歧视程度呈反向关

系，低教育水平的女性面临更大的工资性别歧视，结果

导致不同学历教育的女性之间的工资差异比男性更大，

从而女性的学历教育收益率更高（刘泽云，2008）。这也

就是说多参加非学历教育的女性，与提升学历的女性一

样，能够减少职场中工资性别歧视，并获得更高的收益

率。原本工资大幅低于男性的女性员工，通过非学历教

育同样能够更有效地提升收入。

外资企业中非学历教育收入率最高，其次是私营

企业，而国有企业最小。说明非学历教育收益率，体制

外企业高于体制内企业，这也许是因为外资企业工资

体系更为细致、健全，能够有效地根据工作技能划分不

同的收入档次，也反映了外资企业对于培训的重视；私

营企业通常为中小型企业，员工从非学历教育中习得

的工作技能可以更快地反映到销售和业绩中，从而提

升收入，而国有企业通常体量庞大，收入决定机制相对

陈旧僵化，“论资排辈”现象较多，所以员工的非学历

教育收益率并不理想。因而，建议国有企业可以从工资

量化制度上更多地考量非学历教育因素，这样才能更

好地激励员工提升工作技能，否则长此以往随着非学

历教育越来越普及，国有企业员工的工作技能将落后

于外企及私企员工，从而影响国有企业良性发展。

非学历教育对于非农户口人员的收入提升贡献率

高于农业户口人员。这也许有多种原因，可能面向持农

业户口从事农业工作的人员所提供的非学历教育成效

不如城市雇员的非学历教育，也有可能是因为农业户

口人员在城市中从事相对基础的工作，这些行业的收

入提高空间有限。此外在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户口性

质这一变量的系数不显著，城市户口或农村户口对于个

人收益没有显著的正效应。

本文的研究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该

调查运用采访和问卷的形式进行，使用普查的截面统计

数据，不可避免地忽视了个体自身能力因素、非学历教

育质量及培训选择动机等变量的影响等。而且，对于非

学历教育部分的调研，尽管已经详细地对受访人员解

释了何为“非学历教育”，但还是会存在由于受访人员对

“非学历教育”术语的陌生以及无法准确回忆自己本年

度所接受全部非学历教育的次数，导致该部分数据获

取不全面甚至有误。此外，在分样本回归中，女性组和

非农业户口组的变量exp2都不显著，说明针对性别组和

户口组该收入方程不够有解释力。所以，后续需要针对

性更强的非学历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进一步验证。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非学历教育的启示，

最后提出几点建议。首先，非学历教育能够提高个人收益

是肯定的，这就值得不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学校及社会层面

大力发展非学历教育。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20）》中就明确提出要“更新继续教育观

念，加大投入力度，以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为核心，大

力发展非学历继续教育。”但目前非学历教育在不同群体

和地域上的普及和发展仍然不够均衡，也就是说在非学历

教育中仍然存在不同群体间不公平的情况，如：社会人士

和企业员工之间，不同性别之间以及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

之间等。亟需更多更有针对性和地域性的实证研究，为非

学历教育培训市场和管理体制的完善提供研究依据。

此外，针对非学历教育不足的群体，还有必要充分利

用各种教育资源和媒介，如从政府和高校层面免费开放一

些非学历课程，提供在线培训、移动课程等学习方式，从

而解决师资匮乏以及地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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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区公民法治教育研究

张冠男1 苑莹焱2

（1.北京开放大学 国开业务部，北京 100081；2.北京开放大学 东城分校，北京 100010）

【摘 要】美国的公民法治教育因其卓有成效而备受关注，但目前国内关于如何在社区这一社会基本单位实施公

民法治教育的研究并未全面展开。通过全面梳理、分析美国社区公民法治教育的经验，能够为我国社区开展公民

法治教育提供有益借鉴。本文基于已有资料深入剖析了美国社区公民法治教育的历史沿革、支持体系与实践方

式，结果显示：美国社区公民法治教育经历了从空白到再发展的过程，移民大量增加与国民认同成其触发点；追

溯历史，韦伯、杜威等大家的哲学理论成其支持，而当今又有法律、政策、人员等方面的支持；上至州治理结

构，下至实践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其独特之处，如法学院的社区法律诊所。最后，基于法学和教育学角度的解读，

对我国开展社区法治教育提出建议，希望能对我国社区教育模式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美国；公民教育；社区法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510（2018）06-0037-07

党的十九大报告为我们描绘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蓝图。

习总书记明确提出，到2035年我国将基本建成法治国

家、法治社会，提升全民法治素养。法治素养，通常

界定为掌握相关的法律知识、树立相应的法律意识、

形成自觉的法律信仰。但法治素养不仅仅是对于法律

条文的知晓，它更多的是植根于人们内心深处对法律

发自内心深处的自觉认同。仅靠单纯的书院式法律条

文宣讲和大众媒体的介绍，并不能很好地让法治观念

深入人心，而立足于民众中的社区教育，在法治素养

的整体提升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世界各国均为公民法治观念的普及做出积极的探索，

其中美国社区公民法治教育因其特色和较有成效而受到

关注。全民法治观念较高的美国如何利用社区进行公民法

治教育，其实践方法将会为我国今后开展社区全民法治教

育、整体提高法治观念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将全面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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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析美国的社区公民法治教育，为拓展我国的公民法治

素养提升途径提供参考。同时，美国社区公民法治教育的

成功，对如何健康、持续发展社区教育，并将社区教育融

入社会需求与发展中去，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社区开展公民法治教育的历史沿革

即使美国这样的国民法治意识较高、法治素养较

强的国度，其对法律的信仰也不是天然存在，需要法

治宣传和法治教育得以实现。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

有通过价值观教育来加强国家认同的传统。开国者之

一的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指出，国民应

有的知识和观念并不会自然产生，而是必须通过有意

识的引导才能实现。按照此种理念设计的美国公民教

育的基本目标，便是培养国民认同美国宪法和民主制

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价值观，同时也希望公民能够有

效、负责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因为该目标需要全部

本文系教育部政策法规司项目《区域推进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机制研究》（项目编号：JYBZFS2017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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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广泛地参与和实际操作，所以公民教育除了学校

教育之外，也一直深度依托于社区开展。同时因公民教

育中既强调公民权利义务和法治观念，也倡导遵循平

等契约、有效参与等价值理念，故而公民教育中天然以

法治教育为重要内容之一。

（一）美国社区公民法治教育的空白期：只

存于精英教育中的法治教育
在美国建国初期，美国教育体系发展较不完备，较不

富裕阶层的未成年子女尚不能保证进入公立学校接受教

育，黑人的教育面临诸多歧视，社区公民教育也尚未完全

展开（于海静，2004）。虽然1779年颁布的《美国宪法》已

经申明了美国国家的立法精神，但当时的普遍观念是，大

学生们和精英才是需要学习有关政府知识的人，只有他们

才需要投身公共服务。从美国建国初期到南北战争爆发，

一般普通阶层尤其是少数族裔对于政治制度仍相对隔

膜，对国家的法治认同也较弱（阮一帆，孙文沛，2016）。 
（二）美国社区公民法治教育的萌芽：依托

城市社区的公民教育组织
到十八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随着移民的进一步增

多，大量“他者”进入美国，本来就是移民国家的美

国急需个体确立对国家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美国精

神”“美国身份认同（American Identity）”这类强调国

民认同的概念在这一时段兴起。因为大多新移民来源于

原君主制国家的农民，对美国式的民主社会生活有相当

隔膜。在此背景下，在美国国会的倡导下以“美国化”为

中心的公民教育活动蓬勃开展起来。在公民教育活动

中，为新移民讲授美国的法律，让其从内心归化为美国

公民的法治教育在社区中兴起。纽约市教育联盟（New
　York Education Alliance）、费城希伯莱裔教育协会

（Philadelphia Heberw Education Association）这样依托

于城市社区的公民教育组织顺势而生，它们讲授包括法

律在内的公民课程，课程结束时，参与者可以获得美国

移民局颁发的公民培训班毕业证书。

这种对标准美国化的过度推崇有一定的种族主

义嫌疑，但是在当时，这种依托于社区的法治教育

确实取得了大量新移民对美国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

的认同感。公民本身即是“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

并根据该国的宪法或法律的规定，享有权利并承担

义务的人”。成为一国的公民，即意味着其接受该

国的法律规范，也在那个国家拥有相应的义务及权

利。以权利义务关系为核心的法治教育，作为基于

社区的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帮助移民理解自

己在美国的权利义务，接受美国的法律规范进而从

一个“他者”归化为美国公民。

（三）美国社区公民法治教育的勃兴：二次

大战后伴随美国高速发展而壮大
两次世界大战本土都没有卷入的美国，20世纪后进

入了高速发展时期。1916年，美国全国教育协会中等教

育改革委员会颁布了《中等教育中的社会科》。社会科强

调学生应该参与社区活动，在社区活动中学习美国的政

治制度和法律知识。1937年，国家教育委员会下属的教育

政策委员会出版了查尔斯·A·伯德（Charles A. Beard）的
《教育在美国民主中的独特功能》，重申了公民教育的目

标包括“……遵守法律（公民应尊重法律）、政治公民意

识（公民要接受其公民义务）和献身民主（公民能以毫不

动摇的忠诚为民主理想而行动）”（Educational Political 
Commission, 1938）。对于美国国家政治制度的理解和法

治规则的遵守，通过学生们参与社区学习活动深入到学

生的内心世界。社会科在美国普及的同时，美国社区公民

法治教育进一步发展壮大。

（四）美国社区公民法治教育的再发展：深

度融入美国义务教育体系并关注弱势群体
80年代，联邦国会通过《联邦初、中等教育法》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进一步明

确了公民教育的意义和地位。各州的中小学都必须开设

公民教育课程。担任中小学公民教育的教师需要定期进

修，其进修也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学校所在地的社区学院

来进行。社区法治教育学院为学校的公民教育系统输送

与再培训合格的公民教育教师（陈晨，2010）。2006年起，

美国国会授权并资助“美国国家和社区服务中心”实施

社区服务项目，通过“高级志愿者”“美国志愿者”“学习

和服务美国”三个项目组织公民尤其是青少年接受、参与

和政治相关的教育和训练，实现社区公民教育与青少年

义务教育的深度融合（Kirby, 2006）。经过上世纪70年代

民权运动的洗礼，美国社会越发不能忍受种族主义和歧

视妇女等弱势群体。在社区范围内，越来越多帮助弱势

群体的相关法治教育与法律服务出台。

从美国社区公民法治教育发展的脉络看，因法

治宣传和法治教育做得深入到位、措施结合美国历

史进程较为得当，美国国民从殖民时期到二战之后

直至今天，对国家倡导的法治观念是逐步认同的，

社会各阶层的法治意识也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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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社区公民法治教育的支持体系

社区公民法治教育帮助社区居民获得相应的公民

知识、公民技能与公民品性，熟悉国家倡导的法治观

念，在公共生活中能成为有能力的公民。美国中小学生

的公民教育，也不仅仅在学校内开展，有相当多的项目

依托社区进行，其评价机制也考虑社区教育中的因素

（罗贵明，2014）。社区是连接美国各种族、各民族人民

的纽带和桥梁，社区用美国的主流价值观来沟通多样性

的人和多元化的文化（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

工作司组，2001）。 “政府——学校——社区”的公民

教育体系中，社区是整合不同族群居民的基层组织，社

区公民法治教育更是为社区内不同族群的人士提供了

对美国国家法治观念的认同基础。社区公民法治教育更

获得了哲学理论、政策法律和人员上的系统支持。

如前所述，美国的社区法治公民教育，目的并不仅

仅是为居民讲解法律条文。在《1978年法治教育法案》

（Law related Education Act of 1978）中，法治教育已被

定义为“用与法律、法律程序、法律系统及它们赖以为

基础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相关的知识和技能装备非法

律专业人员的教育”（Lerning, 1995）。法治教育是一种

有组织的学习经历，它向教师和学生提供理解法律制度

赖以建立的价值和原则的机会（Pereira, 1988）。社区公

民法治教育，即在社区单元内，对民众实施对法律制度

的解读和法律背后的价值观和原则的介绍，并通过各种

社区活动增强社区民众对于法律精神、法律原则背后的

国家价值观的理解。哲学理论、政策法规和人员的系统

支持使得这些宏大目标得以实现。

（一）哲学理论上对社区公民法治教育的支持
美国政治学者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与维巴

（Sidney Verba）在《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

主》（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 ve nations）中强调对国家的认同。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曾提出过政治认同的观点，他认为政治认同是政

治主体对政治客体所产生的政治认知、情感和态度的依

附感和归属感，主要包括利益认同、制度认同和价值认

同。全体公民认同的观念，能够得到公民的真心拥护，并

自觉遵守其规则。韦伯的政治认同观念对美国公民教育

的目标有较深的影响。这种对身份认同和政治认同的重

视，对美国加强民众的整体共识，特别是从基层社区开

始加强民众整体共识起到思想基础的作用（阮一帆，孙

文佩，2016）。约翰·洛克（John Locke）也指出公民教育

中法治教育的重要性，为了法律在社会上得以施行，每

个公民都需要熟悉法律。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著

作《民主主义与教育：教育哲学导论》（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中指出，民主社会就是“诸共同体的共同体”。

共同体的共识对于整个国家的稳定性，具有至关重要的

作用。社区居民个体“参与”活动产生互动，社区为这种

互动提供土壤，个体和社会之间形成有机的整体。至此，

在基于基层社区的社区公民教育中强调法律的作用并开

展法治教育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从立国之初的法学精英教育，到社区内对各个族

群、阶层的全方位、立体式公民法治教育，伴随着哲

学理论在社区教育上的实践开展，美国民众在国家和

法律、政治规则认同方面也由精英主义转为了全面认

同。由于哲学家们从国家认同的高度来解读社区公民

法治教育的重要性，认识到社区是政治国家中的基本

单元构成，美国的社区公民法治教育没有成为精英教

育的补缀或义务教育的附庸，而是成为了具有国家政

治奠基意义的重要公民法治教育形式。

（二）法律、政策上对社区公民法治教育的支持
美国国家历史教育委员会在1898年发布的麦迪逊

报告中，指出应该建立多科的伞状课程，内容涵盖社

会科学不同领域。“新社会科运动”中，“美国法律教

育”也成为美国社会科教学委员会资助的重要项目。

美国1914年颁布的《史密斯——来沃法案》（Smith. 
Level Act）和1917年的《史密斯——休斯法》（Smith-
Hughes Act）即可算为社区教育奠定基础的法律（黄琴，

2007）。自此美国教育相关法律不再仅聚焦于高等教育，

或把继续教育仅等同于农、林、牧技术推广。社区教育获

得法律上的生存空间，获得了更多政法资金和政策上的

支持（张斌闲，高玲，2015）。之后《终身学习法》《国家

和社区服务法案》《公民服务法》相继出台，这些都在

法律制度层面强调了复兴美国的公民责任伦理，强调美

国传统的社区精神。以社区为堡垒进行公民法治教育在

法律的层面上得到支持和保障。

特别还应该指出的是前述的1978年的《法治教育法

案》（Law-related Education Act of 1978），较之上述法

律，该法案赋予了法治教育区别于笼统的社区公民教育

的地位。法治教育被定义为“使非法律专业者获得与法

律、法律程序、法律系统有关的知识和技能并领会其赖

以建立的基本原则和价值的教育。”（Leming, 1996）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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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学习者立足实际生活普法和领会法治精神的要求，

都使得依托于社区的公民法治教育越发重要。

（三）人员上对社区公民法治教育的支持
社区中的人员尤其是有资源的人士（Resource People），

即可为社区开展法治教育提供帮助的人士（法学院学生、

教师、检察官、法官、律师、公职人员、儿童保护组织等）都

会带着服务性质参与到社区公民法治教育活动中来。这

种参与可以被认为是在履行作为社区成员对社区公共事

务应尽的职责。同时有资源的人士也可以在社区服务过程

中实现法律实践，促进法律专业的双赢效果（如社区所在

地法学院的法律诊所对社区弱势居民进行法律教育，同时

也提高了法律诊所参与者的专业水平）。社区内的社区学

院、社区所在地法学院、社区所在地中小学、律所、检察机

关等各相关主体相互配合，构建了完整、相互助益、良性发

展的社区公民法治教育生态系统。

三、美国社区开展公民法治教育的实践

美国没有对社区教育做出统一规定，教育管理的具

体规定大多设在州一级单位。各州对社区教育的领导体

制、机构设置、具体职责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美国

地方政府一般设有社区教育委员会这一下属机构，该机

构的职责范围为：与地方政府进行紧密联络、筹措社区

学院的办学经费、为社区居民提供升学与就业岗位信息

等，为社区学院发展提供服务，但对于社区内的具体管

理事务却不加干涉（于学涛，李征，2003）。
（一）美国社区开展公民法治教育的模式

1.法学院的社区法律诊所

70年代以来，美国就将社区法律诊所作为公民教育

中法治教育（Law-related Education）的重要组织形式之

一。本来法律诊所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初始目的

旨在弥补美国案例式教学法的不足。社区法律诊所可以

为法学院学生提供实践和接触真实案件的机会，同时社

区内的贫困者就此获得了法律援助和法律知识（王康，

2006）。法学院学生借此更加了解法律的实践过程，法学

精英的专业知识也通过法律诊所传递给社区民众。

以密歇根州立大学法学院的社区法律诊所为

例，他们的口号就是“在发现你作为律师的潜质并

获取实际经验的同时，你也成为法学院为社区提供

服务使命的一部分！”。他们为大学所在城市的社区

提供法律服务，在此过程中，法学院学生因接触了

真实案件而获得法学训练，其所获收益不逊于律师

事务所。同时外籍移民、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也在

社区法律诊所得到了亟需但他们原来无法负担的法

律援助。密歇根州立大学法律诊所就凭借其为地方

公众在住房、社区内新闻自由等方面的服务而获得

社区的广泛肯定（袁翔珠，2016）。

2.社区参与中小学生公民法治课程

希特曾指出“不可能在学校里接受民主教育却不对民

主进行任何运用”。这就意味着学生在真实社会行动，社

区便为作为公民教育主体的青少年进行社会参与提供了条

件（杜海坤，孙来麟，黄少成，2014）。虽然中小学生还不具

备投票等政治参与的资格，但耳濡目染的参观投票和模拟

选举，有助于他们将来成为合格的公民，更加认同美国政

治制度。前述社会科中的青少年法治教育，除了在学校中

进行的部分，很多是通过社区政治模拟等法治活动落实。

布什总统签发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中指出，青

少年的法治教育不能仅仅限于学校的范围，要创建和保

持健康的社区和真正实施教育的社区，每一个社区都应

成为孩子可以学习的地方。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教

育改革计划中，布什指出社区应该和学校一起对学生展

开反毒品和反暴力的教育（李先军，张晓琪，2015）。
3.为社区内中小学教育工作者提供法治教育

社区法治中心为区域内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El-
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ors）提供法治教育

（Naylor, 1977）。例如在暑假，社区法治中心可为最多45
位中小学教育工作者提供连续四周的课程。所有的学习者

一起参加实体法展示（Substantive Law Presentation），然后

还有不同的工作站（Workshop）来辅助中小学教育工作者

进行法治学习。社区为中小学的法治教育提供了加油站，

不断为中小学教育补充新鲜知识。

4.为弱势者提供法律知识和法律支持

社区中弱势者往往会面临失业、消费者欺诈、非法

驱逐、市民权受损等实际法律问题，他们的法律问题与

中产阶级不同且因经济困难，难以负担律师。国会资金

支持的社区法律教育项目（Community Legal Education 
Program, CLE）专门服务于这部分群体，对他们进行法

律权利与义务的成人法学教育。自1966年起，该项目教

育了大致3 500万贫困社区居民（Marx-Singer, 1985）。尤
其对于较为贫困的社区，社区法律教育项目对居民获得

法律知识和法律援助的作用是巨大的。

除了贫困人群，对于权利易受侵害的儿童，社区法

律教育工作者们采用易为儿童接受的方式为他们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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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儿童福利，并告诉他们如果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

应该通过何种方法得到救济。例如，新泽西州采用漫画

读本《AGING OUT: DON’T MISS OUT》（六年级阅

读水平，问答形式）来科普儿童权利和儿童福利。开始

时，读本旨在加强被领养儿童的儿童福利，后来被广泛

运用到儿童权益保护中去（Mandelbaum, 2010）。
5.社区学院对社区学生的多层次支持服务

美国社区学院的服务学习活动能让社区学院的学

生走进社区，在真实情境中了解民情，切实增强学生的

社会责任感（舒晓莉，2017）。更多社区学院学生通过

社区了解到选举制度，更愿意参与到选举活动中。在

社区文化层面上，美国社区的公民法治教育影响了社

区居民，塑造了他们的政治意识和公民意识。社区学院

学生在社区接受公民法治教育的同时，感受到了自身

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位置，明晰了自己在国家政治生

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

以上这些方式促使美国社区多层面地开展公民

法治教育。青少年们切实领会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

程序，社区参与使居民们在文化、社会、政治与信仰

方面的兴趣与价值观得到统一，不同背景的人群增加

了对美国国家政治体制和法治运行的认同。同时，社

区中的弱势群体在面临生活困境时，因知晓法律解决

问题的途径，问题纳入了国家法制解决的框架，弱势

群体减少了诉诸于暴力的可能性，降低了被国家边缘

化的感觉，这也进一步增强了这部分人群的国家认同

感。在终身学习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的社区参与体现

了大学的社会责任感，也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学习参与

度，对国家整体发展有利（桂敏，2018）。

美国公民社区法治教育的实质在于增加国家法律

制度和政治制度认同。国家认同分为两个层面：归属层

面的认同和赞同层面的认同。前一层面的认同定位于公

民文化—心理上的归属何在，后一层面的认同着眼于

公民政治取向上的赞成与否。对于国家认同，首先要接

受和拥护该国的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由衷赞美国家的

历史和文化是在对国家政治认同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的。

社区所在地法学院、中小学、社区学院等主体相互配

合，通过多种途径，多管齐下地从社区这个基本单位层

面上起到令国民认同国家法律制度的效果。

（二）美国社区开展公民法治教育的实践效果
目前而言，美国公民有较强的对本国、本民族的归

属感，对美国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亦有相当高的认同

度。在面临政治争议的时候，民众能够选择相信美国国

家政治法律规则，也对国家保有一定的爱国主义情怀。

在1994年的辛普森杀妻案争议中，到2004年根据全

美广播公司调查的1 186人中仍有77%认为辛普森有罪（封

丽霞，2016），但公众对案件的质疑停留在证人品格缺陷

和程序瑕疵上，没有扩大至对整个司法系统和政治体系

的质疑，侧面体现出美国民众对国家法律体系的基本信任

（史蒂芬·R·奥顿，2002）。2000年总统大选，布什与戈尔

之间佛罗里达州选票事件这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通过法

律裁判的方式得到了解决。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Gallup 
poll），在审理布什诉戈尔案之前，超过70%的被访问者认

为最高法院是解决选举纠纷最值得信赖的机构，且能够

对案件做出公平判决。判决后的第二天，80%的民众即准

备接受布什为总统。最高法院的判决和法律在美国民众心

中的神圣性可见一斑（封丽霞，2016）。另一方面这也说明

广大美国民众对于国家政治架构和法律规则的熟悉和广

泛接受。排除了阴谋论和暴力冲突，避免了潜在的动乱，

大家普遍认同了美国国家的法律制度安排，美国民众的

公民素质和法治素养在该案中得到完美体现。在2017年的

美国总统选举中，对新当选的特朗普总统有着相当异议的

情况下，其仍旧入主白宫，也应该说是民众对于法律和选

举规则认同的结果——即使不满意结果，也能服从法治

的规则。2011年911事件后，不同种族、不同族裔的美国公

民搁置原来的隔阂，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到甚至有些民族

主义，这在某些侧面也反映出对美国国家的认同（王慧，

2015）。一位居民要实现法律社会化，是不可能仅仅通过他

自身实现的，还必须依赖外界社会环境。这个环境既包括

家庭、媒体，也包括其生活的社区。美国依托社区的多种

公民法治教育活动，使法治精神在居民心中得到内化。相

互作用的一个个居民个体形成法治社区，进而又扩大为法

治国家。从民众全面认同国家政治法律规则、增强民族认

同的角度，美国社区公民法治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四、反思美国社区公民法治教育

美国社区公民法治教育的成功，对于我国建设民

主、法治社会，开展具有新时代特色的公民教育具有一

定的示范性。在我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中，原来大量生

活在传统熟人社会、对于现代法治社会较为陌生的外来

人口不断进入城市、融入社区（此种情况有些类似于美

国新移民大量进入时期）。在这个大背景下，借鉴美国

社区公民法治教育，加快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生活、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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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社区的认同感、加深对现代法治观念的认同有

很大的意义。

（一）社区公民法治教育应与实际法律生活

紧密联系
美国的社区公民法治教育，没有偏重于理论知识

和法律概念的灌输。它采用给予弱势者以法律帮助、让

社区的中小学生模拟选举这样紧密联系生活的方式来

开展法治教育。单纯的说教是空洞的，紧密联系生活、

用具体的专业知识帮助社区急需救助的人和模拟真实

情景的方式开展社区教育是美国公民社区法治教育

取得较好效果的原因。真正能够树立民众的法治信仰

的，不是教科书般的法条诠释，而是法律能解决社区

居民生活问题后对法律和国家政治规则的真心服膺。

（二）社区公民法治教育应具备时代弹性
美国的社区公民法治教育，从建国之初精英主义的

完全空白，到帮助新移民融入美国社区，进而到转化为

侧重与中小学公民教育融合及对弱势群体的帮扶，其侧

重点随着时代的前进一直有所调整。法律作为上层建筑

不能脱离社会现实需要独立存在，不考虑时代需要的法

治教育是苍白无力的。我国的社区公民法治教育如要顺

利开展，必须优先服务于我国的城市社区现代化、法治

化进程，优先考虑社区居民的时代需求，并能够根据社

区居民的需求、国家法治发展的进程及时做出调整。

五、反思美国社区教育

抽离具体法治教育的语境，作为一种社区教育存在

的公民法治教育，能以小见大，窥见出社区教育作为国

家一种重要教育形式能取得成功的某种一般性规律。

（一）蕴含社区教育规律的哲学理论基础支持
社区教育获得如此成功，背后蕴含社区教育存

在规律的深厚哲学基础的支撑功不可没。欧洲的马克

思·韦伯、约翰·洛克等哲学家们即已强调共同体中

个体对国家的认同，美国本土的政治学家更从“人民

对于政治体系的内心认同”的高度来认识社区公民教

育。社区教育不是常规教育体系的补缀，更不低于其

他教育形式，而是国家民族认同、建立公民意识共同

体的基石。在这样的思维高度定位社区教育、定位社

区公民教育，社区教育的群众基础性和政治重要性就

使得国家一定要大力发展社区教育。

（二）具有完备的社区教育法律保障
社区教育应该有法律保障完备且随国家需求不断

调整。美国一直致力于用法律树立社区教育的目标，

打造维护社区教育的法律保护网络。1978年，美国

还用《法治教育法案》（Law-related Education Act of 
1978）强化了社区公民法治教育的特殊地位。可见，

一整套完备并且随着时代侧重点变化且能突出国家目

标的法律体系，可以达成国家希望通过社区教育公民

成为爱国者、掌握公民基本法治精神的目标，这也从

侧面反映出调整社区教育的法律体系具有弹性。完

备、能随时代不断调整又重点突出的法律支持体系，

是建立良好社区教育的基石（杨燕燕，2001）。

（三）有机互联的社区教育支持体系
美国社区公民法治教育，教育者主体与受教者良性

互动，使社区公民法治教育长远健康发展成为可能。这

种充分利用区域内教育资源、将所有资源整合成能相互

促进整体的模式，也值得我国的社区教育借鉴。任何一

种社区教育的成功，也应该是充分动员、整合社区内部

资源，形成一种合力来教育社区民众的结果。

美国社区公民法治教育融入了美国国家发展历史之

中，取得了社区居民认同国家权利义务观念、增加国家认

同感的成功效果。它获得了政策法律上的保障，也有深

厚的哲学理论作为支持。它紧密联系社区所在地各种资

源，为社区做出了基于现实需要、紧密联系实际的法治教

育。我国教育部社区研究培训中心周延君副主任在2018
年接受新华网采访时指出，社区教育应是新市民的精神

家园，是社会建设的推助器。首都乃至全国一直在致力于

建设出一个“时时可学、处处能学、人人皆学”的学习型

社会，建设学习型城市（史枫， 徐新容，2018），鉴于美

国社区公民法治教育的成功，可以认为，社区教育作为一

种重要的教育形式，如要发挥预期效果，将自身融入国家

需要，结合本国历史的、具体的需要，建构体系丰富的支

持体系并争取政策法律支持，将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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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馆校合作教学的时代适应逻辑与教育补偿功能

王 乐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馆校合作教学的出现是教育演进的产物，它在理念、内涵和范式上都与时代发展保持着极高的逻辑适切

性。从时间维度的终身教育（学习）、空间维度的泛在学习两个方面来看，它与学习化社会的时空适应；在“全面

发展”的共识中，它与“培养什么人”的时代趋势内涵适应；在基于个人成长、回归儿童视角和重新定位服务型教

学机构的理论起点中，它与“如何培养人”的时代思考方式适应。基于时代适应的逻辑前提，馆校合作教学的教育

补偿功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课程资源、教学方法和学习动机对场馆资源进行深度开发的学校教育补偿；

其二，场馆教育的功能开发、专业化和资源的教育利用对科学教育理念深度学习的场馆教育补偿。

【关键词】场馆；场馆教育；馆校合作；教育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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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校合作教学也称为馆校合作，指场馆与学校为实

现共同教育目的，相互配合而开展的一种教学活动（王

乐，2016）。美国博物馆联合会将馆校合作描述为“在实现

共同目标方面，场馆基于兴趣和能力与其他机构建立合作

关系最成功且持久的案例。”（AAM, 1984）馆校合作的出

现是教育演进的产物，它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是时代发展

的必然。社会的进步对教育提出越来越高的期望与要求，

包括“培养什么人”的内涵更新和“如何培养人”的范式转

换。在此背景下，馆校合作表现出强烈的时代适应性，它在

理念、内涵和范式上都与时代发展保持着极高的同步性。

此外，场馆教育和学校教育也迫切需要馆校合作在学习

化社会构建和人才培养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一、馆校合作教学与学习化社会的时空适应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6）在《富尔报告》中提出，

“教育正在越出历史悠久的传统教育所规定的界限，

它正逐渐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扩展到它的真正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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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人的各个方面”。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下，我

们正快速步入学习化社会，人类已经处于“无学习，无

以立”的境遇。学习化社会又包括时间维度的终身教育

（学习）①和空间维度的泛在学习两个方面。

终身教育（学习）是社会和个人发展需要对知识几

何增长现实的直接回应。为保持生存竞争力，贯穿生命

始终的不断学习成为人之发展的必要。对个人而言，他/
她能够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随时进入学习状态，而且这种

学习是主动意识的必要行为。此外，整个社会也要实时

保持迎接知识爆炸带来的观念、技术、生活方式等不断

更新的积极状态，为个人的不断学习营造活跃的氛围，

提供全方位的支持。终身教育（学习）对个人和社会不仅

仅是挑战，更是生存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必要因素。1996
年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

《德洛尔报告》中强调，终身教育的概念是进入21世纪

的一把钥匙，它超越了启蒙教育和继续教育之间的传统

区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4）。2017年1月20日，国务院

本文系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馆校合作机制的国际比较与本土探索”（项目批准号：16YJC880075）的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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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其中明确提出

“进一步扩大全民终身学习机会”的目标，鼓励“形成更

加适应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

泛在学习指人们日常生活中穿梭在广泛的社会场境

和活动之中时所发生的学习，这些场境和活动包括：教

室、课后活动、非正式教育机构、各种网上场合、家庭以

及其他社区场所（菲利普·贝尔，布鲁斯·列文斯坦，安德

鲁·绍斯，米歇尔·费得，2014）。泛在学习的实质即学习的

全域开展，学习发生的空间不再囿于学校或专门的教育机

构，而广义化为所有（可能）引起学习行为的场域。例如，

在雅典，教育不是一种独自分隔的活动，不是在一定的时

间内，在一定的地点，在人生的某一个时期进行的。教育

是整个社会的目的，整个城邦都在教育着人（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1996）。
这也意味着，泛在学习和终身教育（学习）共

同实现了学习时空的无限化。

场馆是除专门教育机构外引起学习行为最多的文

化空间，其特殊的学习资源以及刺激学习行为发生的方

式，也使场馆可以科学且高效地产出学习成果，同时使

参观者系统学习某一主题的知识成为可能。鉴于此，场

馆理应成为开展学习活动的重要场域（王乐，涂艳国，

2015），在学习化社会的构建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截止2015年，我国共有文物机构8 676所，（历史）博物馆

机构数达到3 852座，文物保护管理机构3 307个，文化馆

3 315个，科技馆570座，动物园212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统计局，2016）。2017年，全国共安排基本陈列13 025个，举

办临时展览13 020个，接待观众114 773万人次，其中未成年

人28 909万人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财务司，

2018）。
那么，馆校合作与学习化社会究竟如何保持时代适应

性？从时间维度上分析，馆校合作致力于指向未来的“时间

储备能力”的培养，而非阶段性的“时间消耗”，专注于求

知热情激活、学习兴趣培养和自主学习能力训练，旨在将学

生形塑为对知识怀有“饥渴感”的终身学习者。从空间维

度上分析，馆校合作应跨越种种“围墙”的限制，拓展教学

场域，丰富教学内涵。一方面，鼓励学生“走出去”，在开阔

充盈的空间中，充分利用场馆资源，使学生的发展更具多元

性；另一方面，鼓励场馆“走进来”，在学校物理空间不变

的情况下，增加空间的利用率，借助场馆的优势使学校教

学更具生命质感。例如，北京市东城区先后提出“创建没有

围墙的大校园”和“创设无边界的学习空间”理念，积极推

动学校与场馆的合作（郭鸿，徐昌，2016）。

二、馆校合作教学与“培养什么人”的

内涵适应

“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一直伴随着教育的产生与发

展，人们从来没有停止思考的脚步，其内涵也愈加充盈和

完善。古希腊德尔斐神庙门楣上镌刻的神谕——认识你自

己，揭示的不仅是自我意识的觉醒，更是对“成为什么样

的人”的教育反思。狄尔泰认为教育培养人的目的受时间

和地点的制约，随时间、空间和人物观点的变化而变化。

变与不变又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历史演进中述说的不胜枚

举的教育目的隐藏着某种规律性的发展趋势和共识。

从希腊三哲说起，苏格拉底强调的是具备智慧、正

义、勇敢和节制等“善德”的统治者，柏拉图追求的是集才

智与权力于一身的“智慧的化身”——“哲学王”，亚里士

多德培养的是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文雅的人”，他们

在“培养什么人”上存在着相同的诉求，即全面发展的人。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热切希望回归到希罗文明的盛

世，努力使人们对神的赞美回归对人自身的赞美。以维多

利诺、拉伯雷、蒙田等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者强调人的全面

发展理念，提出培养身心两方面和谐发展的“新人”（单中

惠，2007）。17世纪，夸美纽斯提出“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

人”的泛智教育思想，洛克为英国文化形塑的兼具“德行、

智慧、礼仪和学问”的“绅士”，是现代全面发展教育思想

的发端。18世纪，卢梭对“自然人”爱弥尔的描述，裴斯泰

洛齐用“要素”构建肉体、智力和道德合规律成长的观点，

使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的结构更加系统化。19世纪，在自然

科学的影响下，新人文主义教育、“全人类教育”和科学教

育使全面发展教育思想更加符合科学的逻辑和规范。进入

20世纪，进步主义教育、实用主义教育、存在主义教育、建

构主义教育、人本主义教育等思潮使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

变得异常充盈，教育开始接纳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

从地域和现实上看，美国的“让每一个孩子都成

功”，英国的“全人教育”，日本的“完善人格”教育以

及中国的“素质教育”等都是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的体

现。由此可见，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既是历史的共

识，又是时代发展的趋势。

当历史与时代反复言说“全面发展”的重要性时，学

校内却上演着完全不同的剧情——“全面发展”被演绎

成了“分数至上”“升学为先”。“表里不一”的原因却相

对复杂，经济、文化、地域、心理等因素都通过直接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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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方式影响着“全面发展”的推行。其中，制约“全面发

展”实施最大的瓶颈在于教学场境中教育者的负向意愿

与教学平台和资源的掣肘。也就是说，并非教育者的观念

保守，而是缺乏主动参与的意愿与能力。“全面发展”的

教育需要的是一次能够真正走进“课堂”的机会。

场馆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机会。首先，场馆是由琳琅满

目的展品构成的实物空间。不同于四墙之围内“笔墨言传”

的教室，场馆为人们提供的是“活生生”的资源。这些展品

诉说的是一段段真实深刻的故事，呈现的是生动鲜活的

生命。“你”不仅可以直观地感受视觉的震撼，还可以跟随

着叙事和体验参与其中，聆听历史与时代的旋律。走进场

馆，人们获得的是全面的“洗礼”，包括知识、想象、反思、

合作、情感、专注、交往等等。其次，场馆是集广域性和开

放性为一体的自由空间。进入场馆后，“你”的路线选择、

时间分配、观赏方式以及交流内容都不受外部的干预。

“你”有极大的权力以自己喜好的方式与场馆和展品互

动。而且，场馆创设的互动空间又是广域的，不像教室内

桌椅圈定的封闭空间，“你”可以在馆内随意走动。最后，

场馆是拥有专职人员、专设部门和专业理念的教育机构。

场馆内的展品经由专家甄别精选，展览方式严格依循心理

与文化线索，辅助导览方式符合人的学习特点，这些前台

与后台的准备与设计都证实了场馆的教育属性。

由此可见，场馆与学校的教学合作是基于职能、属

性和价值的自然契合，尤其是对“全面发展”教育内涵

的适切回应。学校致力于解除教学瓶颈，场馆希望彰

显教育价值。无论学校向场馆寻求合作，还是场馆邀

请学校来访，都说明人们已经意识到学校在“培养人”

方面的局限，也意味着场馆提供的教育支持获得了较

高程度的认可。当“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成为时代的

共识，馆校合作自然成为时代的最佳选择。 

三、馆校合作教学与“如何培养人”的方式适应

普遍认为，“如何培养人”是对“培养什么人”的逻

辑解读，即想要培养怎样的人就要采取与之相适的教

学方式。尽管“培养什么人”在逻辑上或许能够推导出

“如何培养人”，现实中演证的过程却不能保持假设与

结果的一致。每个家庭都希望培养出像比尔·盖茨一

样的人，家长采取的教养方式却千差万别，孩子最终成

长的样子也绝无相像。所以，与“培养什么人”的共识

不同，“如何培养人”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和差异性。

一方面，缘于“条条大道通罗马”的教学自由，教育者

根据各自的预设、立场和理论选择构建与自己观点相一致

的教学方法体系。“教无定法”的理念决定了我们无法用

好和不好对教育方法进行价值判断，只能用合不合适和效

果高低作为标准。另一方面，“如何培养人”也不存在一个

“放之四海皆准”的模式。同样的教学方法在不同学生身

上的教学效果可能是完全相反的，班级“性格”、学校“性

格”和地域“性格”都会影响教学方法的使用。

无论社会怎么发展，“如何培养人”都无法达成完

全一致的共识。因为，社会在变，人也在变，而且后者变

化的速度远远高于前者。但是，社会的进步与教育观念

的更新渐渐促使“如何培养人”的理论起点呈现出一定

程度的共识。它主要表现为基于个人成长、回归儿童视

角和重新定位服务型教学机构三个方面。

基于个人成长首先是从个人出发，根据每个人的经

验、特点、兴趣、爱好等因素，提供个性化的教学服务，

将其送入不同的成长轨道。马克思·范梅南（2014）说，

每一个孩子都不同寻常，并表现出意向性、敏感性和

存在的情感方式，这一切又会在各自的选择、兴趣和愿

望中得到表现。那么，教育的前提就是了解每位学生，

站在孩子的立场，为他们的成长预留足够的空间。基于

个人成长的另一层涵义是培养个人生存的综合素养。

需要指出的是，两层涵义之间并不矛盾，后者是一种基

础性的成长准备，前者则是指向未来的发展可能。

回归儿童的视角即把儿童当作儿童，用孩子的眼

光去审视他们的成长环境。孩子用自己特殊的认知构

建专属的“童话世界”，以纯真美好的方式感知外部的

世界。教育需要读懂儿童的语言，尊重“儿童的秘密”

（马克思·范梅南，巴斯·莱维林，2014），以儿童的方

式与他们沟通。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和

成长都应该是“慢下来”的工程。我们不能把成人世界

工业化的标准和要求加诸于孩子，用成人的眼光解读

孩子，对“孩子快点长大”持谨慎态度。

重新定位服务型教学机构即将教学机构的身份从

专制型转变为服务型。学生的成长需要是教学机构存

在的前提，学生是教学服务的对象，制度、资源、文化

等因素都是围绕学生构建起来的。任何打着“为了学

生”的名义，行专制之实的教学机构，都是靠权力推动

的。正如米歇尔·福柯（2007）所言，它们本质上就成了

和监狱一样的制度化机构。诚然，教学机构无论如何

都会渗透着权力、制度、管制等因素，但是这些因素也

是为更好地促进学生发展服务的，万不可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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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以此三方面为判断标准，我们会发现馆校

合作与其保持着较高程度的一致性。

首先，馆校合作是从个人出发的教学活动。当学生

参与到馆校合作开发的教学项目当中，教学的主动权

将转变为学习的主动权。他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节奏、

主题和姿态开展学习活动，兴趣、需要等个体的心理

倾向化特征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教师真正成为了

引导者和旁观者。此外，馆校合作为学生提供的成长空

间和可能是全方位的，包括情绪的体验、技能的训练、

知识的获得以及创造的想象等等。

其次，馆校合作过程中儿童将回归到儿童本身。学生

有自己的学习意向，这些是成人参与儿童发展的源泉。

学校之所以建立与场馆的合作关系是因为其捕捉到了学

生的意向，孩子喜欢直观的展品、有趣的游戏、自由自在

的空间……，“将儿童看成儿童”是馆校合作的前提和条

件。馆校合作是一种体验性的教学，它不会用“标准化”

的内容和程式“高效地”塑造学生，而是收集学生当时当

地点滴的体验，让其慢慢体会成长的真谛。

最后，馆校合作实质上是服务性的教学设计。场馆

是自由、灵动、权力无涉的“第三空间”（王乐，2017）。相
比学校，场馆制度化和专制化的程度不足以支配学生的

选择。在馆校合作的角色中，场馆是服务性的，它为教学

提供必要的资源、形式和空间。它服务的对象是学生，

根据孩子们的心理特点设计其乐于接受的教学内容和形

式。馆校合作教学过程中，没有被动的聆听、强制的任务

和无聊的作业，一切的教学因素都是为学生服务的。

四、馆校合作教学的教育补偿功能

馆校合作的出现是人们对教学方式积极探索的结

果，这种主动的用力既是正向意义的强化，又是负向影

响的消除。就后者而言，馆校合作是对学校教育和场馆

教育局限性的有效补偿，而且是精心的针对性设计。

（一）学校教育的补偿：多元场馆资源的深度

开发

1. 课程资源的补偿

1）馆校合作是对课程资源属性的补偿

从资源属性与心理特点的关系上看，课程资源应考

虑学生的认知偏好，选择与学生、学习内容等相一致的样

态。然而，学校当中的资源属性是效率导向的，而非主体

向度的。受资金、空间、目的等因素的影响，校内的课程资

源仍然以文本为主，其他形式的内容难以进入课堂。讲到

春天时，教师无法将整个田野带进教室，却可以将学生送

入姹紫嫣红的大自然。馆校合作就是将无法在课堂中呈现

的课程资源，以符合学生认知特点的形式，借助场馆或其

他平台呈现在学生面前。例如，重庆科技馆开发的主题参

观、主题活动、趣味科学实验、快乐科普剧、科学小制作

等五类馆校合作课程，共85门课程，以满足1~9年级学生多

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廖红，曹朋，2016）。简而言之，馆校

合作的资源属性是多样的、生动的、具有生命质感的。

2）馆校合作是对课程资源范围的补偿

在数字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信息膨胀和更新

的速度瞬息万变，学校已经无法容纳规模如此巨大的知

识量。一方面，学校难以及时对接外界的信息，将其转换

成课堂当中的教学内容；另一方面，教学内容的准入限制

和资源本身的存在形态将许多珍贵的课程资源拒之门

外。在此情况下，学校要么放宽标准，保持敏感性，允许

信息适时涌入，抑或走出校园，广泛撷取社会中的课程

资源。馆校合作恰恰满足此两项条件：其一，它把场馆中

海量的藏品、活动和资讯带入校园，扩充了教学的资源

库；其二，它把课堂延伸到场馆和社会当中，使整个场馆

和社会都成为教学的素材。例如：有些学校将天文馆、科

技馆、自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请进学校，将科普展览和科

普器材送到学生身边（郭鸿，徐昌，2016）。
3）馆校合作是对课程资源呈现方式的补偿

学校中的课程资源是在封闭的空间（教室）中单

向的开发与利用，学生被动地接收，他们没有选择权，

甚至参与与否也不能凭自己的意愿。馆校合作试图打

破这一“传统”，将资源放置在开放的空间当中，资源

的呈现方式由固定的变为开放的，学生自主决定以怎

样的形式建立与资源的互动。通过资源的深层加工，

馆校合作能够增加多种形式的学生参与可能，体验、想

象、共情等都将成为与资源对话的方式。

2. 教学方法的补偿

1）馆校合作对教学方法生命特质的补偿

要想培养具有“人性”的学生，教学方法本身就要

具有生命的特质。学校按照严格的时间表和程序为学

生提供结构化、监督化和模式化的教学服务，基于纪

律与控制存在的机构化的教学环境在人的培养中很容

易遗失许多珍贵的品质，例如，孩子体验自我内心的私

人空间、个性健康成长的空闲时间等。馆校合作试图解

除束缚在教学身上的枷锁，使教学从科层制的管理回

到学生成长的专注。时间的自由、空间的开放、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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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和活动的参与重新赋予教学生命特质。

2）馆校合作对教学方法教学多样性的补偿

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在不同方式的活动中，师生

所处的地位、构成的关系及其积极性发挥的状况也大

不一样，其教学效果与质量亦相差悬殊（王道俊，郭文

安，2009）。在馆校合作过程中，教师不仅可以利用场

馆资源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如演示法、实验法、体验教

学法等，而且能够在开放的教学氛围中创新自己独特

的教学方法。比如，广东科学中心建立的科学探究营

地，上海科技馆开设的赛复DIY实验室，广西科技馆

的“科学探究魅力课堂”等（张秋杰，鲁婷婷，王铟，

2017）。多元的教学方法利于发挥不同资源的优势，提

高教学效果，促进学生多种能力的发展。

3）馆校合作对教学方法过程意义的补偿

伴随功利主义的甚嚣尘上，教学方法本身的价值开

始受到冷落，使用怎样的工具不再重要，是否取得想要

的结果才最重要。我们不否认教学方法的工具意义，但是

它在使用过程中的教育意义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馆校合

作所补偿的即教学方法的过程意义，它吸引并鼓励学生

参与整个教学过程，使其在关注内容的同时也被教学方

法所“打动”。此外，馆校合作的参与性教学方法又具有

极强的趣味性，在生动活泼的形式中让学生体会学习的

乐趣。上海科技馆设计的“自然—人—科技”主题，结合

中国青少年特点与社会热点，利用巨幕影院、球幕影院、

四维影院和太空影院（张秋杰，鲁婷婷，王铟，2017），在
强化学习者感观体验的同时也使其获得了科技的震撼。

3. 学习动机的补偿

1）内源性动机的补偿

内源性动机是由个体内在兴趣、好奇心或成就需要等

内在原因引起的动机，外源性动机则是由奖惩或害怕考试

不及格等活动的外在原因激起的动机（皮连生，1997）。在
学习活动中，两种动机同样不可或缺。然而，分数、竞赛、

奖惩等外在动机依然大行其道，学生的兴趣、爱好等内在

动机倍受冷落。馆校合作创建的学习环境充满着童真童

趣，展品的新奇、游戏的新意、活动的新异处处都能唤醒学

生内心深处的“乐意”。不需要教师的奖励或强制，孩子们

会踊跃参与其中，好奇的眼神散布在场馆的各个角落。

2）近景性动机的补偿

近景性动机是与当下学习活动直接相连的，源于对

学习内容和学习过程的兴趣。远景性动机则是与学习未

来的个人前途和社会意义相连的，源于对以后生活的期

待与追求。家长、教师、学校和社会习惯于向孩子灌输只

有经过“苦读”“苦学”才能“成功”的“真理”，在“吃

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育人哲学中，孩子们的童年失

去了色彩，学习本身的魅力不再具有吸引力。馆校合作

的逻辑起点就是立足学生的心理特点，将“有趣”的教

学活动形塑为学习的近景性动机，鼓励学生反复地“走

进场馆”，把属于孩子的快乐还给他们，让他们在眼前

的点滴成长中体悟生活的乐趣与意义。

3）交往性动机的补偿

交往性动机是一种最基本的以人际互动为形式的

社会性动机，威信性动机则是人们要求在社会上取得一

定地位、待遇的愿望的体现。交往性动机利于形成合作

性的团队学习关系，威信性动机则易于培养独立性的竞

争学习关系。适度、健康的竞争关系在学习当中是必要

的，但是，以“排名”“竞争”为唯一动机的学习行为将

是非常可怕的。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很可能成为“精

致的利己主义者”，视所有同学为竞争对手，最终异化

为霍布斯所说的“狼与狼”的关系。馆校合作则试图创

设一个基于良性竞争的交往性环境，学生在合作过程中

收获竞争的乐趣，培养集体生活的习惯和团队合作的精

神。交往既是形式，也是动机，它使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合

作学习，单纯地享受学习的快乐。

（二）场馆教育的补偿：科学教育理念的深度

学习

1. 场馆教育功能开发的补偿

当前，场馆教育尚未获得足够的重视。一些场馆没有

设立专职教育部门，而且，已有教育部门的职责也不专于

教育，需要兼顾开放接待（保洁、安全、票务）、社会教育、

营销和对外宣传等多种职能（欧艳，2009）。原因有二：其

一，教育是一项长期的育人工程，很难短时间看到成效，同

时场馆的教育功能又具有间接性和默会性，人们难以对其

进行规范性阐释；其二，在市场化的浪潮中，欣赏与研究可

以迅速带来丰厚的收益，功利化的运行理念迫使教育退缩

至场馆的某个角落。因此，若要重新恢复场馆教育的初始

地位，必须在行动中证明教育之于场馆的重要意义。

馆校合作是场馆与学校共同开展的专项教育活动，

致力于场馆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在此意义上，馆校

合作本身就是对场馆教育的直接补偿。馆校合作越频

繁，场馆的教育功能越显化。馆校合作为场馆教育功能

的发挥开辟了专门的渠道，在合作教学活动中，场馆能

够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重拾教育自信。同时，它还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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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了场馆教育功能的社会影响力，向人们声明场馆不仅

是文化机构，还是教育机构。

2. 场馆教育专业化的补偿

场馆教育属于社会教育的范畴，由于人们普遍给

社会教育贴上非正规、非专业的标签，它的专业性受到

质疑。场馆教育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专

职人员围绕藏品采用专业的知识与技术，使用精心设

计的语言进行教育呈现，它同样满足专业化的特征。而

且，场馆教育已经成为一门系统科学的专业，许多大

学开设博物馆学和场馆教育专业。

制约场馆教育专业化发展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两个

维度。意识层面上，场馆教育未建立普遍化的专业共

识；理论层面上，场馆教育未构建坚实的教育理论支

撑。场馆与学校合作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接触不同的

教育理论，获得专业的教育知识，另一方面在与师生的

互动中，也能得到专业化的教育训练。例如：2006年，上

海科技馆在上海市科委的统一部署下加入“二期课改”

工程，探索“馆校结合”的模式，包括馆本教材和课程

资源的开发、专职人员的培训等（张秋杰，鲁婷婷，王

铟，2017），对场馆教育专业化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3. 场馆资源教育利用形式的补偿

场馆资源的利用形式指场馆根据预设的目的以

相适切的样态将资源呈现在学习者面前。不同于学

校教育，场馆教育对资源的利用形式有着较强的依

赖性。由于长期以来教育功能在场馆中不受重视，

场馆资源的教育利用形式未能得到充分的开发。

馆校合作对于场馆教育资源利用形式的补偿实质

上是倒逼场馆思考资源利用的新形式。一方面，场馆缺

乏创新资源设计的动力，馆校合作鼓励场馆根据学生的

心理特点和学习需求，改造传统的资源呈现模式，探索

新型的教学方式。另一方面，馆校合作也提供了基于学

校与学生特点的多种选择，即利用学校资源设计符合学

生发展需要的特殊资源利用形式。例如，上海博物馆推

出的“馆校协作教育”项目，包括高校宣传栏、中学“文

科交汇课程”和文博选修课、文博讲座、文博夏令营及

中学生博物馆征文活动等系列内容（唐友波，郭青生，

2001）。一言以蔽之，馆校合作使场馆教育资源利用形式

成为必要，也使创新性的多元设计成为可能。

注释

 ①“终身学习”和“终身教育”的概念一直存在争议，甚

至有一种以“学习”代“教育”的呼声。例如，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提出“终身学习的一个战略”。因此，为避免这一

认识上的争执，作者采用终身教育（学习）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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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Epoch Adaptation Logic and Educational Compensation Function of CMS

WANG Le

(School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Museums and Schools (CMS) is a product of the education evolution. It maintains 
a very high logical releva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ime on its concept, connotation, and paradigm. From the aspect of life-long edu-
cation (learning) in terms of time dimension and extensive learning in terms of spatial dimension, CMS adapts to the learning-driven so-
ciety; in the consensus of “all-round development”, it adapts to the era trend of “what people to be cultivated”; In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theory based on personal growth, children’s perspectives, and repositioning of service-oriented teaching institutions, it adapts to 
“how to cultivate people”. Based on the logical premise of time adaptation, CMS has the following educational compensation func-
tions: fi rstly, the college education compensation for the deep development of museum resources from the curriculum resources, teaching 
methods,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secondly, the museum education compensation for deep learning of scientifi c educational theories 
from development of museum education functions, professionalism, and resource usage for education.
Keywords: museum; museum education; CMS; educational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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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oration of New Interaction Subtitle Application in Video Learning Resources 

WANG Zhijun1, SUN Yuwei2 and FENG Chen3

(1.Center for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Jiang 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2.Center for Distance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3.Faculty of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icro-course, MOOC, and Internet have driven us into the era of video learning. However, with defi -
ciency of video learning resource interactivity, learning effect is hard to ensure. Subtitle is one of the most basic elements in video. The 
development and success of interactive captions in the fi eld of Film and TV media have brought us important inspirations in online video 
learning resource design. This study analys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new interactive subtitle in the fi eld of fi lm and televi-
sion media fi rst, combining with the learning characteristic of digital native student and the problem of current video teaching resource 
design, and discussed the necessity of introducing the new interaction subtitle into video teaching resources and the function of these sub-
titles further. These functions are (1) innovating the traditional subtitles forms and enhance the basic function of subtitles; (2)highlighting 
the teaching emphasis and diffi culties with variety forms and extending the teaching content; (3)helping learners to integrate internal 
knowledge and promoting effective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4)creating humor and enjoyable learning atmosphere to 
attract learners’ attention and keeping continue participation; (5)getting psychological interaction and feedback in time, enhancing the 
social presence and emotional presence. Based on this, the study divided these subtitles into four categories: information Presenting, con-
tent Extending, emphasizing and Emotion Foiling. Finally, a case is further discussed. Hoping this study could promote the interactivity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video learning resources.
Keywords: new interactive subtitle; instructional interaction; video learning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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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意涵图在博物馆学习评价中的应用研究综述

李坤玲 王 铟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个人意涵图是目前西方博物馆学习研究者常 用的调查方法，它可用于记录观众参观博物馆前后在智

识、情感、态度等方面的变化情况。本文简要分析了博物馆学习评价的现状与国内目前存在的问题，并介绍了个

人意涵图评价方法出现的理论背景、具体的操作流程、在博物馆学习评价研究中的优势及其在教学和研究中存在

的局限与可行性。相比于传统的评价方法，个人意涵图在评价非正式学习环境下的科学学习时结合了定性与定量

分析，并且不受参与者的年龄、前认知概念和已掌握能力的影响。希望能为从事非正式学习的从业人员和研究人

员使用个人意涵图开展博物馆学习评价提供参考。

【关键词】个人意涵图；博物馆学习评价；非正式学习

【中图分类号】G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510（2018）06-0051-10

正式学习通常有明确的教学活动、涉及具体的

目标，可以在干预前后进行评价，但这些不一定

适用于非正式学习的情况，如参观博物馆（Hein, 
1998）。科学有效的学习评估可以为非正式学习的

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用的信息，而非正式学习的

不确定性为学习效果的评估带来了难度（高茜，邵

子航，2017）。因此，在非正式学习的场景下我们

需要新的评价工具。个人意涵图（Personal Meaning 
Mapping，简称为PMM）是由美国马里兰学习创新

研究所的约翰·福尔克开发的用于非正式学习环境

的概念图的一种变体（Falk, Moussouri, & Coulson, 
1998）。概念图需要提前向学习者教授如何使用这

种技术，但PMM可以在学习者没有事先经验的情

况下使用，并且在课堂内外都适用，从而为评价非

正式和流动学习环境中的学习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技

术。下文对PMM这项有用的评价方法进行综述，期

望对从事非正式学习的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评价与

改进博物馆学习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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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学习研究】

一、博物馆学习的评价研究

博物馆学习（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是博物

馆观众研究的一个分支，它以观众为对象，研究展览

信息传播的有效性。由于博物馆学习方式灵活多样，

学习环境空间开放，再伴以小组学习、探究学习等方

式（郭鸿，徐昌，2016），所以对博物馆学习的评价

提出了新的要求。评价从根本上来讲是对博物馆教育

活动价值的判断。由于它的这个特性，使得评价有很

强的目的性和实践意义。其目的在于提供有助于价值

判断的指导信息，从而能有针对性地从根本上改进工

作。围绕着这一基本前提，博物馆学、教育学、心理

学等领域的相关研究人员致力于设计和改进测量观众

智识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方法。

（一）国内外的发展现状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西方国家针对博物馆学

习的评价已经逐步完善。在评价还未出现的20世纪

初期，研究博物馆的学者们多是以考察展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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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通过功能评价和功能的界定为博物馆的展览

效果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正式的有固定流程的评

价在此时还没有出现，但是这种界定和评价为后来

的评价提供了一定的视角和方法。西方博物馆的评

价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渐扩大领域，出现了一些

专门的研究机构和研究团体，他们的研究操作在长

期的实践中逐渐规范化。1971年起，美国博物馆协

会认证制度采用以核心问题为导向进行评价；上世

纪80年代，来自企业的绩效管理理念开始进入博物

馆评价；1998年英国政府开始引入公共服务协议，

通过制定一系列非强制性的和鼓励性的建议，为博

物馆机构提供一个政策框架。在评价领域，西方的

发展不仅体现在博物馆等非正式学习环境，也体现

在学校等正式学习环境。同时，展览评价、项目评

价等其他评价领域也在逐步的发展中走向规范。

在2012年的“分享评估”活动上，英国国家博

物馆馆长委员会、伦敦博物馆团体和英国观众协会

同时号召博物馆界的同行进行各个馆的评估分享以

及相关项目评价中的经验分享，通过博客的形式进

行交流分析，共同探讨关于博物馆评估与博物馆学

习评价中的问题与难点，共同应对博物馆评估所面

临的挑战。

面对全球博物馆发展的趋势，国内博物馆的教育

活动也处于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各种形式和内容的活

动层出不穷。在这种发展趋势下，国内博物馆对于教

育活动成果的评价需求也在不断地增加。但是从总体

上来说，国内的博物馆学习评价与西方国家相比，还

没有展开大范围和专门化的讨论。现有的中国博物馆

观众服务评估体系以指导性为主，其评价标准在目的

性、可比性和系统性方面有待调整（魏敏，2016）。

在实际的工作中，个别博物馆将教育活动的评价作为

活动开展工作的一部分，但在实践过程中并没有形成

专门的体系，在工作的程序中也没有得到相应的重

视，其评价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没有在促进博物馆

教育活动的改进中发挥相应的作用。

经过近些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博物馆学习评

价的体系初步形成，但就现行的评价理念、标准和

格局来看，还存在着几点问题。

（二）国内评价研究存在的问题

1.评价标准和依据较为笼统

博物馆教育活动的形式十分丰富，馆内的包括

讲解、参观活动、教育活动、讲座、剧场等，馆外

的包括野外考察、夏（冬）令营、馆际或馆校的结

合等。在博物馆展览类别多种多样的情况下，为能

兼顾各类别和各领域的评价需求，出现了一些具有

普遍性的评价的基本方法和内容。它们可以作为一

个大的指导方向，但若想进行深入研究，现有的评

价标准与依据就显得较为笼统而缺乏针对性。有研

究者提出目前国内博物馆学习的评价集中在以下四

个重要的方面：教育活动项目内容与资源的准备、

教育活动的宣传效果、博物馆的观众体验以及具体

项目活动的展览和教育目的是否得到了有效的实现

（朱智利，2016）。最后两方面关注参与者对于博

物馆情感方面的联系以及最终的参观展览效果。

简言之，国内博物馆评价参与者学习的目的仅

仅是为了对馆内现有资源的使用效果进行总体性的描

述，评价的报告也只是局限于比较浅显的层次，在解

决实际问题方面参考价值不高，不能最大程度地为博

物馆的实际工作提供科学的规范化的参考信息。

2.评价方法单一

在博物馆教育活动中，最常见的评价方法有访

谈、问卷、观察这三种。这三种评价的方法在目前

占有非常大的比例，其原因在于这些方法可操作性

强，普遍适用于各类型的场馆，在操作的过程中对

实施评价的人员要求也不苛刻，对于博物馆来说，

普通的员工都可以胜任。但在现阶段发展的过程

中，这三种评价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能满足评

价博物馆学习成果的需求，在使用时的局限也越来

越明显。因此在博物馆教育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不断

完善的同时，评价的方法也应该进行相应完善。

二、PMM的出现

（一）概述
PMM又译作“个人意义映射”，是一种调查参

与者在经历学习前后发生的智识、情感、态度变化

的测量方法（赵星宇，席丽，付红旭，马馨，周柳

君，2017）。PMM是一种非传统的数据收集方法，

也是探索人们关于特定主题的知识和想法的有力工

具。它在非正式学习和非正规学习的环境中被证明

是非常有价值的，多用于博物馆的展览和展教活动

评价。与问卷调查不同，它不要求参与者以线性顺

序提供答案，也不限制他们对句子的回答或预先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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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选项的选择。参与者可以自由地使用单词、短语

甚至图片描述自己的想法，以任何思维顺序进行回

答，还可以用所写的单词说明概念之间的联系。研

究者根据参与者制作的PMM，通过一定的维度进行

数据与内容整理，对参与者的认知结构进行定量或

定性分析。PMM的一个优点是，它不涉及潜在的引

导问题或提示的使用。参与者只被要求描述他们想

到的与目标词或短语的联系。PMM是捕捉高度个性

化回答的理想工具，它可以提供定性和定量数据，

并可用于评价随时间而形成的变化。图1为PMM示

例，以关键词“太空、恒星与行星”为例，其中不

同字体代表不同阶段参与者对PMM的补充或修正。

（二）PMM的理论背景与历史沿革
PMM是以诺瓦克（Novak）及其合作者在1980

年代开发的概念图（Concept Maps）为基础发展

起来的（Novak & Gowin, 1984; Novak & Cañas, 
2007）。概念图源于奥苏贝尔的有意义学习理论，

该理论强调了学习者先验知识的重要性（Ausubel, 
Novak, & Hanesian, 1978）。使用概念图需要参与者

学习如何在一张纸上描绘出自己对概念的理解，并

将这些概念进行恰当的连接。在这种技术中，有时

会有一个由专家绘制的“正确”概念图，用来与参

与者的概念图进行比较和评分。过去发展起来的概

念图分析大多是基于这种比较（McClure, Sonak, & 
Suen, 1999）。事实证明，概念图是一种用于教学和

概念发展研究的有用技术，特别是在学校和高等教

育中。但在博物馆学习评价的过程中，概念图的局

限性较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两

个方面。一是它对参与者的要

求较高，没有经过训练的参与

者在绘制概念图的过程中会遇

到很大的困难，其绘制的概念

图很难达到研究者所能进行分

析的程度；二是概念图在评价

的过程中有很强的规范性，在

非正式学习环境中，参与者的

个人认知范围是十分丰富的，

从某种角度来说无法使用规范

性的概念图评分规则来评判。

自诺瓦克首次开发该评价

工具以来，概念图出现了许多

变体，其中穆雷·德西莫、雷纳特和格雷格所使用

的技术与PMM最为接近（Morine-Dershimer, 1993; 
Leinhardt & Gregg, 2002）。在一项概念变化的研

究中，穆雷·德西莫要求学生们和教师分别制作自

己的概念图，描述他们对教师准备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的看法，并提供“教师计划”这一短语。两个

学期后，学生们重复了这项任务，然后比较了他们

在课程结束后绘制的概念图与他们的原始概念图。

雷纳特和格雷格在参观博物馆时也使用了类似的方

法。他们统计了每个人在参观前后概念图上的想法

数量，然后分析了概念图的结构，以检测他们是否

改变了想法，是否有任何信息重组。就像这些概念

图的变体一样，PMM的方法在参观之前或之后都没

有对参与者应该知道的东西产生任何预判。在这方

面，它支持建构主义教学法，即先验知识被认为是

有价值的。

在教育研究中使用的其他绘图技术没有像概念

图那样被广泛地使用，如流程图（Flow Diagrams）
和Vee图①（Trowbr idge  & Wandersee ,  2005 ; 
Davidowitz & Rolinick, 2005）。卡根、鲁伊斯·普

里莫和沙维尔森对概念图进行了批评（Kagan, 1990; 
Ruiz-Primo & Shavelson, 1996）。卡根在他的评论中

指出，概念图评价的是短期的变化，而不是长期的

收获。他还指出，研究经常将参与者绘制的图与研

究者预期的“标准”图进行比较。许多研究声称，

概念图反映了一个人的实际认知结构，而卡根认

为，概念图反映的是学生“再现学科结构”的能力

图1 PMM示例（Lelliott, 2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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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gan, 1990），而不是在认知结构上表现出的真

正变化。鲁伊斯·普里莫和沙维尔森（1996）提出

了关于使用概念图进行评价的缺陷，并强调需要进

一步研究这些概念图与学生认知图式之间的关系。

概念图和PMM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是，后者

在任何阶段都没有开发出“正确”的标准图。福尔

克认为，需要标准答案形式的分析与在博物馆学习

中使用PMM的初衷相违背（Falk, 2003）。因此，

使用PMM得到的图更类似于克雷斯（Kress）和马

弗斯（Mavers）这样的符号学家使用的多模态图②

（Preston, 2007）。福尔克认为，博物馆观众在参观

的时候，没有可以预料到的一个或多个“正确”学习

成果。与学校课堂或大学讲座不同，观众不需要按照

预先设定的课程目标学习特定的科学概念或事实，在

博物馆进行的学习是个人的、有条件的和特殊的。因

此，PMM是对参观后发生的任何学习的个人建构。

在认知和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日益支持这样

一种观点，即学习是一个相对和建设性的过程

（Pope & Gilbert, 1983; Roschelle, 1995; Solomon, 
1987; Sylwester, 1995）。PMM利用这种相对建构

主义（Relativist-Constructivist），而不是实证主义

行为主义（Positivist-Behaviorist）来衡量学习。具

体来说，这意味着假定每个人在学习环境中都将带

来不同的先前经验和知识，而这些经验和知识决定

了不同的人对自己的经历的理解和处理方式。先前

经验和新经验的结合导致学习，并且由此产生的学

习对于每个人而言是独特的。鉴于每个学习者的起

点和终点各不相同，传统的评价方法都存在严重的

缺陷，即依赖于每个人的学习拥有相同的起点（如

“无知识”）与终点（如“正确答案”）。

PMM并不认为所有的学习者都是带着相似的知

识和经验进入学习的，也不需要他们提出一个“正

确”的答案来证明学习。相反，PMM旨在衡量一个

特定的“教育”体验如何独特地影响每个人的个人

概念、态度和情感理解。评价假定，教育干预措施

一般会对个人理解的基本结构产生影响；虽然可能

学到的确切内容会有所不同，但变化程度在个人之

间是可比较的，因此可以进行量化。 
PMM被证明是一种多功能和可靠的评价学习

的工具，能够体现学习的多维性，现在已用于各类

环境与各种评价目的（如艺术、科学、历史和自然

历史博物馆；前端评价、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

价）。

1998 年，福尔克与美国马里兰学习创新研究所

（Maryland Institute for Learning Innovation） 的学者

在研究观众参观动机和计划对博物馆展览学习的影

响时，总结前人研究的经验，首先使用PMM。伦尼

（Rennie）等人在2003年列出了一些能够捕捉参与

者在学习过程中的多样面貌的可行测量工具，并将

PMM列入其中。2004年，PMM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

学科中收集数据的重要手段，在非正式学习场所中

已经受到很高的重视，并且在多次的实验和分析中

被强调（Ellenbogen, Luke, & Dierking, 2004）。2005
年，斯塔克斯迪克（Storksdieck）使用PMM和访谈

方法以定量评价观众知识结构和兴趣态度在非正规

学习项目中的变化。2007年，在一项关于业余鸟类

学家如何与记录美国鸟类分布的网站进行互动的研

究中，创新性地将PMM应用于在线应用（Bonney & 
Thompson, 2007）。从1998年到2007年，PMM作为

一种可行的调查评价工具已经在实践当中得到了广

泛的运用并被多份权威报告引用（Falk, Moussouri, 
& Coulson, 1998; Falk & Storksdieck, 2005; Lelliott, 
2007）。2009年，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United 
State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NRC）出版的研

究报告《非正式环境下的科学学习：人、场所与活

动》将PMM列为有效的科学学习评价方法（Bell, 
Lewenstein, Shouse,  & Feder, 2009）。在过去的二十

年里，PMM方法被用于探索在各种“自由选择”学

习环境中的学习，如科学中心、艺术和自然历史博

物馆、动物园、水族馆、节日和以社区为基础的项

目，以及更有条理的课堂环境等。研究表明，它可

以有效地让参与者表达和交流他们自己对PMM提示

的看法和理解——在一张白纸的中心，仅有一个词

或词组（Falk, Moussouri, & Coulson, 1998）。例如：

PMM已经被用来定量地显示学习中的变化或不同

的先验知识和兴趣以及学到的不同的东西（Falk & 
Adelman, 2003; Falk & Storksdieck, 2005; Falk, Heimlich, 
& Bronnenkant, 2008; Lelliott, 2008b）。它还被更多

地定性地用于理解公众对特定概念的基本概念理解

（Falk & Storksdieck, 2005; McCreedy & Dierking, 2013; 
Winkle & Falk, 2015）。

目前的研究指出，PMM是一种能够提供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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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精细的学习图的方法，也是一种区分可能获得的

特定知识的方法（Judson, 2012）。此外，研究人

员强调，PMM有助于评价有意义的学习，并为知

识和理解提供丰富的见解（Bowker & Jasper, 2007; 
Bueddefeld & Winkle, 2016） 。

三、PMM的操作流程

（一）数据收集方法
PMM是专门为博物馆学习而开发的一种衡量

工具，用于调查个体在参观前后对某一特定主题的

知识和观点变化（Falk et al., 1998）。具体而言，

PMM的执行方式如下：

第一，在参观博物馆前，每位参与者将获发一

张纸，纸上写有一个主题单词或短语。然后，参与

者被要求写下或画出任何与主题词有关的单词、短

语、想法或图像等。这些可以是事实信息、想法、

信仰或任何与其相关的意见，并以特定的颜色写在

纸上（例如蓝色）。

第二，调查员与个人进行一次简短的访谈，调查

他们已经写在纸上的想法。第一步得到的书面文字构

成了开放式访谈的基础。参与者被鼓励解释他们为什

么写下这些内容，并扩展自己的想法。通过访谈与讨

论，参与者能够用自己的话与认知参照框架来阐明和

交流对主题词的看法和理解。参与者的答复被记录在

同一张纸上。为了区分未提示的和提示的回答，采访

数据用与原稿不同的颜色墨水（如红色）记录。

第三，参观结束后，每位参与者将收到他自己

的原始PMM，并被要求对自己已经写在纸上的内容

进行修改或补充。根据福尔克和卢克的说法，重要

的是把原始的PMM还给参与者，而不是让他们填写

一份新的文件（Lelliott, 2007）。这可以确保参与调

查的人不认为调查员在“浪费他们的时间”，即要

求他们重复已经做过的事情。同时这也是允许参与

者改变原来的想法，与概念图中通常使用的方法形

成了对比。参与者使用另一种颜色的墨水（例如黑

色）对PMM进行修改和添加。

最后，调查者根据第三步中的更改和补充进行

另一次采访。调查者用不同颜色的墨水（例如绿

色）进行记录。记录时要使用被采访人自己的话。

（二）数据分析方法
福尔克推荐了一种分析PMM的特殊方法，该方

法涉及跨越学习的四个维度：数量、广度、深度和

掌握度。数量检查词汇量，而广度则对学习者使用

的概念进行分类，并对干预前后的学习进行比较。

深度用于测量学习者对所使用的概念的理解，而掌

握度则评价理解的总体质量以及学习者如何使用它

（Falk et al., 1998）。

1.数量（Extent）

这一维度考察词汇量的变化（Extent of vocab-
ulary），表明了参观者的知识和感受的程度。分数

的改变是通过计算参观者在两张PMM上写下的相关

单词/短语的数量并比较两者的差异来确定的。

2.广度（Breadth）

第二维度考察参观者理解的广度（Number of 
concepts），即概念理解的范围。它衡量了所使用

的适当概念数量的变化（即类别，而不是单个单

词）。研究者独立地将参与者的PMM描述进行概念

分类，通过讨论来权衡类别术语和有争议的分类问

题。为了评价理解广度的变化，研究者需要比较参

与者在参观展览前后使用的概念类别的数量变化。

3.深度（Depth）

第三维度考察参观者理解的深度（The depth of 
knowledge and feelings），即在一个概念范畴（或者

说类别）内，参观者的理解程度。在数据统计的过

程中，越复杂的概念表达赋值越高。例如，在概念

范畴“不同类型的宝石”中，参观者是只列出了一

种类型的宝石，还是列出了几十种？他们是否能够

解释为什么、如何或在什么情况下矿物被转化为宝

石？参观者的访谈中只有被要求展开谈论与解释的

概念类别的相关内容才被评分；评分是基于1~4的评

分（1=没有详细说明；4=重要的阐述）。

4.掌握程度（Mastery）

第四维度考察掌握程度，游客描述他们自己理

解的整体能力（Mastery of topic）。从新手到专家，

每个人的理解质量是不同的。评分采用一种整体的

判断，就像给一篇文章打分一样，需要定性地考虑

被试对这个话题的理解。每个PMM的评分范围为

1~4（1=简单、新手般的理解；4=高度详细、专家

般的理解）。

为了确保有效性和可靠性，最好是由专家小组为

每个维度制定一个评分规则。专家们需要就他们认为

可以接受的答案达成一致，例如，他们认为哪些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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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概念类别的界限。由于规则是确定的，这些相同的

专家或一小群人被邀请独立地对每个维度进行评分。

可靠性系数可以根据评分者之间的一致性程度来计

算。通常情况下，评分者被要求首先对一小部分PMM
进行评分，并讨论不同意见以减少可变性。

PMM评价方法是一种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融

合的评价方法。在定量分析方面，PMM有一套适合于

自身的维度来进行评价。但在分析PMM的数据的过程

中，基于不同的重点和所要进行项目的研究需要，研

究者们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维度来进行分析。

四、使用PMM评价博物馆学习的意义与优势

PMM的一个主要优点是，它使研究人员能够

捕捉到参与者丰富的情感、观念和关于他们参观体

验的本质想法。PMM的第二大优势在于它不仅能

够收集丰富而深入的数据集、能看到学习的范围，

而且能够探索参与者之间明显的差异。即PMM允

许评价工作以有助于研究人员理解和解释数据的方

式捕捉数据的可变性。而PMM的独特优势在于它

不区分认知、情感和精神运动学习（Psychomotor 
Learning）。因此，学习者自然地将这些元素融会

在他们对提示的反应中，从神经学上揭示了这些

感知世界的方式之间的相互联系（Hurtubise, 1995; 
Eagleman, 2015）。这些优势在评价博物馆学习时能

得到具体的体现，以下将详细阐述使用PMM评价博

物馆学习的意义与优势。

（一）符合博物馆学习的评价需求
评价方法的选择取决于评价的目的需求。博物

馆是丰富的情境化学习环境的代表，相较于正式学

习环境，博物馆更注重于观众素养的全面提升，而

不仅是知识的传授。目前国内外对教育的三维目标

已达成基本的共识，即“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

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但在博物馆普遍使

用的学习单或问卷大多仅要求观众在参观或参与教

育活动后回答一些认知和技能方面的问题。研究者

预先定义了一组事实或概念，他们认为这些事实或

概念是博物馆学习所获得的关键内容，学习效果体

现在参与者正确回答问题的数量。这容易导致参与

者在参观过程中受到学习单的影响进行有选择的参

观和记录，同时这种做法人为地限制了调查视角，

导致了评价研究中相当大的空白。

此外，传统的评价方法无法从定量的角度完成

对参与者内心感受变化的评价。目前国内博物馆对

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评价大多都流于表面，仅仅通过

观察和访谈的方法很难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在这

种环境下，PMM的优势就显现出来。它不受参与者

的年龄、前认知概念和已掌握能力的影响。参与者

可以根据自身的任何感触来绘制，它不框定参与者

所要掌握的知识范围，同时也不限制表达形式的范

围。PMM是一个多角度、多维度的综合评价方式，

在实践中被证明更适用于博物馆环境下的展览与教

育活动的效果评价。

（二）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融合
在目前国内博物馆展览和教育活动的评价中，

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方法均被采用。在进行定量评

价时，博物馆一般采用学习单、问卷等方式对知识

点和学习结果进行一定的赋值，通过统计分析的方

法掌握参与者的学习情况。这种方法在评价的过程

中可操作性很强，但同时带来的弊端是其过于强调

数据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评价结果缺乏

灵活性。对于一些无法量化的评价来说，使用这种

方法无疑会过于形式化。第二种是定性评价，这种

评价关注的是参与者在参观过程中的变化，形成对

参与者及其活动的更加深层的理解（孟红娟，郑旭

东，2015）。但传统的评价方法，例如面对面访谈

和观察等得出的结论往往信度较低。这两种评价方

法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评价需求，在实际实施的过

程中，往往不能针对同一个评价方面进行有机的结

合。

相比于传统的评价方法，PMM在评价非正式学

习环境下的学习时具有的优势是它结合了定量与定

性研究，通过对PMM内容的归类与分析，研究者可

以得到参与者在认知方面的定量结果，同时，通过

参与者在前后置访谈中对PMM的解释与阐述，研究

者可定性分析观众行为与学习效果，有助于深入说

明定量数据。

（三）适用于博物馆学习的各个环节
PMM这一评价工具在博物馆学习不同环节都能

实现自己的价值。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设计实施

一项博物馆项目前，研究者可以收集参与者绘制的

前置PMM，以确定该活动项目的先验知识与参与者

的兴趣点，这将有助于展览或教育活动的定位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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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在实施过程中，比较简单的PMM分析将能够使

其教学适应参与者的先验知识水平，并针对个人和

群体进行充实或补救。在博物馆学习实施的后置阶

段，PMM可以作为评价学习活动效果的工具，为后

续改进提供基础（蒋臻颖，2016）。此外，在PMM
的访谈环节，研究者可以在面对面的交流中进一步

观察到学习者的需求与反馈。因此，PMM成为一种

适合于博物馆的开放式评价方法。

（四）提高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参与度
PMM的工作流程和工作量需要博物馆工作人

员的全面参与。在操作的过程中，博物馆的工作人

员可以切身地感受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在同参与

者交流和引导的过程中更深刻地了解到自己工作的

价值（朱智利，2016）。同时，在深入参与的前提

下，博物馆工作人员能够更好地发现评价中存在的

问题，在多方面、长时间的沟通当中找到解决问题

的合理办法。这对博物馆以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同时对评价方法的改进也是一个重要的

参考。

（五）有利于参与者个体的深入评价
PMM假设参与者将自己的先验经验和知识带入

新的教学情境，知识和经验都将塑造他们的学习过

程，每个人所学到的知识都是独一无二的。根据这

些假设，PMM的方法是低定向和设计的，用于评价

个人结构时没有对参与者应该知道的东西产生任何

期望和预判。因此，PMM包含构造者头脑中的任何

东西，如事实知识、想法和信念(Lelliott, 2008a)。
所以使用PMM不会出现传统方法容易产生的“天花

板效应”。

同时PMM的方法被发现能够评价和激活自我认

识，根据平特里奇的说法，这对于参与者在事实知

识、概念知识和程序知识领域中获得新知识的努力

是很重要的（Pintrich，2002）。有趣的是，尽管元

认知、自我认识不是观察到的教学重点，但它在数

据中被识别出来。可能是参与者自己对PMM的监

控，产生了视觉反馈，被参与者内化，从而成为所

确定的知识维度的一部分。平特里奇进一步强调，

研究人员需要帮助参与者对自己的知识做出准确的

评价。PMM方法可以作为评价参与者自我知识的一

种方法，为参与者对自身知识广度和深度的形成性

评价奠定基础。

五、PMM在教学和研究中的局限与可行性

PMM是一种相对较新的工具，国内对该工具的

分析或评价还很少发表，国外使用PMM的研究取得

了许多非常令人鼓舞的结果。但它并不是一个万能

的工具，依然存在一些局限和有待探究的可能。

（一）局限

1. 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由于PMM涉及访谈和整理文本资料，因此提

供充分的时间和资金支持十分必要（Falk, 2003）。

伯特尼克等人建议，需要谨慎使用PMM，因为它

产生了大量的数据，需要大量的时间来进行转录和

分析，并且需要研究人员了解分析过程（Burtnyk, 
Foutz, Kessler, & Kidwell, 2005）。莱利奥特在研究

中发现使用PMM作为数据收集方法没有什么特别的

缺点，但建议在条件允许时，可以在两次访谈和第

二次数据收集之前花足够的时间对PMM进行初步

分析（Lelliott, 2008a）。这将使研究人员能够根据

PMM仔细设计问题，以便在访谈中使用。然而在博

物馆参观所涉及的数据收集顺序中，这并不总是可

能的。

2. 依赖自我报告数据

贝利和福尔克认为，与许多调查和大多数访谈

研究方法一样，PMM依赖于个人经历和知识的自我

报告（Bailey & Falk, 2016）。自我报告的数据可能

会对研究结果造成各种限制，其中包括对“伪造”

的担心或由于社会愿望、缺乏元认知、缺乏问题理

解和反应偏差而提供虚假答案的可能。这确实限制

了先前讨论结果的有效性。尽管自我报告数据长期

以来被批评为缺乏有效性，但一些来自各个学科的

研究已经证明，自我报告数据虽然不完美，却是更

直接措施的合理替代，特别是在“低风险”数据收

集的情况下。

3.核心词需要斟酌

PMM将参与者集中于单个提示词。它可以是一

个设计得非常通用的方法，但该方法可以在一个领

域中获得丰富而深刻的数据，而不能广泛地跨多个

领域。因此，从负面的角度来看，关注PMM的单

一提示有可能限制对数据提出的研究问题。然而，

从积极的一面来讲，提示的通用性使得研究者能够

探索学习者如何构建他们认为重要及概念相关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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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PMM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和非评判性的

平台来分享和阐述。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核心词

的选择需要首先进行试验和比对，通过对几个不同

核心词的比对，找出最适合在博物馆大量投放实施

的核心关键词，使得调查分析的评价结果更具说服

力。

（二）发展的可能
哈特梅耶等人研究PMM在正规理科教学中的整

合教学时发现，作为评价学习者多维知识形态的一

种方法，通过对学习者PMM和访谈的分析，PMM
方法对于识别和激活这些维度中的事实知识、概念

知识和知识的子范畴以及元认知自我知识是非常有

用的。然而，作为一种识别和激活程序知识的方

法，它的作用又似乎是有限的（Hartmeyer, Bølling, 
& Bentsen, 2017）。

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使

用PMM，这是一项挑战。这并不是说研究不能尝试

在长期经验中使用这种方法，这仅仅意味着可能需

要新的数据分析方法来充分捕捉从几个月至几年的

时间框架内发生的事件所产生的全面的学习广度和

深度。也许随着移动学习的发展，未来像掌上电脑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PDA）这样的设备有可

能被用来收集、储存与分析PMM数据。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PMM在使用时涉及两个

值得权衡的方面。使用PMM进行数据收集是非常

费时的，并且会产生来自参与者的非常个性化的、

甚至可能是敏感的信息。然而，该方法获得了极其

深入、复杂和高度个性化的数据。出于隐私 保护的

需要，只有相对较少的人愿意提供深刻而丰富的数

据，使用PMM的研究人员是希望收集这样的数据，

还是以相对匿名的方式收集大量个人的更表面的数

据，这是需要做好权衡的。这两种方法都是合理

的，但显然PMM提供了一些其他评价方式不容易获

得的好处。

六、结语

博物馆学习和正式学习有很大的区别，丰富的

教育资源、共享的知识空间等等都是博物馆自身的

优势与特色。相对于学校教育的知识定位，在博物

馆中的学习方式是参与者自己主导的，多样化的程

度是无法用简单标准衡量的。考虑到这一框架，

PMM这种新的评价方式应运而生。相比于传统的评

价方法，PMM在评价非正式学习环境下的科学学

习时结合了定性与定量分析，并且不受参与者的年

龄、前认知概念和已掌握能力的影响。在使用PMM
进行评价实施的过程中，参与者在表达内容与表达

形式的范围有最大限度的自由。PMM是一种多维度

的综合评价方式，在实践中被证明更适用于博物馆

环境下的展览与教育活动的效果评价，可以用于评

价博物馆学习的各个阶段，也有利于学习者进行对

个人的深入评价。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PMM
仍存在许多改进的空间。评价方法是在不断发展进

步的，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出现对于PMM的

优化研究。

综上所述，PMM是一种创新的评价程序，有相

当大的潜力协助收集非正式学习环境中的数据。但

目前国内有关PMM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仍未得

到充分的重视。如果博物馆教育工作者和随同学生

参观的教师能合理使用PMM进行评价，将能更好地

了解参观博物馆期间发生的学习，同时反过来可以

提高参观的质量和非正式学习提供的经验。所以应

加强对PMM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促进其在博物馆学

习评价中的推广与运用。

注释

①Vee图（Vee Diagramming）是由诺瓦克（Novak）与戈

文（Gowin）在科学教学的概念图策略中研究并提出的。设

计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在探究性学习过程中，了解所进行的探

究活动，说明科学知识背景，让学生自我检视怎样利用已有

知识、理论、概念、原理来观察和了解外部世界，并探索新

的问题，同时帮助学生对整个探究过程实施元认知监控。

②多模态图（Multimodal Maps）的内涵不只体现在文字

中，更有多种表现形式，一个词只是人类用来传达意义的众

多符号中的一种。该术语旨在强调参与者以他们喜欢的任

何方式解释所绘制图的自由。这种绘图方法最好的例子是

ImpaCT2研究小组开展的大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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